




金燈門 

神秘金燈 

一夜風雪，遍地瓊瑶，把大地裝飾成了一片銀色世界。 

王俊打開大門，想欣赏一下早 II 的雪录，但打開大門，却使他大大的吃了 一驚。 

門外撗卧著一個人，大部份的身軀已被大雪埋住，祇 II 出半張瞼來。 

由雪中21出的一些轚髯上判斷，道該是一個四十以上的中年人。 

王俊的心 II 了一下，推開積雪，伸手按在那人的鼻息間，發覺尙有一絲微弱的氣息。 
這是一個穿靑衫而身軀魁庳的大漢，祇是不知在大雪中躺了多久，全身都已凍僵了。 

王俊活勖了一下雙莺，抱起了那靑衫人，急奔蘸中。放下靑衫人，掃去他身上的積雪， 
室中早燒起了 I 盆炭火，增加了不少暖惫。他掩上房門，取來一條梆被盖在靑衫人的身上 
這靑衫人的個子很大，王俊已無法把他抱人卧室的木榻上。 



王俊略懂急救的常識，他立即煮一碗薑湯，灌入那靑衫人的口中。 

也許這靑衫人特別健壯，喝了一碗 S 湯後，居然淸醒過來。他睁開了眼睛，可見一衡很 
黑的眼珠子，那該是一對很有神采的眼睛，但却早已失去了臁有的光采。 

一夜的風雪酷寒，似乎還沒有使他的神志麻木，祇見他禮貌的對王俊頷首歃笑一下。 
王俊有些羨慕的忖道：這人不但有一個睡壯的身軀，也有着過人的 * 志。 

移動了 一下火盆，王俊緩緩的開聲說道：「兄台，你好好的休息，我替你燙壺酒驅逐寒 
意。」 

靑衫人微隞搖了搖頭，苦笑一下，說道：「我很舒適，也很淸醒，但我沒有太多的時間 
了 。 J 

王俊震動了一下，然後有些奇怪的說道：「你已很快的淸醒過來了……」 

靑衫人盡量保持自己的平靜，也盡量露出和藹的笑容，道：「像我這樣的身體，就算是 
再大一點的風雪也不會困住我，是麽？」 

王俊點點頭，不得不承認的說道：「是的，你這樣快淸醒過來-體能和 * 志確非常人所 
能及，但你却倒在風雪中。」 

「我受了觴，很重很重的觴。」靑衫人盡量保持着聲音平靜。 



「傷！ J 王俊吃驚地叫了起來：「我沒有看到啊！」 

一抹微微笑意，顯示出了那靑衫人的無畏勇氣，祇聽他道：「很重的傷，致命的一刀 。 J 
王俊奇怪的道：「是刀海？」 

「是！ 一把很鋒利的匕首。」靑衫人仍毫不畏懼地道：「由後背直透而入，刺中了心臓要 
害。」 

「啊…… J 王俊尖聲而叫。 

靑衫人解擇道：「刀！仍留在我的身上，所以，沒有流出血來。」 

王俊呆了一呆，道：「甚麽人殺了你？爲甚 麼？」 

靑衫人又微激搖搖頭，徐徐的說道：「不知道是甚麽人，我也不想知道 。 J 
「你不想報仇？」王俊有些大惑不解地問道。 

「是的！我不想報仇，也不想我的朋友替我報仇。這世界上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，•私 
人的仇恨至少是不太重要的。」 

王俊有些肅然起敬的感覺，望着那靑衫人，却想不出一句措詞適當的話來。 

靑衫人輕輕吁一口氣，緩緩的接道：「我個人死了算不了甚麽，但我却不想我的志 Ml 
着我的死亡而幻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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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無可奈何的嘆口氣，道：「可惜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大夫，我祇是由害本上知道一些 
急救的常識……」他略一沉思，接道：「三里外有 一 位很好的大夫，我去請他來看看你的蕩 
勢，也許還有救治的希望 。 J 

「不可能的！」靑衫人斬釘截鲰的說道：「就算世上最好的大夫，也無法替我修補起洞穿 
的心臟 。 J 

王浚有些茫然，道：「兄台，我能爲你盡些力麼？」 

靑衫人道：「能 ！ J 

王俊有些敝隞震動，道：「那鱿請兄台吩咐吧！」 

靑衫人道：「你實現我未完的志願。」 

「我能麼？」 

「能！祇要你肯全心全意的認眞去做 。 J 

兩人說了不少話，但王俊還無法確定這靑衫人是幹甚麼的。 

「你請說吧！我能爲你做些甚麼 ？ J 

靑衫人用右手很吃力的取下了身上的一個革囊，道：「這裏面有一盞可以折®的金燈丨 
明夜請你把它懸掛起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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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盞金燈？ J 王俊有些丈八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的感覺。 

靑衫人道：「很可惜，我無法給你很詳盡的解說了，但我相信.阶一定會依照我的話去 

匕 

王俊有些不由自主的點點頭，問道：「懸掛在甚麼地方？」 

靑衫人道：「我說過，我不能再作詳細的解說了 。 J 
靑衫人忽然推開棉被，掙扎而起。 

王俊大吃一驚，道：「你要幹甚麼 ？ J 

「我要離開這裏，趁我還有些體能，可以支持我再走一程。」 

「你受了很重的庵，風雪雖停，但稹雪滿地，就算是未受 fi 的人也不易行走！你……」 
「我非走不可，因爲，我留下來，你也無法救我的性命，對 麼？」 

「話是不錯，但我不能眼看着你走向死亡。」 

「 I 樣是死，我不死在大雪中，會死在你這裏，那會給你添了無窮的麻煩。」 

「可是你一旦離開這裏，便會死得早些。」 

「是！但却不會連累到你，人.命關天，你會被帶到官府中去-那時你無法解惲我死亡的 
原因……」 





「我不是兇手，問心無愧 o 」 

靑衫人臉上露出了滿 t . 的隞笑，道：「看來，我沒有選錯人。」 

「你說甚麼？ J 

靑衫人長長吸一口氣，道：「死亡是一件大事，官府中找不出兕手，會給你平添無窮的 
煩惱，輕則拖累你坐上三、五年牢，重則會加給你一個謀財害命的罪名 。 J 
王俊道：「就算有些麻煩吧！我也不能讓你這樣離開 。 J 
靑衫人己擧步向外走去。 

王俊心中大急，伸手抓住了靑衫人的右臂，嚷道：「你還有救治的希望，爲甚麽不請 - 
個大夫瞧瞧 ？ J 

靑衫人淡然笑一笑，道：「像我這樣的 fi 勢，沒有治癒的希望了。」他輕輕一揮手臂，王 
俊 it 感覺到有一股很强大的力置湧上身來，他不由自主的跌出五一、六步遠。 

他掙扎着站起來，那靑衫人已迅速的奔出了大門，而且，順帶上了門戶。 

王俊衡出大門，祇見白雪茫茫，已不見那靑衫人行踪在何處 。〆 
望望灰黯天空，王俊有着一種如夢疑眞的感覺，一個受傷的人風雪中凍了一夜，怎 
的一醒來就有着如此的膀能？快速的奔行身法。 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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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本是和衣而卧，忙匇匆揭被而起。 

啓簾望去，祇見一個身着靑衣的少女，坐在一張竹椅上，壚內的炭火熊熊-分明是經遇 
了加薪。旁側木案上放着那蓋已經折叠好的金燈。 

/ 這是一個很美的少女，瓜子臉蛋，髯彎秀盾，雪樣的叽 rt , 長長秀髮梳了垂肩的雙辮 
兒。祇見她緩緩轉過臉兒，兩道秋水一般的眼神，打1;了王俊一眼，輕啓樱唇，婉轉簿出一 
樓淸音，道：「是你掛起了這盞金燈？」說得不徐不疾，臉上沒有喜悅，也沒有怒«。 

但王俊却感覺到那淸脆平靜的聲音中，隱隱間含有一種懾人的威力。 

王俊點點頭，也盡量保持着平靜的說道：「是！」 

「你撿到了這蓋金燈？」 

.「不是！有一個人送給我暹一蓋燈。」 

「哦！」靑衣少女臉上現出驚異，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道：「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」 

王俊道：「一個身軀魁障的靑衣大漢，可惜他沒有吿訴我姓名。」 

「人呢？」 

「走了，他受了很重的潘，倒卧在風雪中，喝一碗薑湯後，留下了這一盞金燈。」 

「他 fl 在何處？」 




「一把鋒利的匕首，由後背刺入心矇，那是致命的重 fi ， 但我沒有看到血，也沒有看到 
他背上的匕首。」 

「甚麼人觴了他？」靑衣少女雖然盡置在抑制着自己，但王俊却看出她的情緖有着很大的 
激動。 

「他沒有說明是誰。」 

「就這樣簡單麼？」 

「他說，他不願追究甚麼人殺他，這世上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亊情要敝。」 

「哦！」靑衣少女敝隞一閉雙目，兩行淚珠兒滚落了下來。 

.. 「我想攔住他，一個受了重海的人，孤獨的走在大雪中 r 很難有生存的機會，可惜我攔 
不住他。」 

靑衣少女垂着頭，似想把悲海埋藏起來。 

但她的聲音却充滿着悲苦淒凉：「大哥就是這樣一個人，你已經盡了心了。」 

王俊吁一口氣，道：「我很慚愧，姑娘認識他 麼？」 

「認識，他是我們最敬重的大哥。」 .，^ 
「啊！這一盞金燈是他唯一的遺物，旣是姑娘的大哥，我就交1給姑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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拭去臉上的淚痕，靑衣少女緩緩抬起頭來，臉上是一副奇詫的表情，緩緩說道：「兄台 
可否見吿姓 名？」 

「王俊，一個讀書不第、流落異鄕、敎害糊口的人。」 . 

「失敬了，小妹來得匆忙，擧止失態，王兄不要見怪才好。」 

「不敢。 J 王俊輕輕嘆息一聲，道：「姑娘和令兄都不是平常的人，可悲的是，在下未能 
阻止令兄的離去，他那樣建壯的身體，應該有救治好的希望。」 

靑衣少女搖搖頭，道：「大哥他一生中不打誑語，他如能活下去的話，决不會甘心死 
去，他有很多的心願未完。」靑衣少女轉變了話題：「王兄你可想聽聽這一盏金燈的亊麽？」 
王俊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在下對江湖上的事物知曉不多，但姑娘和令兄及這一盞金燈， 
似乎有很多的隱秘，在下是局外人，知道得太多祇怕不太方便 。 J ' 

「不會的！在你沒有作出决定之前，我不會吿訴你很多事，但我一定要吿訴你這盞金馒 
的事，這對你很重要，是一種擭利，也是 t 種義務，，不過，你原不矚於我們這一個組合中 
人，所以，你還有選擇的自由 。 J 

「旣然如此，在下就洗耳恭聽了。」 .■ 
「這一盞金燈，代表着一個組合、一種精神。 J 靑衣少女臉上泛起一片凜然的荘嚴：「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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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着這盞金燈時，我們就稱他爲掌燈的大哥 …… J 

王俊有些驚異的接道：「哦！但我不是你們之中的人，我有這一盞金燈，祇是一個偶然 
的巧台 o J 

「所以，你有選擇的權利，但我們傳統中，祇有掌燈人才有權選擇接替他^人。你無 * 
取得金燈，但那是上一代掌燈人，親手交給你的，在沒有另一個接過這一盏金燈之前，你就 
是我們的掌燈大哥 。 J * 

王俊苦笑一下，道：「聽起來，那掌燈人有着很大的責任 。 J 
「也有很大的權利。」 

「如果這金燈落人一個壞人手中呢？」 

「我們相信掌燈大哥的眼光，他寧可使這一蓋金燈像他的生命一樣，消失在人間，也不 
會把金燈傳到壞人手中 。 J 

「姑娘，能不能吿訴我•你們是一個甚麼樣子的組合，這金燈代表的精神又是甚麼？」 
「金燈像它放出的光彩一懞，象澂着光明，它有着逐走黑暗的力量；金燈照燿的地方，. 
充滿淸明祥和，它懲奸除惡……」她舉手理|下鬌邊的散髮，緩緩接道：「我們是甚麽樣一個 
組合，在王兄沒有確定是否接掌這盏金燈之前，小妹不便奉吿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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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泰 IT 

「那麼，在下就把這盞金燈無條件交還給姑娘吧 ！ J 

「金燈有着絕對的權威，這世間不可能同時有兩個掌理金燈的人。」 

王俊怔了一怔，緩緩說道：「那是說，祇有這個人將要死亡時，才能交出金燈？」 

「這是傳統，我們已行之有年。」 

事情已說得很明顯，王俊祇有一個交出金燈的辦法，那就是他必須自絕死亡。 

「這溥統有些不台情理。」王俊有些不滿。 

「是的！對一個局外人而言，這確是有些强人所難，但我們一直有着很精密的計劃，對 
掌燈人也有很精密的保護，但這一場大雪，使我們的計劃有了差錯。」 

「和這場風雪有關 ？ J 

「是的！如果沒有這一場風雪，我們照着掌燈人留下的暗記追踪而至，就算他不幸遇 
害，我們也會很快的趕到，這一盏金燈也不會落人尔王兄的手中了 。 J 
王俊忽然覺得有點口乾，伸出手去。 

美麗的靑衣少女似乎早已看穿他的心意，很快取過桌上的茶杯，替他斟滿了一杯茶。 
她的動作看上去一板一眼，但連繽動作的過程，却快過了常人幾倍，王俊剛剛伸直了 
手，滿滿的一杯茶已到了他手中。 • 







這祇是一件很普通的亊情，但如能仔細的想它，就會有着凜然的感覺。 

他一口氣飮乾一杯澳茶，緩緩放下茶杯。 

這一段緩慢的過程，使王俊有了較多的思釀時間。 

「我祇是一個流浪在外的敎書人，這是個很小的村莊，一共祇有七、八個上學的孩子， 
我已經習慣於安貧樂道的生活 。 J ‘ 

靑衣少女道：「我知道，王先生，我們無意强迫你接掌金燈……」 

「但也無法修正你們的溥統。」 

靑衣少女神情間有些迷惘，也有些惶惑，但也無法解開這一個死結。 

少女黯然的點點頭，緩緩說道：「我想，應該有一個辦法解决，不過，我還沒有想出 
來 。 J 

王俊輕輕吁了 一口氣，道：「姑娘，不論這一盞金燈代表着甚麽，但那祇驕於金 燈門下 
的事，我王某和金燈門全然無關的，在一種偶然的巧合下，我取得了金燈，金燈門的傳統， 
不應該對我有約束的力量。 J , 

「王先生，你說得很有道理， J 靑衣少女有些詞窮無以爲對的感覺：「但怎會呢？大哥爲 
何會把這一盞金燈交給你……」 . 

趣 4.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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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抬頭望著室外不停飄落的雪花，自言自語的接道：「他還有帶走金燈的 » 能，但 I 
甚麽不肯帶走？」 

「也許他知道你們要來，祇是想谐我之手，把金燈還給你們 C 」 

祇看她倒一杯茶的快速，王俊已感覺到這育衣少女有着一身很好的武功。 

但她也是個很懂道理的人，王俊的說詞，顯然已使她有着理屈的感覺。 

靑衣少女搖搖頭，有些抱歉的笑道：「王先生，再等一會吧！我想我們#屈服在先生的 
道理之下，這樣大的風雪，今天不會有人來上學吧？ J 她極力想換|個話題。 

「不會，已是臘鼓頻催的時間，就算沒有這場風雪，也不會有人來上學，祇是 暹大風 
雪，使這 裏 更冷淸一點 。 J 

「哦！就要過年了，先生怎不回家過一個團圓的年節。」 

G 「我是流浪的人，無家可歸的流浪人，父母都已謝世多年了。 J 頓一頓道：「姑娘貴姓？」 
M 「我姓蕭：：：」 
o 「蕭姑娘。」 

4「小名飛燕，他們都叫我小燕子。」她很想表現出女兒家的溫柔，把氣氛改變得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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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蕭飛燕！很雅緻的名字，我雖不會武功，但我看得出姑娘是一位身懷絕技的人，我們 
是兩種性格絕不相同的人，我們有着太逮的距離，很難合在一起 。 J 

王俊鋒利的言詞，使得蕭飛燕有著招架不住的焦急：「王先生，我明白你的意思 。 J 
•「那很好，蕭姑娘請便吧。對這盞金燈的亊我永遠不會再提起，我自己也會逐漸的把它 

i -心。」 

蕭飛燕有些羞薰，低垂着頭，低聲說.•「王先生，多給我們點時間，他們就該到了。」 
王俊一皺眉頭，緩緩站起身子道：「蕭姑娘，孤男寡女不宜久處一室，你可以走了。」 

1飛燕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，道：「王先生如此逐客，小妹也不便再厚顏相求多留片刻 
了。」蕭飛燕緩移蓮步，向外行去。 

王俊回顧了仍放在木案上的金燈一眼，高聲說道：「蕭姑娘，請帶走這盞金燈 。 j 
蕭飛燕緩緩回過身子，淸澈的雙目中，滿含着晶瑩的淚水，臉上是一片迷惘和委屈的神 
情，搖搖頭道：「王兄，恕小妹很難從命，金燈門是一個很講理的組合，王兄理直氣壯.，小 
妹肷辯無言，但在我們想不出如何處置這盞金燈時，祇有先把金燈置放此處了。」 

明明是有着一身武功的人，但却寧受着無比的羞窘，不肯發作。 

王俊逐客的心志忽然有些動搖，忖道：「看來，這金燈門下，當眞是一個明是非、知禮 

M ♦ % 


16 


燄的組合，本來她一舉手、一投足間，就可以把我打成殘廢，但她却寧願忍着羞辱，極力委 
屈着自己，不願有逾越失禮的舉動，這是何等忍耐的功夫，而且，她還是一個年輕秀美的女 
孩子。 J 1念帱動，不覺間，.對那盞金燈生出了一種敬重、仰慕之感。 

祇聽蕭飛燕淸脆的聲音，叫道：「二哥、三哥，你們怎麽才來啊？ J 
聲音中充滿着委屈，兩行淚珠兒順聰滚落。 

她心中充塞了太多的委屈、，痛苦，一利間爆發出來，再無法控制自己的淸緒。 

王俊轉頭看去，不知何時，在蕭飛燕的身側已多了兩個穿黑衣的男人。 

是兩個健壯的大漢，穿着一樣的衣服，兩人的年齡都約莫在五十歲左右。 

左首一人年齡較大，短鬅繞頰，環目澳眉，自具一股威齩的氣勢。 • 

祇見他一揚澳眉兒道：「五妹，你……」 

蕭飛燕迅速拭去臉上的淚痕，接道：「我很好…… J 目光轉注王俊的身上，接道：「道位 
就是大哥傳下金燈的人 。 J . 
顧不得再多問1飛燕甚麼了，兩個黑衣人齊齊向王俊抱拳一撩衫跪倒。 

王俊急得連搖着雙手，道：「兩位壯士快快請起！快快請起！」 

兩個黑衣人站了起來。 





蕭飛燕道：「王先生雖受大哥金燈相傳，但他却無意於掌管金燈 。 J 
「在下手無縛鷄之力，不宜混身於江湖之中。」王俊解择得淸楚一些 C 
那短鬚繞頰的黑衣人，突然伸手從身上捵出一張白簡，向前行了幾步，對着金燈展開丨 
朗朗讓道：「血手七醜已選中保定府張百萬家，定於大年夜下手，旨在翡翠八駿馬，査七嫌 
行劫做案，一向心狠手辣，老少婦孺，一體誅絕，從不留一個活口，張百萬漬善之家 ，修棰 
鋪路，遠親近鄰，多受其惠，每年入冬，捨飯三月，三十年從未中斷，食客年逾萬人，爲保 
定府第一行善之家 。 J 

黑衣大漢唸完簡上所記，雙手遞向王俊，輕輕吁了一口氣，王俊不由自主的伸手接下。 
黑衣人向後退了兩步，肅立不言。 

王俊忽然間感覺到肩頭上壓下了一副千斤重擔，望着那黑衣大漢，不知如何措詞。 
兩個黑衣人也不多問，祇是垂手肅立，一副待命神情。 

王俊茫然了，望望桌上的金燈，又望望蕭飛燕，道：「蕭姑娘 …… J 
「小妹在此。」 

王俊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該如何 ？ J 
蕭飛燕道：「此等事向由掌燈大哥裁决，小妹不敢妄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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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咱們應該救救張百萬一家人，對麽 ？ J 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明察 。 J 

王俊道：「大年夜間下手，祇不過隔七、八天的時間了 •• 此地距離保定府還有二百里以 
上的行程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快馬飛車 ，最 遲兩天就可以趕到保定府。」 

王俊沉吟一陣，道：「我們有多少人？」 

「六個，連大哥|道計算在內 ！ J 蕭飛燕恭敬的說明內情。 

「整個金燈門祇有六個人 ？ J 

「是！所以金燈門在江湖上，知曉的人並不太多，我們雖祇六個人，但一向無往不利 。 J 
‘ 望望手中白箋，白紙黑字寫得十分淸楚。 

「還有兩位，是麽？」 

王俊想到那魁偉大漢臨去之際的期望，心中生出了 一種前所未有的勇氣。 

他暗暗的想道：我不會武功，但他爲甚麽選中了我呢？他定然感覺到我有能力擔當起暹 
件事，我讀了很多害，我可以很精密的計劃。 

一股强烈的好奇，化成了一種豪勇之氣。 


m 




那虬髯繞頬的大漢恭敬應道：「我和三弟、五妹在此，四弟和六妹已趕往保定府 。 J 
簡單的幾句話，已勾繪出金燈門中大槪的情形，六個人中，有兩個是女的 C 
蕭飛燕臉上泛起了笑容，道：「大哥，决定掌理金燈了？」 

王俊望望金燈和那虬髯大 ill ，道：「蕭姑娘，我試試吧 ！ J 

蕭飛燕道：「我相信掌燈大哥决不會選錯接替他的掌燈人。」她望望那虬髯大漢，接道： 
「這是二哥于重，三哥方昭，四哥是言小秋， . 六妹是黃媚。」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于兄，小弟……」 

于重急急揮動着雙手，臉色莊暇的說道：「我們五兄妹，都以年齡排序，但掌燈的大哥 
例外。」 

「掌理金燈的人，就是金燈門的大哥。」站在右首的黑衣人方昭補充了 一句。 

「他是唯一不受年齡限制的人，那是.金燈門中的規矩，也是對掌燈大哥的敬重。」蕭飛燕 
解說得淸楚一些。 

「旣是傳統的規矩，我就從命了。」 

于重忽然從身上取出一把短劍，雙手奉上道：「這是金燈門溥下來的寶劍，受着嚴格的 
使用限制，祇有一個人適台了某種條件時，才能夠自由運用它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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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昭接口道：「祇有掌理金燈的大哥可以自由的使用 它。」 

王俊肩負起了金燈門的資任，也伸手接過短剣。 

他已明白，這金燈代表的組合中，有很多傳統的規矩，是不容達抗的。 • 
方昭一躬身，道：「當年釗立這金燈門的師租，早想到了有一天這金燈會傳到了 一個不 
會武功的人手中，所以，鑄了這一把短劍，這把劍和金燈一向是分開保管，金燈是本門的信 
徴、權威，這短劍却是本門的執法刑具 。 J 
「方三弟，可否說得淸楚一些 ？J 
王俊顯然還無法一下瞭解那短劍的作用。 

「回掌燈大哥的話。 J 方昭一直保持着對王俊的尊重：「這短劍祇有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接 
掌了金燈之後才可以自由的用來對敵。第二個作用，就是追殺金燈門中的叛逆；這些年來， 
金燈門從沒有一個背叛的弟子，歷代掌燈的大哥，也都是本門中武功最好的人，所以，道把 
劍恐怕已有數十年沒有用過了。」 

于重把短釗的使用之法仔細的解說之後，接道：「我和三弟，必需盡早趕往保定府去， 
血手七醜不是簡單人物，四弟和六妹兩個人一旦和他們 «. 突起來，力 * 就太過單薄.一些 




「留下五妹侍候大哥，她對本門中的亊務知道得很詳盡，大哥有甚麼不解之處，祇管問 
她就是 CJ 方昭接着說。 . 
「二弟、三弟，請快些上路 。 J 
王俊逐漸習滇了這些稱呼。 

目睹兩人去後，蕭飛燕才溫柔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金燈門中有很多的規戒，一時 間也解 
說不淸，容小妹慢慢的奉吿。」 

「我已知曉了 一個大槪情形，這件事倒不用太急了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已下令去解救張善人一家老幼，是否也要到保定一行呢？」 

「去！」王俊斬釘截繳的說道：「我留下一封解館的害信，咱們立刻上路。」 

本** 

保定府是個大地方，張百萬更是保定府中的大富 棄 。 

過年的氣氛已很澳烈，家家戶戶都在匆忙中準脯年 貨。 

連年的豐收，使這個年充滿着 1 H - 昇平的氣象，但這不是說，保定府已經沒有了窮人， 
因爲，張百萬施捨的冬飯，每餐仍有着很多人。 ■，’ 
一則是，張家施捨的菜飯、稀飯、鳗頭、麵條，應有盡有，雖然說不上美味可口，但比 



起一般中下的家庭生活，却算得上很豐盛了。1 

一身黑色桷衣濺滿了油泥，散亂的長髮掩去了本來面目的蕭飛燕，她正坐在一張長木櫈 
上，吃着張百萬施捨的菜皈。她旁側坐着一個身著靑衫，但已被洗得發白的文士。他使人一 
眼看出是 I 個很落魄的人。 • 

上，如不是很落魄的文士，誰又#來吃道施捨的飯呢？ 

!|_人就是王俊。 

顯然，兩人都經過了一番很細心的改扮-以便混人這些人 m 中，而不會有任何特殊和輿 
常的地方。 

王俊手中捧着一大碗麵，但目光却不序的轉動著，四下瞧着。 

他希望能發現于重、方昭，或是未曾謀面的言小秋和黄媚。亊實上除了于重和方昭之 
外，就算是見到了，也是無法認出來，但他相信蕭飛燕一定會吿訴他。 

忽然閭，一個衣着光鮮的年輕人，緩步由張家大門中行了出來，似乎是在巡視施皈情 
形，轉了一圈，又回入府中。 

if ' 時，午飯時刻已過，趕來吃施飯的人，已然大部星散。其實，張府外面一條竹簾搭成 
的畏棚下，至少邇有百人以上，祇不過，不像剛才那樣擠罷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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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飛燕緩緩把身軀移近王俊，低轚說道：「大哥，瞧到了剛才那位衣着很光鮮的年輕人 
麼 ？ J 

「瞧到了，他好像是張府中的管亊，出來査看施飯的情形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那就是四哥 。 J 
王俊道：「和你說的不大相像啊 ！ J 

蕭飛燕道：「金燈門每次行動中，一直盡1:隱蔽自己，除了掌燈大哥有時出面應酬一下 
之外，其餘的人都盡置不見生人。」 

王俊道.•「哦……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一則是因爲我們的人數太少，怕別人瞭解了我們的實力；二則，我們是以 
人間的道理和正義論是非，識人太多，難免會受人情牽扯的影响.，第三是因爲我們結仇太 
多，若多認識一個人，就少了 一分安全，所以，我們在江湖上的活動，向以隱蔽爲主 。 -U 
王俊道.•「我明白了，掌燈大哥所以受人敬重， i 爲他一直是金燈門中首當敵鋒的 
人，別的人都不 If 面，掌燈大哥就是人家報仇暗殺的唯一對象了。」 

蕭飛燕敵敝一怔，道：「我們從沒有這樣想過……」 

王俊微笑着接道：「這也是金燈門所以能夠保持不衮的原因，受盡尊敬的大哥，自然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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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該擔當這些危險，正因爲金燈門有殺之不絕的大哥，這一個組合才能永遠存在人間 。 J 
蕭飛燕道：「哦！看來大哥畢竟是多讀了一些害胡人，看法比我們深刻多了 。 J 
「五妹，我們這一個組合中，都是以兄弟、姊妹相稱麼？」 

蕭來燕道：「是！我們都是以年齡相序，祇有掌燈的大哥不受限制。」 

王俊長長吁一 口氣，緩緩說道：「五妹，對江湖中亊，我知道得太少，隳該如何行勳， 
還要五妹指點指點才行 。 J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金燈門中紙有大哥的令諭，小妹祇能提出一些意見，但如何下令行 
動，還要大哥作主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我接過了這盞金燈時，已决定以身貢獻，我會爲金燈門貢獻出自己的才智、 
性命…… J 語聲隞墘一頓，接道：「五妹，現在是否發覺了血手七醜的行踪。」 

蕭飛燕低轚道：「還沒有，四哥的認人之能，天下無出其右，他若發現了可疑之處，就 
會及時吿訴咱們 。 J 

王俊道：「現在，咱們應該如何 ？ J 

蕭飛燕道：「三哥得到的消息是今夜血手七醜就要行動，我想今天他們必有行動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咱們一直在這裏等下去麽？」 





蕭飛燕道：「四哥已發覺咱們的行踪，有事情自會過來招呼我們。」 

王俊低聲道：「他發覺了咱們的行踪，也不會認識咱們 ？ J 
蕭飛燕道：「我們金燈門中有一種特殊的連絡信號，四哥已經看到了我們的信號。」 
王俊道：「我邇沒有見過言四弟 。 J 
蕭飛燕道：「他已認識你了。」 

兩人這一陣談話的工夫，聚集在竹棚下的食客，又散去了大部份。 

蕭飛燕低聲道：「大哥，我要離開一下，你坐在這 II 別動。」 

王俊雖然是流浪天涯，但邇是第一次參與這等亊情，內心中充塞着一種緊張的感受。 
但蕭飛燕的陡然離去，也逼得王俊開始留心周圍的事情，盤算着應變之法。 

蕭飛燕去了半個時辰之久，仍未回來。 

王俊摸摸袖中的短劍和，懷中的金燈，一切都還是那樣眞實。 

竹棚中的人，已散去了 ♦十之八九，很大的竹棚中，祇餘下十幾個人。 

十幾個人在一個可容數百人進餐的大飯棚下，看上去太稀疏了 C 
但王俊仍未發現蕭飛燕或是于重等人。 

忽然間，一個穿着靑綢長袍的老者，快步行了過來。 

“ 如 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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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很快的就確定了他是對着自己而來的，因爲，在他附近兩丈之內，再無別人。 

初臨江湖，心中不免一陣緊張，王俊開始考 !t 着如何對付那靑袍人。 

靑袍人看似是緩步而來，其實動作快極，王俊心中打轉，還未想好應該如何對付那靑袍 
人時，那人已到了身前，躬身一個長揖，道.•「你是王先生吧 ！ J 
王俊輕輕咳了 I 聲，不知是否應該承認下來。 

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完全不在四害五經之內，王俊雖然是一位飽學之士，但也不知該如 
何應對才好。 

一個低敝的聲音傳入耳際，道：「大哥，小弟方昭，咱們人手不足，所以，行事祇求效 
率、可行。我們都已經混入了張府之中，血手七醜也已現身，他們已來過一次。 J 那聲音接 ’ 
着道：「他們的舉動很小心，已隨着那散去的食客離去，但他們已剷覽了張府中的形勢，今 一 
宵必來，已然無疑，大哥請隨小弟暫入張府，共議拒敵之策 。 J ■ il 
王俊仔細看去，果然由那靑袍人的眉宇之間，瞧出了一些方昭的神韻。 j 
王俊緩緩站起身子，一揮手道：「那就有勞管家帶路了。」 .1 
方昭向前行了兩步，突然序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奴才不敢擅進，還是先生請吧 ！ J 耽| 
一種心理上的戒備，使王俊警覺到亊情又有變化。 I 


盡 m 保持着神色的平靜，口中嗯了一 s ，王俊舉步向前行去。 

借王俊的身子遮掩，方昭低聲說道：「留心前面那個大孩子似的年輕人。」 

王俊感覺中已進人了針鋒栢對，短兵相接的局面。 

生平中第一次參與這等亊情，王俊內心中有着一種難以言喩的緊張和好奇。 

緩緩轉頭看去，果然見一個十六歲的孩子，臉上帶一片椎氣的笑容，一對圓圓的大眼 
睛，也正望着王俊。 

如若這就是血手七醜中人，却實在並不醜，而且還有些可愛。 

對王俊的注意，似乎也引起那年輕人的警覺，笑一笑，轉身緩步而去。 

唯一使王俊覺得可疑的，就是那年輕人穿着的衣衫——！身寶藍色的長袍，不像是來吃 
施飯的人。除了這一點可疑之外，王俊再也瞧不出任何可疑的地方。 

如若沒有方昭的暗中指點，王俊做夢也想不到他是血手七醜中人。 

年輕人繞出了竹棚，消失不見。 

王俊却被引人張府大門，讓進前聽之中。 

保定府的首富大家，氣派非凡，前瘛雖是祇接待一般訪客的地方，但它的佈置，却已極 
見豪華。 



王俊從來沒有見過這麽棄華的大聽，紅毯舖地，白綾幔壁，八仙桌上舖着黃色的桌布， 
紅漆的木椅上也放着黃锻子的坐墊。 ， 

方昭一直緊隨在王俊的身後， I 聲道：|4<哥，放輕鬆一些，你是一位深藏不 21 的臛 
醫，能醫治各種疑難雜症。」 

王俊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我 . 」 

方昭接道：「大哥，請放心，我們都爲你安排好了，你會藥到病除。」 

王俊輕輕吁一口氣，王俊忽然感覺到，這金燈門的大哥並非是一個很好的差事。 

兩個靑衣女婢，魚貫行人了艷中。 

一個手捧木盤，盤中放着一隻白玉茶杯，另一個却捧着金光閃閃的水烟袋。 

王俊被讓到八仙桌旁的客位上，方昭却垂手站在一側。 

兩個女婢敬獻過香茗、水烟之後，悄然退了出去。 

王俊四顧了大鼴一眼，不見別人，才_緩說道：「三弟，你們究覚作了甚麼樣的安排， . 
我一點都不明白，在應對之間，祇怕會 R 出破綻。」 .. 3 
'方昭道：「事情太緊急了，無法事先和大哥 S 明白，四弟動了手脚，使得張府中的大： 
少爺忽生怪病，引進了二哥，但他祇能止住張家大少爺的病勢暫緩發作，還得大哥妙手 II 





春，酱好張家大少爺的怪病。」 . 
王俊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「果然是很有效的方法 s J 

方昭道：「這方法也不太妥當，但亊情太緊急，咱們必須先瞭解張府的形勢，不用此 
法，很難混得進來 。 J 

王俊道：「四弟怎能一下混入張府，引進了二弟，又安排了你也在張府當差 ？ J 
方昭道：「四弟的花招最多，六妹、五妹，也都被他設法引入了內院，詳細情形，等一 
會要四弟 P 報大哥。」 

* * * 

一個五十左右的老者，戴着一頂員外巾，穿一件海靑色的湖綢長袍子，外罩團花馬掛， 
緩步行了進來。是一個長像很慈祥的老者，神情間却帶着一抹淡淡的憂愁。 

方昭低轚說道：「大哥，這位就是保定首富、號稱張百萬張大善人了。」 

王俊還未來得及開口，那張百萬已搶先抱拳，道：「這位想是王大夫了。」 

「不敢，在下王俊 。 J 

「老朽張伯年，爲犬子之病，勞動大夫跋涉遠來，老朽心中甚是不安。」 

王俊笑一笑道：「員外言重了，懸壺濟世，救人至上，但不知目下令郞的病情如何 ？ J 

0 M 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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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沉重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唉！老朽承祖上餘蔭，經營幾種行業-都賺了大錢，但老朽自 
信不是愛錢如命的人，也沒有作一件虧心的 亊。 J 張伯年似有着無限的感慨。 

「員外的善名，這方圓數百里內婦孺皆知，吉人天相，在下覺得令郞自會平安的渡過道 
一次劫難 。 J 

「願大夫妙手回春，挽救他一條性命，但得犬子疾體早癒，至於診金，可任由大夫吩 
咐。」 

王俊笑一笑，道：「救人要緊，在下想先瞧瞧令郞的病勢 。 J 
「老朽帶路。」 

* * 本 

1個雅緻的卧室，紫澶雕花的大木床上，仰卧着一個臉色略顯蒼白的少年，微 閉着雙 
目，睡意甚濃。一個四十上下：？中年婦人和一個十七、八歲的淸秀女婢，分守在床側。 
王俊心中估算了一下，這少年大約有十四、五歲的年紀。 

「王媽！少爺醒過沒有？」張伯年口氣中滿是憂*。 

王媽道：「沒有，我一直守在這裹。唉！我把嘴生由小帶到十五歲，除了偶爾受 一點風 
寒之外，從.沒有讓他病過。這一次，想不到病得這樣沉重，要是寶生少爺的病好不了，我也 




無顏活着見老爺了。」 

「這不能怪你，我這大半辈子，仰不愧天，俯不怍地，寶生病勢不能好，那是我們張家 
祖上無德，怨不得別人。」 

王俊雖然未習歧黃之術，但他心中明白，這張公子之病祇是兄弟們佈下登堂入室之計， 
遂笑一笑，道：「員外，令郞的病情並不重，祇不過是犴火上升太急，直逼玄關，人才晕了 
過去，吃上兩劑藥，就可以好了 。 J 

張伯年有些驚喜，但又有些不放心的說：「大夫，你……你有把握麼？老朽祇此一子 
……」張員外掩不住父子天性。 

「員外但請放心，在下有把握 。 J 

王俊的網靜和堅定的口氣，似乎給了張伯年很大的信心 ◊ 

那淸秀女婢已輕輕揭開紅稜被，取出那少年的左腕。 

• 1個細敝如絲的轚音，傳了過來，道：「大哥，我是六妹黃媚，祇要用力按緊他左腕脈 
穴，他就會發出一些轚音，然後，去開藥單子，你要裝作得神乎其技，要他們對你敬若神 
明，我們才方便行事。」 

轚音細如蛛絲，但王俊却聽得十分淸楚。王俊心頭敝傲震動一下，感覺到金燈門行亊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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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密、迅速，無怪雖祇有五、六個人的力量，却能發揮出莫可匹敵的威力，計劃精密，步步 
搶制先機，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 

王俊敝微頷首示意，緩緩伸出了右手三指，搭上了張公子的脈穴。 

他熟讀經書，對簡單的醫理稍有瞭解，閉目點頭，裝作得維妙維肖。 

忽然間，三指隞漱加力，墼緊了張公子的左腕脈穴，張公子重重吁一口氣，突然 I 開了 
眼睛。 

張伯年心中驚喜，難以自禁，急說道：「寶生，你好些了麼？」 

王俊放開了手指，張公子又閉上雙目。 

「大夫，犬子睜開過一次眼睛 。 J 

王俊淡然一笑，緩綵說道：「在下開個藥方子，照方子吃上兩劑藥，就可以使病勢消退 

了。」 . 

「大夫妙手……」 

行人書房，張員外親自奉上筆管。 

王俊接過筆，心中忽然生出了不安之感，旣不通醫理藥道，自然很難開出藥方子。一 
幸得方昭及時溥音入耳•王俊振筆疾害 - 開的却是方昭簿來的藥方子。 





張員外派人去抓藥，自己却親自把王俊讓入了二進院子袠的 一 座跨院 裏 ， 又撥來 一個伶 
俐的 書值隨 侍聽差。應付過張公子的病情，王俊才開始想到血手七醜的亊，今夜中祇 怕要有 
i 場很厲害的搏殺血戰。 

金燈門這個奇怪的組合，似是以救人除惡爲宗旨。 

這是祟高的組合，忘我的俠義行爲，不求利祿，不求聞達。 

但這一次方昭並未同來，王俊心中雖仍有甚多不解之處，但無人可以探問。 

晚餐很豐盛，滿桌佳餚，祇有王俊和張伯年兩個人。 

酒席之間，張員外吿訴王俊，張公子已醒過了兩次，人雖然還未完全淸醒過來，但已能 
吃能喝。張伯年說盡了恭維之言，祇聽得王俊臉上發燒，暗叫慚愧。 

夜幕低垂，張府中燈火暉煌。 . 
王俊急欲知血手七醜是否改變了今晚的行動，如果沒有改變，他們要如何下手？ 金燈門 
中人要如何應付？自己要作些甚麼？ 

他心中的問題太多，忙推說力不勝酒，辭席回到了跨院住處。 

遣走了隨侍書僮，王俊獨對着一盞孤燈，等候進一步的消息。 

初更過後，仍不見于重、方昭等傳來信息和行動的方法。又等到二更將近時分，才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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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一閃，蕭飛燕突然出現室中。 . 

王俊急急問道：「五妹，血手七醜改變了計劃麼？」 

「沒有，七醜是目下江湖中最著名的匪盜之一，他們旣經决定的事，不會改變。」 

「咱們要如问應付呢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小妹正要來稟吿大哥。」 

「五妹請說，他們如何行動，咱們如问對付，我應該做些甚麼？」 

「本來不敢驚動到大哥，但小妹知道大哥已存心參與這件事。」 

「說下去。」王俊急於想知曉內情了。 

蕭飛燕笑一笑，道..「血手七醜已决定三更時分下手，大哥也該準備一下了。」 

王俊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「準漉甚麼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小妹已替大哥選好了一個地方，大寄在那裏可以看到全盤的事。」 

王俊站起身子，道：「天已二更，時已不早，咱們也該準備一下了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搏殺凶險，大哥祇怕是很少見過了。」 

王俊搖搖頭，苦笑一下，道：「沒有，從來沒有見過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要沉着一些，七醜武功高强，動手過程極爲凶險，大哥如是 稍有驚 




慌，祇怕小妹保護不遇。」 

「我會盡置使自己平靜下來，我旣然無法推辭掉這金燈門的掌燈大哥之位，醜媳總得見 
公婆，總得長些見識才行 。 J 

蕭飛燕呼的一聲，吹熄了害案上的燈，道：「大哥邇記得那短釗施用之法吧 ？ J 
「記得 。 J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握着那一把短劍，記着施用之法，必要時用它對付敵人 。 J 
1種緊迫危急的形勢，構成了 一 種無形的力量，硬把王浚推入了生命的另 I 層境界。 

蕭飛燕伸手扶起了王俊，低 S 接道：「大哥，我扶你走吧 ！ J 
「不！」王俊搖搖頭：「我自己會走 ！ J 
蕭飛燕道：「小妹帶路 了。」 

那是正廳，前面的大院落，靠東方一角處，早已安排了一張大椅。 

「大哥，坐上去，我會隨時守護在你的身側 。 J 

王俊嗯了 一轚，未再多言。他心中有着太多的話，但一時間却不知從何說起。 

這形勢如虎，自己已被推上了虎背。金燈門中的掌門老大，總不能連一番應對的話也不 
會說。於是，王俊開始思索應付各種情勢變化的方法和應對之言。 



. i 時間，腦際間思想雜亂，盡都是過去未曾想過的亊。 

玄思冥索之中，不知過了多少時間。 

忽然耳際間響起了爾飛燕的聲音，道：「大哥，來了，•不敎而殺謂之虐，咱們金燈門通 
有一涸規矩，那就是臨事勸人三思，血手七醜雖然是窮兇極惡之徒，但咱們也得勸他幾 
句 。 J 

王俊呆了一呆-正想問問應該勸他些甚麼才好，但還未來得及開口，突然間，亮起了一 
道燈光，燈光照射着三個全身穿黑衣的人。 

王俊無法認出他們是不是血手七醜，但這却是他有生以來，第一次見到穿着這樣衣着的 
人。那是澳黑的對襟密扣的黑色勁裝 C 

三個人並肩而立，中間一人四十多些的年紀，個子很瘦小，背上斜插着一把賨劍，留着 
一綹稀疏的山羊鬅子.，左面是一個女的，黑帕罩頭，包起了滿頭靑絲，身佩雙刀，面目娟 
#，看上去祇不過是二十多些.，右首的是一個白面無锻，二十左右的年紀，猿臂蜂矂，長得 
十分英俊。 » 

三個人很沉着，在一 _烈的燈光射照之下-一直肅立着不動。 

王俊看那燈光是由屋頂上直射而下，似乎早已有人在屋頂上等候着。 




祇見那居中而立的黑衣人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咱們兄弟走南闡北，經歷過不少風浪，見識 
過不少場面，朋友這麼軟#，嚇不住咱們，但紅花、白藕、靑蓮葉，三敎本是一家人，朋友 
亮個底兒，咱們兄弟總會有一個交代，犯不着爲張百萬這種人賣 命。」 

顯然，那一陣突然射出的燈光取位之準，已使得來人有了很高的警覺，也受到了很大的 

震懾。 

那不是一般的燈光，而是江湖中人常用的孔明燈，光度强列 •;' 隨意轉動。 

一般情形，在燈光照射的局面下，亦必在匣弩、暗 器瞄準 之下。 

王俊等候了片刻，不聞有人接口，才 ft 識到這是掌燈大哥應付的事。 

也許，蕭飛燕等都_藏在附近，但金燈門中，一向對外的祇有掌燈人一人出面。 

他雖然早已 •« 過11多種應付的辦法，但事到臨頭，仍有着手足無所措感覺。 

良久之後 - ffe * 才輕輕咳了一聲，道：「諸位是 …… J 

那居中而立的黑衣人接道：「血手七義，江湖上的朋友們也有叫咱們血手七醜的。」 

照江湖上的 一 般規矩而言，人家旣然報上了姓名，王俊也應該立刻說出自己的身份、來 
歷才是，但王俊不知道這些江湖規矩。不過，他究竟是讓害的人，胸藏經綸，逐漸的恢復了 
鎭靜之後，擺起了敎書先生的架子，嗯了一聲，道：「閣下是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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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等不按江湖常情的答話，使得來人也有些高深莫測了。 

居中人怔了 一怔，接道：「在下耿光，在七義中排名第二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原來是二當家的，你們的大當家爲甚麼不來？」 

聽到對方口氣咄咄逼人，耿光皸皺眉頭，似想發作，但却又强忍下去，道：「大 當家有 
事延誤了 i 下行程，不過，四更左右必到。」 

王俊的每一句話都不在道上，使得耿光這頭老孤狸，完全無法猜測對方的身份、來歷， 
听以， I 直强忍着胸中的怒火。强烈的孔明燈光，也使得耿光心理上受着很大的威脅。想缑 
着四週的暗影中，正有數十件暗器對準着三人。 

輕輕吁一口氣，耿光緩緩說道：「咱們兄弟已亮了字號，閣下可否見吿大名呢？」 

「王俊。」完全沒有思索，一下報上了自己的姓名。 

耿光右手捻着顎下的山羊鬍子，口中一直重複着說道：「王俊，王俊……朋友是……」 

這名字太陌生了，耿光迅快的想過了江湖熟知的人物，完全想不出這麼一個人來。/ 
經過這一陣對答之後，王俊已逐瀟適應，朗朗說道：「咱們不是公門中人，也不是 i 
的護院武師，但咱們兄弟很巧的趕上了這件亊，張伯年積善之家，冥冥中自有一種持 護的力 
置，盜亦有盜，贵兄弟在江湖上極具身份，對張家這等稹善人家下手，良心何安？天理何 





容？」 • • 
這完全是一副敎訓的口吻，不帶一點江湖口氣。 

耿光怔住了，沉吟了良久，才緩嫌說道：「王兄也 i 中人麼？可否給兄弟一點面子， 
也好讓兄弟有個交代？」 

王俊道：「道不同，難相爲謀，我們愚完全不同的人，但我們遇上了這件事， t 不許你 
們任意肆虐，諸位請回吧 ！ J 

耿光完全摸不淸王俊的來路，一直忍讓着，希望能探出對方一點口氣。 

但王俊完全不着邊際的回答，巳使得耿光怒火上衡，他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姓王的，憑你 
這幾句話，就能叫咱們兄弟退走麼 ？ J 

這一下，王俊呆住了 ，講 理說道他可以應付，但這等硬碰硬钓對答，王俊不知如 问應對 
才好了。 

耳際間，響起了蕭飛燕的聲音，道：「大哥，你表現得很好，咱們金燈門素來不和江湖 
同道交往，也沒有甚麼規戒，咱們行俠義之方，祇要佔着道理就行，好好敎訓他們一頓。 J 
王俊心中暗道：「好好敎訓他們一頓容易，但他要是逼我出手，我又如何應付 ？ J 
他明白眼下之人個個武功高强，自己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害生，實在無法擋人家一拳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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祇聽蕭飛燕接道：「大哥，金燈門掌燈大哥具有無上的權威，也具有判人生死的大檯 9 J 
王俊還沒有完全想明白蕭飛燕話中的含«,耿光已等得不耐，厲聲說道：「姓王的，咱 
們已盡了江湖禮數，明友，再不給咱們明確的答覆，休怪我們無禮了 。 J 

王俊很希望聽到蕭飛燕的回答 L 但却很失望，在這重要的關口，蕭飛燕却不知在何處， 
王俊等候了半晌，仍然不聞一點聲息。 

他明白了，蕭飛燕有意把這件亊交由他自己處理了。 

這是打鴨子上架的事，王俊鎭定了一下心神，緩緩說道：「三位可是要準備出手麼 ？ j 
耿光冷冷說道：「閣下如果不肯答覆咱們甚麼，咱們祇好掂掂閣下的份量了。」 

他右手一抬，長劍出鞘，立刻閃起了一片劍花。 

在他想像中，拔剣出手必將會招來暗器齊發，所以，劍已出鞘，就舞出了 一片護身的削 
光，但大出 S 外的是，不見一忮暗器射來。 

這又是一次意外的變化-耿光收住了釗勢，道：「閣下這些措施十分奇怪，叫人敵友 ill . 
辨，你究竟是甚麼人？」 、 

「我是王俊，不忍看你們對一個善良人家施一 rr »搶劫曙殺，我不願輕易出手殺人， 最好的 




辦法就是諸位立刻退出此地。」 

耿光道：「咱們血手七義，有一個規矩，决心下手的事，决不中途住手，除非是 閣下能 
使咱們知難而退 。 J 

王俊道：「閣下如何才能知難而退呢 ？ J 

耿光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咱們在江湖走動的人，總不能試作幾 箱文葷 以分勝負，自 然是要 
以武功分個高下了。」 

王俊一皺盾道：「動手相搏？」 

耿光道：「不鍺……」目光一掠那白面無鬌的英俊少年，接道：「去！老六，會會王大 
俠，究竟是哪一道上的高人？」 

那面目英俊的年輕人一抬右腕，抽出了背上的一把長刀，緩緩向前行了五步，左 手搭在 
刀背上，欠身一禮，道：「在下血手七義中老六丁坤 ，懇 請王大俠賜敎幾招，咱們兄 弟如是 
自知不敵時，自會知難而退。」 

王俊目光轉動，不見蕭飛燕存身何處，心中大感不安。 . 
丁坤等候良久，不見有人現身，不禁心頭火起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姓王的，咱們兄 弟可是 
..把你當個人物看待，你閣下這做法眞不够朋友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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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伸手摸着短剣，緩緩站起身子，舉步向前行去。 

他這一生之中，從來沒有和人動過手， I 涸手無縛鷄之力的窖生，面對着手執長刀的江 
湖巨盜，內心中的驚愕和惶恐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但他壯着膽子向前行去。 

逐漸的，兩個人照了面。 

王俊手執短劍，神情木然，看不出是喜是怒。其實，他內心太過緊張，驚急交集，早已 
經嚇得麻木了。 

丁坤望望王俊手中的短劍，一欠身，道：「閣下是王大俠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他太過緊張，連說話也有些聲音發抖，音調不對，短劍執在手 
中，冷冷的站着，神情是一片木然，旣未擺出門戶，亦無出手的準_。 

丁坤久走江湖，會過不少武林高人，但却從未見過一個人，在如此對敵時的神情是那樣 
冷漠，是那樣木然，似乎是根本沒有把自己放在眼中。 

王俊道：「你當眞要動手麼 ？ J 

丁坤實在無法估透王俊，心中也有些發毛，重重咳了一轚，道：「不錯，王大俠，請蹯 
敎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你會死……」 




, 死字出口，突然由身後飛起了 一 道寒光，經天長扛一般，直對丁坤捲了過去。 

這一繫，快迅、凌厲、突然而至，丁坤揮刀上封化起了一片寒雲似的刀芒， 一 陣金 繳交 
鳴之聲傳了過來，緊接着是一聲震耳的慘叫。白光收斂，場中的景物又恢復了沉寂。 

那飛來的光擊斃了丁坤之後，又疾如流星一般，隱人了暗角之中。 

祇見丁坤倒在地上的身軀突妖1冒出來 I 股鲜血，整個身軀裂成了兩半。 

原來，那飛來的白光一擊之下，竟然把丁坤活活劈成了兩半。 

祇因行動太快，丁坤的屍體倒下去之後才湧出鲜血。 

耿光和那黑衣女子全都愣在當地，望着丁坤的屍體呆呆的出神。 

但更震驚的是王俊，他一生中從沒有見過這樣悽慘的場台，從沒見過一個人被人生劈成 
了兩半。 

心中暗暗的忖道：這是甚麼人呢？是蕭飛燕？運是其他的人？ 

良久之後-耿光才緩緩把目光注視到王俊的臉上，道：「甚麼人出的手？」 

王俊吁了 一口氣，道：「用不着甚麼人出手，要報仇找我姓王的就是。」 . 

耿光回顴了那黑衣少女一眼，低聲道：「七妹，咱們走吧！ J 說走就走，轉身一躍，人巳 
到一丈開外。那黑衣少女緊隨身後，疾躍而去 e 



望着那兩個遠去的背影，王俊有些茫然無措。 

耳際間又謇起蕭飛燕的聲音，道：「大哥，你在想甚麼 ？ J 
王俊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我在想血手七醜和咱們金燈門 …… J 

蕭飛燕緩步行了過來，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，從瓶中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，彈在屍 
體之上。片刻之後，I具巨大的屍體，化成I灘淸水。 

蕭飛燕台上瓶塞，接道：「大哥，這是 K 一種生活的境界，是不是有些不大習慣。 J 

王俊冷聲道：「血手七醜，當眞是很壞的人麼？ J 

蕭飛燕道：「千眞萬確，他們殺人越貨，稹惡無數 。 J 

王俊說道：「哦！這麼說來，他們是該死了 ？ J 

蘼飛燕道：「是！血手七酰中，人人都滿手血腥，死有餘辜 。 J 

王俊道：「五妹，咱們金燈門又是個甚麼樣的組合呢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祇求心之所安，不求聞達於世 。 J 
王俊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剛才是你出手殺了他 ？ J 
蕭飛燕搖搖頭，道：「不是 。 J 
» 王俊道：「那是甚麼 人？」 




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這件亊播傻你就會知道了 。 J 

王俊仰首望天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好快的一劍，像一道閃光似的，一閃之間，人就横 
死倒地 。 J 

蕭飛燕道：「金燈門中的老大，有着無比的權威，祇要他判定一個人死亡時，那人决不 
會活下去。」 

王俊說道：「我愈來愈有一種奇怪的惑受了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甚麼感受？」 

王俊道：「事實上，金燈門並不需要我這樣一個大哥，我沒有一點幫助你們的能力，反 
而成了累贅，要你們分出很多精神來保護我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你對金燈門還未完全瞭解，等你完全明白了後，你就會知道掌門大哥的重 
要。」 

王俊沉思了一陣，道：「五妹，我這個大哥說的話眞能算數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祇要不違背金燈門的傳統、規戒，掌燈大哥的話自然是金科玉律，人人都 
會遵從 。 J 

王俊道：「這祇是一種道義上的束縛，事實上，我這個金燈門的大哥並沒有約束你們的 

> * J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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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對接掌金燈門的大哥，我們都是由衷的敬服，你不用太過嫌遜了。」蕭飛燕一直很小心 
的解釋着。 

王俊道：「五妹，我想見見金燈門所有的人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金燈門雖然是一個組合，但並不 II 大，咱們 I 共祇有六個人，除了掌燈大 
哥舛，還有五個兄弟-二哥、三哥，和我，你都很熟悉了，祇有四哥、六妹，你還不認 ii ， 
此間亊了之後，我們會爲新的掌門大哥舉行一次接掌金燈門的宴金，那時四哥、六妹，都# 
趕到赴會，大哥到時就可以仔細的看看他們了。」 

王俊哦了一聲，道：「五妹，他們都很忙麼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是！」 

王俊道：「你好像不太忙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我們毎一個人，都有一件主要的工作，小妹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護大哥的安 
全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于重，方昭呢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二哥、三哥都已經離開了這裏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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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怔了一征，道：「他們走 了？」 

蕭飛燕抬頭望望天色道：「血手七醜祇現身耿老二，帶着老六和老七共三個人，還有老 
大帶着另外三個人沒有現身。」 

王俊雖然讀了一肚子詩書，但他對這等江湖中的亊情却是知曉不多。沉吟了一陣，道： 
「于、方二位賢弟追他們去了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是的！血手七醜不但心狠手辣，一向作案不留活口，而且還狡猾無比，二 
哥怕他們耍出花招，追踪湞察去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目下這張百萬的府中，祇有四弟、你和六妹！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四哥也出動了，實際上，留在這府中的祇有我和六妹。」 

王俊心中一動，道：「那剛才出手殺死丁坤的，是六妹黃媚？ J 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心中仍是有很多懷疑，小妹似是不能再有甚麼隱藏了 。 J 
王俊笑一笑，道：「五妹，不瞞你說，我心中確有很多疑問，我雖然是金燈門中的掌燈 
大哥，但我對金燈門中的事却是知道得太少了，所以，我希望能對本門中人知道得多一 
些。」 

蕭飛燕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大哥，剛才那揮剣一擊，六妹已用盡了平生之力，目下人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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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在坐息之中，咱們的人手太少，力 * 太薄弱，不能讓對方瞭解了咱們的實力，所以，六妹 
1擊成功之後，就立刻退了回去。」 

. 王俊道：「她現在甚麼地方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現在室中坐息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我可否見見她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如是一定要見，自然是可以見了，不過現在最好是不要見 。 J 
王俊道：「爲甚麼？」 

蕭飛燕低聲道：「因爲她正在暗處坐息療 fi ， 何况那耿老二是否眞的已經走了，咱們還 
無法料定。」 

王俊半信半疑道：「怎麼？他們難道還沒有走麼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很可能，江湖上的險惡狡詐，不是大哥這等讀窖人所能瞭解的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五妹，還要多少時間我才能對金燈門全部瞭解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很快的，大哥！就是這三、五天的時間，此間亊完之後，我們會安排一個 
很隆重的場面，五個弟妹會參拜大哥，那時，大哥心中有甚麼疑問，都可以當面提出來了， ^ 
我想，大哥都可以缚到一個圓滿的回答。」 


王俊沒有再問，但內心之中的疑問，却是愈來愈多。 

蕭飛燕帶着王俊，又回到原來的暗角，低轚道：「你坐一會，小妹四下去巡視一下，很 
快回來 。 J 

王俊點點頭，1飛燕飛身而起，一掠兩丈多遠，再一躍便消失不見。 

大約過了頓飯工夫左右，蕭飛燕却突然由王俊背後的大鼴中行了出來。 

輕輕吁了 一口氣，蕭飛燕滿臉歡愉之色說道：「大哥，血手七醜已經出門而去，六妹那 
一劍似是已經發揮了震®敵勢的力置。」 . 

王俊哦了一聲，道：「二弟、三弟呢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二哥、三哥通未回來，消息是由四哥帶回來的。」 

王俊道：「現在我應該如何？」 

V 蕭飛燕笑道：「大哥，這一次的事情辦得很好，咱們殺了七醜中的丁坤，竟然沒有驚動 
到張府中人，大哥可以請回房中好好睡一覺，明天你還得應付張員外的酬恩宴會 。 J 
王俊道：「酬恩宴會？我對他們有甚麼恩？」 

王俊從沒有應付過這樣的場面，精神上的緊張使整個人有如一張拉滿的弓，此刻聞得血 
手七醜完全離去，緊張的精神頓然間鬆弛下來。 


祇覺一陣倦意襲了上來，蕭飛燕突然伸出手來，扶住王俊，行入了卧室之中。 

由於濃重的睡意，使得王俊很快的睡熟了過去。 

醒來已經是日上三竿的時分，但見陽光滿窗，室■外傳來了吵雜的人聲。 

祇聽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：「王大夫還未醒來，我看咱們別驚擾了他，等一會再來 。 J 
那聲音很陌生，王俊雖然聽得很淸楚，但却不知是甚麼人。 

蕭飛燕的聲音傳了過來，道：「夫人說的是，王大夫急急趕來，一路風霜，確是很辛 
苦，讓他多睡一會也好。'」 

張員外的聲音接道：「我說，燕姑娘！王大夫在大年下趕路來此爲犬子醫病，單是這份 
仁慈之心就叫人感激不盡，咱們在這裏等候一會可矣，又算得甚麼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怎好有勞員外？」 

張員外道：「不要緊，姑娘別驚動了王大夫，咱們在此坐候片刻就是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旣是如此， M 外、夫人請坐，小女子進去瞧瞧，看大夫醒了沒有 。 J 
張員外道：「姑娘，千萬別驚動他，我們老倆口反正沒有亊……」 

蕭飛燕接道：「小女子知道。」 

蕭飛燕推門行入卧室。 



這時，王俊已悄然下了木榻，正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。 

蕭飛燕緩步行了進來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張員外帶了一份 )¥ 禮，準備奉贈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咱們不能接受。」 

蕭飛燕接道：「大哥，咱們要生活，不能偷，不能搶，也不能接受人家的酬謝，咱 n 吃 
甚麼？」 

王俊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五妹，咱們應該受酬了？」 

蕭飛燕低聲道：「是！不過，咱們也不能收人家很多的金銀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，不能亂敲竹横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張夫人是一個篤信佛敎的人，所以她建了 I 座佛堂，大哥要提出到 
她的佛堂去膜拜一下。」 

王俊道：「爲甚麼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張夫人佛堂中，有一個供奉神位的香爐，大哥看到之後，就不妨開口討取 
吧！ J 

王俊爲之呆了 一呆，接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」 ■ 

蕭飛燕笑一笑，道：「驟然間聽起來，自然是不便取人之物，但如大哥仔細的想一想， 



那就有些不同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我這作大哥的想不明白，請明說了吧！ J 

蕭飛燕道：「那隻香.爐放在張夫人的佛堂之中，也祇能當作一個香爐使用，如果到了我 
們手中，霈就不大相同了。」 ■ 

王俊說道：「五妹，可否吿訴我詳細的內情 ？ J 

蕭飛燕道：「張員外夫婦都還在廳中候荑，咱們不能躭誤得太久 了。」 

沒有容得王俊回答，1飛燕已轉身行出內室，高聲說道：「員外，夫人，王大夫已經起 
來了 。 J 

. 這麼一來，王俊就算是不想出來也不行，祇好緩步行了出來。 

一方首富的張員外，竟然一挽袍拜了下去，道：「大夫，張家人丁單薄，四代單傳，犬 
子的重病，多虧先生大施妙手，救他於垂死之中，如非先生大德，伯年這家產，雖承繼無 
人，但可以捐助貧苦人家，也還罷了 .，祇是香火斷絕，張家一脈，由我而終，那就愧對歷代 
的先祖列宗了。」 

張夫人亦跟着拜伏於地。 

王俊伸手扶起了張員外，但却不便去扶起張夫人，急得雙手互搓，道：「員外，夫人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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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請起，王俊祇不過略盡心力罷了，如何當得起如此大禮？」 

張員外歎一口氣，道：「大夫，犬子之症來得怪異，羣醫束手，如非先生跋涉風塵而 
來，犬子焉有命在？」 

張夫人接道：「何况先生於年近歲晚時離家來此，這盛情我們夫婦眞不知如何報答。」兩 
人一開口，有如連珠炮«，完全沒有王俊接口的機會。 

張夫人的話剛落口，張員外又搶着說道：「張家得先祖餘蔭，財源廣進，伯年這一代又 
聚集不少的財富，先生是一代濡醫，伯年本不敢以阿堵物唐突先生，但繼而一想，這些財物 
轉存於先生之處，以先生的絕代醫道，廣開善路，懸壺濟世，不收藥資，豈不是可以加惠很 
多貧苦人家麽？」 

他說的道理堂皇，王俊倒是不便婉拒，自然也受了蕭飛燕勸說的影响，略一沉吟道： 
V -1 員外如此仁善，在下倒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了。」 

張員外喜道：「先生深明事理，惠然肯允，蒼生有福。」 ' 面說話，一面由袖中取出了 一 
叠銀票，遞了過去。 

王俊伸手接過，本是漫不經心，但目光一觸到那銀票的面額，不禁吃了一驚。 

那是一張伍千両銀子的巨額銀票。王俊出身寒敝，敝夢也沒有想到，一下子能持有道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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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銀子。銀票 一 共十張，台計是五萬両銀子。 

王俊盡量保持着頦靜，但他持拿銀票的右手仍然有些敵歃的顫抖。 

張員外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先生可以開幾家大的藥舖，施捨藥物，如有虧損，百年顆 
每年補貼。」 

王俊還未來得及答話，蕭飛燕的聲音已傳入耳際，道：「大哥，收下吧！張伯年富甲一 
方，五萬両銀子雖然是個大數目，但在張百萬的眼中，却算不得甚麼，對張家聚集的財富而 
言，祇不過是九牛一毛罷了。」聲音敝敝一頓，又道：「大哥，記着，張夫人佛堂中那隻香 
爐。」聲音很細小，但却很淸晰。 

王俊轉眼看去，祇見張員舛的臉上是一片虔誠之色，似是正等待王俊的答覆。 

看神情，張員外兩夫婦並沒有聽到蕭飛燕的聲音。 

王俊緩緩收起了銀票，道：「在下會珍惜這五萬両銀子，作一些有益世道人心许亊 。 J 
張員外道：「笑 納！ 笑 納！」 

王俊目光轉注到張夫人的臉上，瞧了一陣，道：「夫人可是位篤信佛租的 人？」 

張夫人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先生好眼光。」回顧了張員外一眼，低聲道.•「老 
頭子，我瞧這位大夫一瞼書香氣，不但是|位好大夫，而且還是位神通的人 。 J 



王俊輕輕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夫人，如果在下沒有看錯，這張府之中，應該建有一座 佛堂 

了 O J • 

這一下，張員外也愣住了。 

原來，張夫人那佛堂建在後園之中，那是連三尺童子亦不准涉足的禁地，這座佛堂知道 
的人並不多。 

張夫人滿臉訝異之色，道：「先生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 

王俊暗道了兩聲漸隗，笑道：「夫人可是 II 昏兩次到佛堂叩 拜？」 

張夫人道：「是啊！十年如一日，從未間斷。」 . 

王俊點點頭，道..「在下除了硏習醫道之外，也硏討佛理，見夫人眉宇間，隱隱透出祥 
瑞之氣，必是佛門中甚得佛性的方外弟子。」 

張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 。 J 

不聞張夫人的邀請，王浚祇好硬着頭皮說道：「夫人，在下可否見識一下那座佛堂 ？ J 
張夫人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這涸 …… J 

王俊道：「昔年在下曾在峨嵋山苦行洞面壁百日，能見佛光瑞祥，也許能爲夫人指點| 
些甚麼。」他飽讀詩書，滿91經綸，被形勢逼得滿口胡!«起來，自非|般江湖人物可比了。 




張員外點點頭，道：「大夫想見識一下你的佛堂，咱們就陪大夫去一趟吧 ！ J 

張夫人笑一笑，道：「老爺說的是 。 J 

她目光一顧王俊，又道：「大夫，旣然如此，老身帶你一觀。」 

王俊覺着臉上有些發燒，內心也有些评伴跳觔，一抱拳，道：「那就有勞夫人在 前帶路 




香爐引禍 

這是座廣植奇花的大花園，佛堂建築在花園一角處的綠蔭之下。 

張夫人停下脚步，回顧王俊一眼，道：「大夫，這座佛堂祇有我們夫婦和一位打播佛堂 
的老尼去過，就是犬子也未涉足一步，大夫恐怕祇能一個人進去。」 

原來，蕭飛燕也跟着行人了後園。 

王俊點點頭，道.•「如是確有不便之處，在下也不用看了。」 

張員外道：「旣然來了，豈有不看之理，夫人請帶路吧！」 

就這樣，蕭飛燕被擋在佛堂之外。 

綠蔭下，一堵紅磚圍牆，把佛堂和花園分隔成兩個境地。 

張夫人輕叩木門，前來開門的是一個獨目老尼。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袈裟，顯得有些冷漢 
和孤寂。放進了張夫人和張員外，却横身攔住了王俊，道：「施主，這是私人佛堂，除了男 
女主人之外，外人不得渉足。」 

張夫人道：「妙花師太，不可無禮，這位王先生是我們張家恩人，已得我夫婦允許他進 
人佛堂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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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目老尼一合掌，道：「如此，施主誚進吧！」 

王俊感覺到一陣微風掠體而過，舉步行入佛堂。 

四支高澆的巨燭把這座有些陰沉的佛堂，照得一片通明。 

王俊遊霣過的寺院不多，但直覺的感覺到這座佛堂色彩很怪異。那是黃色的躕壁，藍色 
的屋頂，再加上一幅白色的神幔。這顏色並不衡突，但却極不調和。 

目光轉到了佛堂前面，果然看到了一隻古色古香的香爐。說不出那是甚麼東西製成的， 
看上去不是鐵，也不是陶瓷燒成，說不出甚麼材料製成。 

王俊目光的轉注到那香爐之上，道：「這是一件古物。」伸手抓去。 

張夫人吃了一驚，道：「王大夫，你要幹甚麼？」 

王俊道：「在下想看看這隻香爐。」 

張夫人搖搖頭，道：「大夫，這隻香爐很名贵 。 J 
王俊道：「哦！」 

張夫人道：「所以，你最好不要動它。」 

王俊敝敝一笑，道：「夫人，這香爐能値多少銀子？」 

張夫人道..「總在數千両到萬両之間。」 




王俊道：「如果在下希望把它買下來，不知夫人肯否出資 ？J 
張夫人說道：「大夫，你要這隻香爐幹甚麼？」 

王俊心中大急，沉吟了一陣，道..「這個，可以作配藥之物。」 

一直沒有接口的張員外道：「配藥 用？」 

王俊道：「是！這是石中之膽，用來配藥，可以醫治很多的病症 。 J 
張夫人望了張員外一眼，張員外隞歟頷首示意。， 

張夫人輕輕吁一口氣，綾緩說道：「可以，如若大夫喜歡，你就請拏去吧！」 

王俊似是未想到得來如此容易，不禁一呆，道：「這涸！這個！在下實在是有些失禮 
了 O J 

張夫人道：「大夫，這個佛堂除了香爐之外，再無其他名贵之物，大夫可以去了。」這幾 
句話說得很明顯，簡直是單刀直人，一開口就說出了王俊的用心。 

王俊想辯解幾句，但覺有口難開，無法想出一種理由來作解釋。 

張夫人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難道還要選一件甚麼東西？」 

王俊祇覺被羞辱的感覺直上心頭，但却又無法說出一個所以然來，祇好强忍下一口氣， 
拿起香爐，擧步向外行去。張員外沒有阻攔，張夫人也沒有阻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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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獨目老尼仍然站在佛堂的大門口處，濁目中神光閃閃，射出濃重的殺機。 

王俊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戰，說 - 51 :- 「師太！」 

獨目老尼冷哼一聲，道：「你拿這香壚作甚麼 ？ J 
王俊道：「此物承蒙張員外夫婦送給在下。」 

獨目老尼道.•「貧尼也略通醫道，祇可惜，小少爺沒有先來找貧尼看看他的病勢，那就 
不會受你的要挾了。」語聲一頓，接道：「先生也硏究佛理，博古通今，但不知是否知曉一句 
話？」 

王俊道：「師太請說！」 

濁目老尼道：「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，先生根本不會武功，又如何保存這隻香爐呢？」 

王俊哦了一聲道：「師太的意思呢 ？ J 

濁目老尼道：「大夫如是聰明，就把這座香壚賜於貧尼。」 

王俊冷冷道：「哦！你就不怕懷璧其罪了麼 ？ J 

濁目老尼道：「不怕，貧尼這把年紀早已把生死之事看得很淡然了，就算眞的有强盜， 

也得先殺 f 才能够取走這香爐 。 J 

王俊敝笑道：「老師太，這又何苦呢？如果在下把這座香爐拿去，製成藥物，豈不最 M 




以濟世活人了？」 6 
獨目老尼冷哼一聲，未再多言，但她擋在門中，却無讓路之承。 

還是張夫人低聲說道：「老師太，讓他去吧！」 

獨目老尼一臉冷厲之色，連連冷笑了兩聲，才讓開去路。 

王俊雖然捧着那古色古香的香爐離開了佛堂，但他內心之中却越想越覺得不是味、道，。 
蕭飛燕站在佛堂外一棵老榕樹下面，看王俊手捧香爐而出，並未立刻迎上來。 

王俊大步而行，一 口氣走到了蕭飛燕的身前，道：「這個給誰 ？ J 
蕭飛燕低聲道：「現在，你最好自己捧着，咱們立刻吿別。」 

王俊好不容易要到的香爐，總不能丢下不要，祇好跟在蕭飛燕的身後離開了後院。. 
本來是極受尊重的贵賓，但自王俊得到了香爐之後，張夫人、張員外竟然不肯再出來見 
面.，祇派了一個管家把王俊送出了張府。 

這正是過年的期間，家家戶戶張燈結綵，大人、小孩也穿着新衣，街巷之間，是一片恭 
喜發財之轚。 

王俊出了張府大門，那送行的管家就轉身而去，如非正在過年，大槪立刻會關上大門。 
蕭飛燕早已在門口等候，低聲說道：「大哥，前面街口有一輛馬車正在等候 c J 





王俊望了蕭飛燕一眼，欲言又止。 

其實，那蕭飛燕根本就沒有給他說話的機會，快步向前行走。 

轉過一個巷口，果然濘着一輛馬車。蕭飛燕早已登上蓬車，舉手相招。 

年節時，竞不知她在何處 (I 了這一輛蓬車。不過，這也不算甚麼稀奇亊，有錢能使鬼推 
磨，祇要多出一些銀子，必有人會放棄了年節。 

王俊登上了篷車，蕭飛燕立刻要車伕放下垂簾。蓬車向前行去。 

王俊忍了又忍，終於忍耐不住，道：「五妹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 

蕭飛燕粑敝一笑，道：「大哥好機智，輕而易擧的就取得了這座香爐 。 J 
王俊道：「這座香爐有甚麼名資？咱們又爲甚麼非要取得它不可？唉！我本是很受敬重 
的贵賓，爲了這一座香爐，可算是受盡了白眼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這値得的 。 J , ' 

王俊歎口氣，道：「五妹，我這個作大 I 的，心中有很多的話，不知是當不當說 ？ J 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有甚麽話，自然是應該說了，不過，也不甩急在一時……」 

王俊接道：「還不用急在一時？何時才是我說話的時候 ？ J 

蕭飛燕道：「等一會，見到了二哥、三哥，以及四哥，六妹，大哥有甚麼話，可以 f 




的說出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五妹，我硯在就憋了一肚子疑問，難過得很 。 J 

蕭飛燕道：「唉！我知道你不但有一肚子疑問，而且還有一腔怒火，覺得有一種被教弄 
的感覺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你旣有此想，就不應該如此對待我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我們兄妹情同骨肉，因才而用，並非有 .!: 麻煩大哥。」 

她很會說話，而 i 婉轉動人，王俊一腔怒火，被她幾句話，竟然消去了大半。 

王俊搖搖頭，歎口氣緩緩說道：「五妹，張員外也很奇怪 。 J 
蕭飛燕道：「哪袠奇怪？」 

王俊道：「他不吝惜珠賨、黃金，一送數萬，這座香爐雖是古物，也不過數千両銀子的 
價値，怎的竟不願賜贈咱們 C 」 

蕭飛燕微敞一笑，道：「大哥-你是讀害人，應該知道藝術品的«値並不在乎它能値多 
少銀子，而是一個人對它有多少喜愛，能够鑑賞和喜愛古物的人，別人看來一文不値的東 
西，在他而言，雖萬金也不願以物相易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這樣說來，這座香爐是一件珍贵的古物 了？」 

Ayf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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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對古物我知道的不多，我無法說明道香墟的價値。」 

王俊道：「甚麼人知道？如若這一座香爐全無價値，你們總不會讓我去取吧！ J . 

蕭飛燕道：「二哥知道 …… J 

語聲一頓，接道：「大哥，再忍耐一些時間，你心中的疑團在見到了大夥之後，立刻就 
會給你解說明白了 。 J 

王俊未再多言。蓬車快速的向前行去，直出北門，行約十餘里路，蓬車阵下。 

蕭飛燕當下抱起了香爐，行下蓬車道：「大哥，到了，下來吧 ！ J 
王俊下車四顧，但見一片荒涼，目光所及處，不見 j 處房舍。 

蕭飛燕已打發蓬車離去，但聞輪聲轆轆，蓬車去遠。 

王俊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五妹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白猥坡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很荒凉的地方，二弟、三弟他們都在问 處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傳說，這地方出了一隻白狠，能够幻化人形，迷惑少年男女，原來居住於 
.此地的人家紛紛搬遷而去-附近一些田地也因而廢耕，形成了這一片荒凉之區 。 J 
王俊道：「咱們到此作甚？」 






蕭飛燕笑道：「這一片荒地方圆三、四里，附近人家絕不涉足，所以，淸靜得很，道地 
.方可以讓咱們過一個又平安、又淸靜的年節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四遇不見房舍，咱們要捿居何處 ？ J 

蕭飛燕一面擧步而行，一面說道：「前面一片 II 林，後面有一座很完整的宅院 。 J 
王俊忽然覺得，江湖上的隳荡生活和常人有着很大的不同。 

穿過一片叢林，果然有一座靑磚砌成的宅院。 

看上去，像是座很古老的宅院，四遇的靑磚上都長滿靑苔。 

這座房子建築得很堅牢，看上去雖古老，但却沒有破損。 

蕭飛燕走到大門口處，已高聲叫道：「掌燈大哥駕到。」 

但聞一陣急快的步履之轚，三男一女快步迎了出來。當先一人，虬髯繞頰，正是老二于 
重，身後緊隨着老三方昭.，第一一一位一襲靑衫，剣眉朗目，長得十分英俊，王俊雖然沒有見 
過，但已猜想到是金燈門中的老四言小秋了 .，第四個一襲鵝黄短襖，鵝黃色的長褲，足穿鹿 
皮小劍靴，粉頰朱唇，秀盾 M 目，軀體玲瓏，全身透著一股勁兒。不用問，王俊亦可想是六 
妹黃媚了。 

四個人一字排開，躬身一禮，道：「見過掌燈大哥。」 

4>*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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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抱拳還了一禮，道：「諸位賢弟賢妹，不用多禮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廳中擺好香茗細點恭候大哥，小弟先走一步前面帶路了。」 

蕭飛燕緊走一步，追在王俊身後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我們在江湖上行走，常常戴着人皮 
面具-以免到處招人注目，此刻，他們都未戴面具，是以眞面目和大哥相見。」 

王俊哦了一轚，道：「整個的金燈門，祇有咱們這幾個人麼？ J 

蕭飛燕道：「不錯，就是咱們這幾個人，但兵在精而不在多，我們毎一次行動都有很精 
密的計劃，各自發揮所長，無往不利。」說話之間，人已行人大聽。 

大聽中打掃得很乾淨，一張八仙桌上，早已擺滿了香茗細點。 

于重抱拳 f 禮，把王俊讓人上位。 

王俊也明白無法推辭，一面坐了首位，一面說道：「各位賢弟賢妹請坐！」 

于重、方昭、言小秋等依序人坐。 

蕭飛燕把香爐放在桌子上，道：「掌燈大哥略施小計，就取得了這座香爐。」 

王俊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全是五妹在幕後指揮有方。」 

蕭飛燕說道：「大哥的機智，小妹不敢居功。•」 

于重端起茶坏，道：「各位弟妹，以茶代酒，咱們先敬掌燈大哥一杯 。 J 



喝完了 一杯茶，王俊再也忍不住胸中的重重疑問，說道：「各位弟妹，王俊 一 個窮旖， 
課謓糊口，想不到竟因一時機緣，接掌了金燈，亊情來得太突然，我又全無江湖經驗，對江 
姘上的事物，知曉得太少，目睹、耳聞，盡多不解之事，想向諸位賢弟、賢妹們請敎一 
番。」 

于重點點頭，道：「大哥說的是，咱們洗耳恭聽。」 

王俊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血手七醜是否被咱們殺了？」 

言小秋道.•「七醜中，五醜被誅，逃走了兩個人，但也都受了庵，大槪不會再掀起甚麽 
風浪了 。 J 

王俊哦了一轚，道：「七醜中兩個受高的是甚麼人 ？ J 

于重道：「四弟設計，咱們全體出動，搏殺截擊，五個確已除去，兩個雖然逃走，但也 
委實受海不輕，是老二耿光，和老七黑孤狸陳嫦 。 J 

王俊目光轉注到那香爐身上，接道：「這是張員外佛堂之物，咱們爲甚麼要取到手中， 
雖非搶奪，但却是挾恩强索，這和■咱們金燈門行仁江湖之旨，豈不是有些不符麼？」 

嬌媚俏麗的黃媚突然啓動櫻唇，由口中婉轉傳出一樓淸音，道：「掌慠大哥，這是小妹 
的主意。」 





^94 

王俊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的主 . t .?」 

黃媚點點頭，道：「是的，小妹借人皮面具掩護，混人張府數日之後，發覺了張府後 a 
中有一座佛堂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那沒有錯，有錢人家建一座私人的佛堂有何不可？」 

黃媚道：「佛堂沒有錯，但那看守佛堂的獨目老尼，却不是一個平常的人物。」 

想到那濁目老尼的冷漠神情，王俊不自覺的點點頭，道：「那老尼確實有些陰沉可怕， 
但她和這香爐何關？」 

黃媚道：「小妹聽得前任掌門大哥說過，這座香爐不但是一件古物，而且是一件奇寶， 
原是南京沈萬三家的藏物，沈家被抄家之後，此物被收人國庫，想不到竟落到張伯年的家 
中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沈家被抄距今已數十年之久，此物也許被人盜出，輾轉流落，張家有錢，把 
它收購了，也不算甚麼錯失 C 」 

言小秋敝敝一笑，說道：「此物十年前出現過兩次，牽涉入一椿武林公案之內，咱們要 
大哥取出此物，用心在借物査證一段昔年的公案。」 • 

王俊道：「哦！甚麼樣的公案呢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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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小秋道：「更上一代的掌燈大哥被人暗殺的公案。」 • 1 M 
王俊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 ，‘.<> 
于重道：「大哥，咱們金燈門本不許爲私人的恩怨拚命，但由於更上一代的掌燈大哥 »" 
是因公而亡，咱們不能不查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找到這一隻香爐，就能找出兇手麼？」 

于重道：「不能說找出兕手，祇能說找出一點頭緖。」 

方昭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大哥，那張伯年看來不是一個普通人物。」 

王俊微敝一怔，說道：「三弟之意，可是說那張員外，牽涉人謀殺更上一任掌燈大哥的 
事？」 

方昭道：「目下情况還未明朗，咱們請掌燈大哥來此，就是要評斷此事，二則，也可使 
咱們兄弟團聚幾日。」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說的也是，諸位賢弟、賢妹一片俠心，奔走風塵爲人受苦，過年時 
刻，大家實在也該休息 一 下了。」 

方昭隞隞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咱們兄弟爲了保持江湖上行動的方便，從來不願被人認出 
眞正面目，所以，在江湖上走動之時，大都戴着一個人皮面具，祇有兄妹相聚一堂時，才以 




•f 舞鳩 

眞正面目相見 。 J 

王俊目光轉到了黃媚的臉上，祇覺她千嬌百媚，美能絕頂 ，實 在是很少見到的美女，任 
何人也看不出她是有着一身武功的人。 

心中念轉，口中問道：「張府中那一劍，可是六妹出手 ？ J 
黃媚道：「是小妹獻醜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那是石破天驚的一劍，我想不到，人怎能把一支劍運用到那等神化之境 ？更 
想不到那一劍竟出自六妹之手 。 J 

言小秋道：「咱們這霣兄弟之中，本以大哥的內功最深，六妹的劍術造詣最深，那一招 
『劍氣化龍 J ，確具有無與倫比的威勢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可笑的是，我這個作大哥的，竞然一點武功也不會 。 J 

言小秋道：「金燈門歷來的掌燈大哥都武功高强，但他們很少能活過五年……」 

王俊接道：「爲甚麽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因爲我們這幾個兄弟們結下的仇恨太多，這篆賬都被算到了掌燈大哥的頭 
上，他們想找我們報仇，但却無法找到我們的行踪，祇好把道份仇恨算在大哥的身上了 ，因 
爲祇有掌燈大哥，永遠是以眞正的面目在江湖上出現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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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唉！如果掌燈大哥也戴上一個人皮面具，豈不是可以活得長遠一些？」 

黃媚笑一笑，道：「掌燈大哥執掌着金燈，他代表了金燈門，一般而言，他們不願意戴 
着人皮面具，因爲一個傈誌的隱晦，就等於把一個組合完全的神秘起來 。 J 

王俊道：「諸位弟妹，江湖上是不是有很多人知道咱們這個金燈門的組合 ？ J 
方昭道：「知道，大部份江湖中人，都知道有這麼一個愛 «=• 閑事的金燈門 。 J 
黃媚道：「我們行動迅捷，來去如風，江湖道上，祇知道有金燈門這個組合，但却不知 
道我們有多少人 。 J 

言小秋道：「很多人認爲我們是一個很11大的組合，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，我 
們行動迅速，手法乾淨，知道我們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。 J 

黃媚道：「過去的掌燈大哥都有一身好的武功，但他們却都很快的死去，金燈再傳到了 
大哥的手中，金燈門的傳統是不保護任问私人，所以，我們很少照顧大哥，事實上，以前的 
大哥武功都高過我們很多，也用不着我們保護……」 

黃媚目注王俊，嫣然一笑，接道：「這一次不同了，執掌金燈的大哥完全不會武功，不 
論從任何一個方面看，咱們都瞜該全力保護大哥，對麼 ？ J 

王俊道：「唉！在下無能，要勞動諸位賢弟賢妹保護我，豈不是浪费了很多人力 ？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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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媚道：「不！我和五姊已被指定爲保護大哥的人 。 J 
王俊道：「這個 …… J 

黃媚接道：「二哥說，我們女孩子比較細心一些，而且也有耐性 。 J 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你心中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疑問-@?現在可以問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有些疑問已在你們的談話中解說明白，有些疑問我想不用問了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爲甚麼？」 

王俊道：「我雖然還不完全瞭解，但我知道諸位賢弟、賢妹都是眞誠爲天下造福的人 
了 。 J 

蕭飛燕笑道：「大哥沒有經歷過江湖上的亊務，對我的行爲也許會覺得怪誕一些。」 

王俊說道：「這個，在下眞是有些不大習慣。 J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我們兄妹難得有如此閑暇的相聚，每一年中，大槪祇有幾天.，道幾 
天中 ，我 希望大哥能多瞭解我們一些。 J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咱們實在太匇忙，唉！這倒體會到一件亊 了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甚麼亊？」 

王俊道.•「生命的1値。有些人是在爲別人活着，雖然大部份人是在爲自己活着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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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媚道：「我們這些人都是爲別人活着的 。 J 
王俊道：「六妹，爲別人活着的人是不是有些快樂？」 

黃媚道.•「不完全是。因爲我們究竟也是人，有血有肉的人，我也會覺得困乏，也會覺 
得空龜，我不知道幾位兄長和五姊的感覺如何？但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，常有着失落的感 

受 o J 

王俊道：「哦！」 

黃媚笑|笑，接道：「不過，我覺得快樂的時刻比痛苦多一些 。 J 
王俊道：「是的，六妹，不論是爲自己或是爲別人活着，都會有痛苦。」 

于重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六妹，大哥，人生的問題太深奥，咱們想了很多年也沒有想通 
過，咱們難得有這麼幾天的集會，大家應該好好快樂 - 下。」 

方昭道：「二哥說的是，六妹不但劍術造詣奇高，而且還燒得一手好菜，大哥祇怕還沒 
有品嘗過六妹的手藝吧 ！ J 

王俊道：「沒有。」 ■ 
方昭道：「那就勞動六妹的芳1下厨房了 。 J 

黃媚站起身子，道：「大哥，別太聽三哥的誇獎，寄望太高，你會失望的。」站起身子， 




向厨房行去。 

蕭飛燕道：「我去幫幫六妹，我不會作菜，至少可以燒火洗菜 C 」站起身子，緊隨黄媚身 
後而去。 

目睹兩女去後，二弟干重突然神色荘 15 的說道：「大哥，有一件事咱們還沒有吿訴大 
哥。」 • . 

王俊一怔，道：「甚麼事？」 
f 重凝重地道：「關於更上一代掌門/、的身份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二弟請說！」 

于重道：「他是六妹的父親。」 

王俊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六妹知道麼 ？ J 

于重點點頭，道：「她知道，她明媚嬌■難，外面看來很柔弱，事實上，她是屬於那種很 
堅强的女孩子 。 J 

王俊點點頭道：「這幾日的見識也使我覺得不能以貌取人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在金燈門中，有一條不成文的規戒 …… J 
王浚接道：「甚麼樣的規戒呢 ？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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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重道：「單根濁苗不收人金燈門中•我們身入金燈門後，就要下定了以身殉 道的決 

心 。 J 

王俊道：「這個……」 • 

于重接道：「大哥有兄弟麼？」 

王俊道：「沒有，不過，諸位賢弟可以%'心，我也沒有了父母。」 

方昭道：「如是大哥以身殉道，豈不是絕了王家的香火 ？ J 

王俊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諸位賢弟，在下孤身一人，老實說，生而無馱，諸位賢弟，可以 
不用爲我擔心了。」 

于重隞 m 1笑道：「大哥已是金燈門的掌門之人了，旣如此說，咱們也沒有話說了 。 J 
王俊笑一笑，道：「于賢弟，很多疑團都已從諸位談話中得到瞭解，祇是還有兩點不 
明，希望于賢弟能多給我答覆了 。 J 
于重淡淡一笑道：「大哥請說 。 J 
王俊說道：「咱們這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？」 

于重道：「重要的人，眞正屬於咱們金燈門的人.，祇有咱們六個，不過，金燈門是一個 
很有錢的門派，咱們需要甚麼人，都可以花錢請來 e 」 



中 


上 


王俊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？ J _ 

于重道：「如果咱們要請兩個鏢客，那麼咱們就去選最好的鏢局，去請他們……」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哦！」 

于重接道：「如若咱們要請兩個殺手，那麼派人去請兩個殺手來 。 J 
王俊道：「咱們居無定處，金錢財物都放在甚麼地方？」 

于重道：「都存在幾家大銀號中，其中以山西福記柳家的銀號存款最多。」 

于重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存摺，道：「大哥，這是一個十萬銀子的存簿，大哥請帶在身 
如有需用，隨時可以支取。」 

王俊一生中從來沒有一下子懷有如此多的金錢，接款的手也有些漱敝發抖起來。 

于重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這筆錢，大哥可以任«去用。」 

王俊道：「賢弟，這可是咱們全部的款數麼？」 

于重道：「不是！這祇是要給大哥用的銀子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那是說，咱們幾個兄妹每人身上都有一筆巨款了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咱們各位兄妹身上，毎人都帶有|個存摺，上面都有着很多銀子存在銀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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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于賢弟，咱們行俠仗義，濟困扶危，向來不受人酬報，哪來的這麼多銀子 
呢 ？ J 

于重道：「大哥，這件事，兄弟要說明一下。」 

王俊道：「甚麼事？」 

于重道.•「咱們金燈門這些錢財，都是取之有道的財物，大哥，過去咱們金燈門很富 
有，廉潔得一文不取，結果把所有的財產都變賈得精精光光，一無所有，以後，咱們開始得 
到應得的酬報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酬報有！個僳準麼？」 

于重道：「沒有，完全沒有任何標準，有錢的，咱們可以多取幾個，沒有錢的，咱們也 
可能要貼些銀子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這些錢都是人家送的，還是咱們要的？」 

于重道：「大都是他們送的。」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 

兩人談話之間，黃媚和蕭飛燕已經端着酒菜行了過來。 

很快的，擺好了酒菜。菜不多，但每一樣都做得十分可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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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個義兄弟圍坐一桌，一面說笑，一面食用酒菜。 

嬌麗的黃媚展開了笑 靨， 像一隻蝴蝶似的穿來飛去-優美的聲音像出谷黄鶯一般 ，使得 
全場中充滿着歡偸的氣氛。 

王俊冷眼旁觀，發覺了嬌媚的六妹有着完全不同的兩種性格，她有時候很文靜，文 靜得 
有些沉悶，沉悶得使人感覺到她是個很憂 慮 的女孩子，給人一種憂鬱和不安。她活潑起來時 
給人一種天眞可愛的感受。 

這一頓飯吃得很偸快，飯畢，蕭飛燕和黄媚收拾了碗筷之後，六個人圍在一處。 

蕭飛燕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大哥，二哥和你談過沒有？」 

王俊道：「談甚麼？ J 
蕭飛燕道：「關於張伯年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沒有啊！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我們決心要追査一段往亊，一段很沉痛的往亊，但此亊的動機不合咱們金 
燈門的規戒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這個，我又能如何幫忙呢 ？ J 

蕭飛燕道：「金燈門的大哥擁有一種特攉，那就是他可以下令我們爲某一件亊行動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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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王俊道.•「這樣，.不會背棄金燈門的門規麽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不會。 J 目光一掠黄媚，接道：「這亊和六妹有着很密切的關係，我們道些 
人，本來不許爲私情行動，亊實上，這一條門規已然不太合理，我們以身相許金燈門，咱們 
任何傷害都和金燈門有關，爲甚麼咱們的身軀不能和金燈門連在一起？」 

王俊道：「理當如此。」 

黃媚突然站起了身子，凝神聽去。 

于重一皺眉頭，道：「六妹，甚麼事？」 

黃媚道：「好像有人來了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快些散開。 J 呼的一轚，吹熄了桌上的燈光。 

原來，已是深夜初更的時分。 

黄媚的嬌軀突然之間到了王俊身前，低聲說道：「大哥，跟我來。」 

王俊感覺到一隻滑腻的玉手，抓住了自己的右腕。 

王俊不自覺的站起了身子，悄然的一側行去。大鼴外突然響起了一陣低沉的笑聲，道： 
「諸位的行踪雖然隱密，但仍然被咱們査了出來。」聲音突然轉高，道：「各位聽着，咱們己 
經在這裡佈下天羅地網，祇要一聲令下，立刻有無數的引火之物拋挪過去……」 



>身 T 

于重冷冷接道：「這些房屋不畏火燒，閣下準讎的引火之物，豈不是有些可惜麼 ？ j 
室外那沙啞的聲音又溥了過來，道：「除了那些引火之物外，還有十二個匣弩，十二個 
梅花針简，諸位祇要離開此地一步，會立刻死於毒針 之下 。 j 

于重一面暗中指揮佈署，一面齔道：「閣下帶了如此衆多的人手而來，不知道用心何 
在？」 

方昭道：「你們又燒房子，又埋伏了匣弩針商，誠心要«咱們於死地了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如果咱們非死不可，那祇有以命相拚了 。 j 
幾個人一面說話，一面悄然的移動身形，戴上了人皮面具。 

黃媚把王俊拉到大睡一角之處，又移過來兩張木桌，木椅，擋在了王俊的身前，低聲 
道：「大哥，好好的坐在這裏，聽小妹的話，不要亂跑。」 

王俊點點頭道：「我手中短劍 …… j 

黃媚低聲道：「大哥，我們應付得了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」 

黃媚口中說話，人已戴好面具，忽然動身一躍，人到了大聽門口。 

.但聞金風破空，一排弩箭，疾如流星一般射了過來。 

黃媚忽然右手一揮，祇見一道寒芒透體而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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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但聞一陣叮叮哨哨之聲溥入耳際，近身弩贿全被擊落。 

黃媚衡出室外，引發了大部分的暗器，但她擊落了襲向身來的暗器之後，並未再向前衡 
出，祇是橫劍而立，冷冷說道：「這大鼴外面的埋伏也不過如此而已，如若祇想憑藉道些暗 
器就把我們制服，那是有些白日做夢了，諸位旣然敢找上咱們兄妹，想必是大有來歷的人， 
實也用不着藏頭露尾，請出來見見吧 ！ J 

這時，于重也快步行了出來，接道：「哪一位朋友來見咱們兄妹，請出來吧！」 

但見人影一閃，一個全身黑衣的老人，緩步行了過來。 

那似是一件黑色的生絲長袍，雖在夜色下也可以看到衣服上閃動的光芒。 

他的臉很黑，黑得叫人分辨不出五官眉目，整個的臉部好像是一幅潑墨的畫，祇看到兩 
個眼睛閃動着光芒。， 

于重雖然是多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，也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物，不禁爲之一呆。 

黑臉人停在七尺外，露出了一口白牙，笑一笑，道：「諸位都是金燈門中人了？」• 
于重答非所問，道：「閣下是甚麼人？」 . 

黑臉人哼了一聲，冷冷說道：「先回答老夫的問話 。 J 

于重一皺盾頭，道：「閣下可以問，咱們却未必要回答，閣下如是想要咱們回答，最好 

4 4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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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先回答咱們的問話。」 

黑臉人冷笑一聲，道：「看來，咱們是很難談得攏了。」突然出手，一把扣向了于重的右 
腕脈穴。于重右手一縮，避開了一擊，左手擊出一拳。這一拳力道十分强猛，帶起了 一股强 
烈的嘯風之聲。 

黑臉人不閃不避，右手一抬，硬把于重的一拳給接了下來。 

雙方拳、掌接替，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，于重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，那黑衫人却靜站不 
動。雙方功力在這一拳交接之中，已然分出了高下，于重和那黑瞼人有着很大的距離。 

黑臉人突然又向前跨了一步，一拳擊出。于重略一猶豫，又擧手接了一拳。這一拳是那 
黑臉人擊出，力道更爲强猛，于重接下了一拳之後，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步。 

黑臉人冷冷笑道：「你如若能再接下老夫一拳，老夫可以回答你任何問題。」 

黃媚低聲道：「二哥，我來。」 

于重一揮手，說道：「六妹，我還支撺得住。」 

黃媚猶豫了 一下，終於停了下來。 

黑臉人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金燈門是一個很神秘的門戶，你們的行動一向飄忽不定，而且 
人人都戴着面具行動，這一點，老夫已經換得很淸楚了。」 


于重道：「就算咱們戴着人皮面具，但也此閣下強一些，不會用黑灰把臉上塗滿。」 

黑臉冷冷地道：「你對老夫知道得太少，老夫人吿訴你，我是以本來面目出現於江湖， 
從來未戴過面具，也未經過化妝 。 J 
于重道：「你是本來面目？」 

黑臉人道：「不錯，你應該知道我是甚麼人了。」 

于重道：「閣下是黑面神鄭同。」于重臉上戴着人皮面具，無法看出他臉上的神情變化， 
却看到了他眼神中，流露出一抹驚異之色。 

黃媚年紀幼小，不知黑臉人鄭同是何許人物，眨動一下眼睛，低聲道：「二哥，黑面神 
是甚麼人 ？ J 

于重道：「他是一位息隱於江湖二十年的大俠，想不到今夜竟會出現於這等荒凉的地 
方。」 

黃媚道：「二哥，如若他眞是一位曾經息11於江湖的大俠，他就不應該來找咱們的麻煩 

了 O.J 

黑面神鄭同冷笑一聲，接道：「老夫對你們金燈門的事，已經聽到了很多 …… J 
于重接道：「旣然聽聞很多，那就應該知道我們做的是對的事。 J 

4 ♦ 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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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同道：「你們做得不錯，祇是太過嗜殺，殺的人太多，而且，誤殺了很多好人 。 J 、 
于重道：「這個，也許我們手段上激烈一些，但我們作的事决沒有錯。」 

鄭同道：「但你們殺了很多人，這些人都有親戚朋友，他們的家人、子弟找你們報仇， 
該是沒有錯了。」 

于重道.•「沒有錯，金燈門作甚麼事都是敢作敢爲，祇要是我們殺的人，我們就不會不 
認顆。 J 

鄭同道：「那很好，你們如若是願 t 講理，現在咱們就揭開談談也好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好吧！把亊情說淸楚，作一個澈底的了斷。」 

鄭同點點頭，道：「老夫第三掌可以取你之命，但如金燈門願 * 講理，老夫倒願意作一 
仲裁，而且，如是金燈門眞的沒有錯誤，老夫也願薰支持你們，不過，唯一的條件就是金燈 
門從此之後，不能再很神秘的在江湖上活動，旣然要行俠仗義，那就要堂堂正正的出面，打 
起金燈門的旗號，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，死也要死得名正言順，麝||列一烈。」 

于重爲之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老前輩說的是 。 J 
. 鄭同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子？ J 

于重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在下于重。」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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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同道：「你能夠作得主麽？」 

于重道：«-1不能，金燈門中的一切大事，都决定於大哥之命 C 」 

鄭同道： -!> 你排行第幾？」 

于重道：「排行第二 。 j 

鄭同道：「就老夫所知，資門大哥已然死去 。 j . 

于重道：「不錯，他死了，但金燈門不可一日無大哥，誰能再接管大哥的權利，决定於 
上一任大哥的身上，他選擇的人，就是下一任金燈門的大哥 。 j 
鄭同說道：「那是說，你們又有一位大哥了？」 

于重道：「不錯，金燈門不可沒有掌燈人。」 

鄭同道：「這一位掌燈人現在何處 ？ j 
于重道：「亦在此地。」 

鄭同道：「可否請出一見 ？ j 

于重道：「可以，不過，在下先要取得閣下的保證。」 

鄭同道：「甚麼保證？」 

于重道：「咱們這一任掌燈大哥是一位讀畲的人，不會武功。」 









鄭同道：「不會武功 ？ J 

于重道：「他不會武功，閣下如若不能保證他不受薄害，咱們不能請他出面 。 J 
鄭同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好！老夫可以保證，在亊情未得到結果之前，不許有人對他有 
所觴害，如是事淸有了决定，那就應該照决定辦了 。 J 
于重回顧了黃媚一眼，道：「六妹，請大哥出來吧 ！ J 
但聞一人應道：「我來了 。 J 
王俊手執短劍，緩步行了出來。 

黃媚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大哥，你 …… J 

王俊接道：「你們談話的聲音很大，我都聽到了，我雖然不會武功，但我已經掌了金燈 
門，我就應該出面，對麼？」 

黃媚道：「大哥，事情還未决定……」 

鄭同接道：「咱們立刻可以决定了 。 J 
他提高了聲音接道：「諸位，你們可以出來了。」 

但見人影閃動，暗影處現出數十個人，緩步行了進來。這些人的身份不同，有高有矮， 
也有婦女、童子。大都佩有兵刃，兵刃不同，顯然是來自很多不同的門派，但這些人有一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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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同之處，那就是毎個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片仇恨。約略的估算一下，大約有二十餘人。 

四、五十道目光，盯在 T - 重的身上，充滿着仇恨的怒視。88 
鄭同的目光環掃了全場一眼，道：「你們聽著，金燈 rT 已决定和諸位談談，如果你的家 
人任死於金燈門弟子的手中，金燈門會給諸位一個很公平的交代，如果他們作惡多端，確有 
該死之因，那就無法怪資金燈門，老夫也無法爲你們報仇。」 

二十餘人臉上泛現出不同的神色，有的驚奇，有的發怒，但却沒有一個人反對鄭同。 

于重輕咳了一聲，道：「鄭兄，咱們請到大鼸中坐吧。」 

鄭同點點頭，舉步向內行去。大磨中點起了四支蠟燭，照得一片通明。 

這大應中有一張很大的長桌，所有的人都圍桌而坐。 

王俊、于重、方昭、黃媚、言小秋和蕭飛燕全部都參與了這場會談。 

黃媚和言小秋分坐在王俊的兩側，隱隱有保護之 t .。 

金燈門和鄭同帶來的人保持了分明的壁壘。 

于重對王俊低言數語，王俊點點頭，站起了身子，道：「諸位大伯、大娘、大嫂、兄 
弟，兄弟王俊，現爲金燈門中的掌門人。」 

全場中一片靜寂，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，所有的目光，都投注在王俊的身上。 



王俊神情黯然，緩緩接道：「金燈門的掌門人都活不了多久，在下接掌金燈門不過是數 
天前的事-我不會武功，也不懂江湖中事，但仰面有天，江湖有道，道理擺在桌面上自然是 
不會有錯，諸位都受過金燈門的觴害，我希望諸位能_出一個事實來，金燈門有錯失的地 
方，我們金燈門一定償還。」 

祇聽一個尖嗓門的女子聲音，道：「老身先講 。 J 
王俊目光轉到那講話人的身上，那是一個五旬左右的老婦人。 

祇見她神情冷肅，緩緩接道：「先夫和犬子，父子兩人都死在金燈門的手中，但不知是 
你們哪一位，這仇恨老身記了已整整七年。這七年來，老身一直耿耿難忘，我跑遍了大江南 
北，始終找不到你們金燈門的窖子建在何處。」 

王俊神情肅然，道：「老夫人，你丈夫和兒子，都死在了金燈門的手中，那確實是很大 
的仇恨 。 J 

那老婦人穿着黑衣短裝，手中執着一柄鳩頭拐杖。 

祇見她拐杖在地上一頓，接道：「原來金燈門還有講理的人！」 

黄媚低聲道：「大哥，問問她丈夫、兒子的姓名，爲甚麼死在金燈門的手中。」 

王俊一抱拳，道：「老夫人-你那丈夫和令郞的姓名，可否見吿？」 



黑衣婦人道：「先夫名叫陳荤。」 

于重接道：「鬼影陳章！ J 

黑衣婦人道：「不錯，正是先夫 。 j 

王俊道：「令郞的名字呢？ J 

黑衣婦人悲聲地道：「小犬的名字叫作陳龍 。 J 

于重道：「五毒蛇陳龍 。 J 

黑衣婦人道：「他們父子兩人都死在你們金燈門下。」 

于重道：「是！他們兩位確實是死在我們金燈門下。」 

王俊回顧了于重一眼，道：「老二，咱們 S 甚麼要殺了他們父子 ？ J 
于重道：「陳章是我殺的，陳龍死於老三之手 。 J 
黑衣婦人道：「哪一位是老三 ？ J 
方昭道：「區區方昭，就是老三。」 

黑衣婦人兩道目光中滿含惡毒，望了方昭一眼，道：「就是你殺了我的兒子？」 

方昭道：「是！令郞綽號稱五毒蛇，在襄樊兩地，十日中姦殺七個少女，第十 B 晚上被 
在下遇上，雙方動手相搏，不幸死於在下之手。」 


黑衣老婦人道：「你胡說，老身自己的兒子，我怎麼不知道他會採花 fi 人？」 

方昭笑一笑，道..「陳夫人，時間不算太久，襄陽府的檔案中通有他的記錄，1且那血 
案連禳發生，震驚了襄樊一帶，祇怕那地方現在還記 if . 猶深，陳夫人如是不信，不妨到襄樊 
一帶去打聽一下。」 

陳夫人怔了怔，道：「就算犬子行爲不檢吧！但關你們金燈門甚麼 事？」 

方昭道：「雖然不關我們金燈門的事-不過，金燈門中人不能不管這件事 。 J 
王俊接道.•「老夫人，咱們殺了令郞，不過那是有殺他的原因！未知老夫人對這原因有 
何高見？」 

陳夫人冷冷說道：「我不管爲甚麼，但你們殺了我的兒子，我就要替他報仇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如果你自己覺得應該報仇，那是以後的事了。」目光一掠于重，接道：「老 
二，你爲甚麼殺了陳章？」 

于重道：「他截劫一批財賨，刀觴八命，在下爲了救一位亊主，和他動手搏殺，失手殺 
了他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應該的，他殺了八人-抵償一命有何不可？」 

陳夫人冷冷說道：「老身先替兒子報仇，然後再報殺夫之仇。」 


突然舉起手中的鳩頭拐杖，直對方昭擊了下去。 

鄭同突然一播右手，抓住了陳夫人的拐杖，道：「慢着。」 

陳夫人怒道：「姓鄭的，咱們#敬你是個人物，才把你請出來主持正義，想不到你 *. 然 
敢吃裏扒外 。 J 

鄭同厲 S 喝道：「住口 -咱們要對付金燈門，也要找個理由出來，你那丈夫劫財觴命， 
兒子採花行兇，都犯了江湖大忌，死有餘辜，還有甚麼顏面找人報仇？」 

陳夫人道：「那因爲死的不是你的兒子，你可知道母子連心這句話。」 

鄭同道.•「養子不敎是誰之過？你能生不能敎，怪得何 人？」 

陳夫人突然狂笑一聲，道：「鄭同，你現在是人物了，是麽？別人不知道你的出身，但 
老身知道，當年你初出江湖和犬子有何不同？劫財採花，甚麼事你沒有幹過 ？ J 

鄭同雙目中泛現殺機，道..「陳夫人，老夫昔年也許交友不愼，犯過幾次錯誤，但我錯 
而能改……」 

陳夫人接道：「那是白璧之汚，就算作了一百件好事，也不能抵一件錯事。」 

鄭同冷厲的說道：「你給我坐下，金燈門要答覆的事很多，我相信總有很多件他們找不 
出堂皇的理由出來，不能因你一個人搞亂了大局。」 




陳夫人道：「老身不用你幫忙，我要替兒子報仇，憑仗我自己的武功。」 

鄭同道：「那也不行，你這樣做壞了大家的事。」 

陳夫人突然用力一掙，但却沒有掙脫鄭同的右手。 

鄭同突然歎口氣，道：「陳夫人，你坐下，你不是金燈門中人的敵手。」 

陳夫人一掙未脫，氣得怒喝一聲，左手放開拐杖-一掌向鄭同拍了過去。 

這一掌出人意外，距離又近，本是很難閃避。但鄭同却能坐着未起，身子突然一偏，避 
了一掌。陳夫人一掌落空，身不由主的向前栽去。鄭同右掌輕輕一揮，拍在陳夫人的背心之 
上。陳夫人一張嘴，吐出了一口鲜血，身子搖了兩搖便倒摔在地上。 

鄭同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陳夫人，你連老夫一招都擋不住，如何能夠和金燈門中人動 
手 ？ J 

陳夫人倒摔在地上，就未再掙動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 

王俊等冷眼旁觀，未發一言。 

鄭同目光環掃，望了羣衆一眼，道：「諸位聽著，哪一位和金燈門中結有恩怨，可以提 
出來商討一番，不過要站得住脚，佔得住理 。 J 

祇聽另一個女子的聲音，說道：「我……金燈門中人殺了我父親、兄弟四條命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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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頭望去，祇見那說話的人是一位白衣少婦，一身白衣，有如重孝。 

但也正因她這一身有如孝服，看起來，有一股俏媚的味道。 

鄭同哦了一聲，道：「姑娘，令#是何許人？姑娘又怎麼稱呼 ？ J 
白衣女子幽幽地道：「賤妾姓冷，先父冷樹……」 

鄭同接道：「原來是君子刀冷樹的後人，在下失敬了。」 

語聲一頓，接道：「姑娘怎麼稱呼 ？ J 
白衣女子道：「我叫冷香。」 

鄭同道：「令奪俠名卓著，是白道中的人物，怎會和金燈門結下怨仇呢？」 

冷香悲轚地道：「我爹爹確實死在金燈門下。」 

鄭同道：「這就要問問金燈門了。 J 目光轉注王俊的身上，道：「贵門對君子刀冷樹的 
事，有何高見？」 

王俊一皺眉頭，望了于重等人一眼，道：「君子刀冷樹的死亡，諸位賢弟、賢妹哪個動 
的手？」 

于重、黃媚等一個個默然不語。 

王浚連問數聲，一直無人回答。 





直到王俊問到了第三次，于重才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大哥，咱們金燈門中有一條規 
戒，那就是一人作事一人當，如若無人承認，那就說明這件事不是咱們金燈門幹的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我不明白，如若不是咱們金燈門幹的，爲甚麼會賴在我們身上？」 

鄭同道：「君子刀的女兒豈會說謊，移禍金燈門？」 

王俊道：「于兄弟，咱們不承認這件事，是否就可否認了這件事 ？ J 
于重道：「自然不是 。 J 

王俊道：「旣然不是，咱們就應該有個交代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好！大哥，可否讓在下問冷姑娘幾句話 ？ J 
王俊道：「自然可以，但不知道鄭前辈意下如何？」 

鄭同道：「話不講不明，木不鑽不透，老夫也希望你們把事情說明白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多謝鄭前輩。 J 目光轉到冷香的身上，道：「冷姑娘，你如何能證明令尊是傷 
在我們金燈門下 ？ J 

冷香道：「我親眼看到的 。 J 

于重接道：「姑娘旣是親眼所見，想必可指出兇手是誰，金燈門下主要的人全都在此， 
姑娘請指出兇手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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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香搖搖頭，道：「不是看到兇手。」 

于重道：「那是看到了甚麽 ？ J 
冷香道：「那是看到了我父親、兄弟的屍»。」 

黄媚道：「冷姑娘，看到你父兄的屍««,難道就證明了他死在金燈門下 ？ J 
冷香道：「那自然不能證明，但我父親屍體之下寫了幾個字，却是繳一般的證據 c J 
黃媚道：「令耸寫的甚麼？」 

冷香道：「殺我者金燈門。」 

黃媚點點頭，道：「果眞如此，那倒算得證據，不過，小妹還要請敎冷姑娘一件亊 。 J 
冷香道：「小妹洗耳恭聽 。 J 

黃媚道：「冷姑娘是否想到過，那可能是別人的嫁禍？」 

冷香道：「別人爲甚麼要嫁禍金燈門 ？ J 

黄媚道：「金燈門的仇人太多，所以，他們很可能來一個移禍江東 。 J 
冷香道：「姑娘，別忘了，那字是我父親的手筆。」 

黃媚笑一笑，道：「冷姑娘，怎能確定那是令#的手筆呢？」 

冷香道：「字壓在屍體之下，屍體沒有移動過的跡象，別人怎會寫出來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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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媚道：「冷姑娘，如若我們眞的殺了令#，我們怎會讓他在屍體下留下字跡，何况， 
我們也沒有殺死令#的理由 。 J 
冷香道：「有 …… J 
黃媚一怔，道：「姑娘請說。」 

冷香道：「這是我父親吿訴我的亊，那是百分之百，不會有錯了。」 

黄媚道：「姑娘請說吧！」 

冷香道：「有一次，你們金燈門追殺一批綠林人物，他們一行九人，死了八個，還有一 
個人也受了傷，但你們不肯放過，我爹爹剛好路過，勸你們不可趕盡殺絕，當時你們還不肯 
接受，不知此事是眞是 假？」 

方昭道：「是眞的。」 

于重道：「三弟在場麼 ？ J 
方昭道：「君子刀冷樹勸的就是我。」 

黃媚道：「祇有三哥一人追殺九匪 ？ J 
方昭說道：「不是！我和上一任的掌門大哥 。 J 
冷香道：「亊實俱在，你們還有甚麽話好說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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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昭道：「姑娘，當時的情形不知令奪是否說得淸楚？」 

冷香道：「爹吿訴我說，他阻止你們，你們不肯聽從，直到拔刀而出，强行攔阻了道件 
事時，你們才勉强收手 。 J 

方昭道：「令尊沒有說謊，經過的確是如此 。 J 
冷香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們承認了是殺我父親、兄弟的兇手了？」 

方昭道：「不是，我們是承認了被你父親攔阻咱們追殺盜匪的亊，咱們却沒有承認是殺 
死令#和令兄的兇手。」 

冷香道：「你們不敢承認 。 J 

方昭說道：「不是不敢，而是咱們不是兇手。」 

冷香道：「鄭前輩，你是否願意作主？」 

鄭同道：「作甚麼主？」 

冷香道：「替我們判定一下是非，看金燈門是不是殺死先父的兇手？」 

鄭同道：「金燈門的嫌疑很大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我相信自己的兄弟，他沒有做過自然不能承認 。 J 

黄媚笑一笑，道：「鄭前輩，你要主持公道，必須找出證據，不能夠隨便决定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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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同道：「我祇說嫌疑很大，但那並不是指你們都是兇手了。」 

黄媚道：「這就是了，冷姑娘，我們如有阐害令#之心，那天他攔阻我們追殺匪徒時， 
就鬧得動手相搏了，何以會等候甚久 ？ J 

冷香道：「贫子刀在江湖上亦非無名之辈-你們一、兩人决不敢動他。」 

黄媚道：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那是說我們不聚在一起，就不敢動手和令#作對了。」 

冷香道：「至少，你們一對一的殺不了我爹。」 

黃媚道：「姑娘，你能不能把這件亊當作一個問題來商討一下，不要先入爲主，心中早 
已認定我們是兇手 。 J 

冷香道：「你們不會證明，祇要別人能夠證明這件事，那就夠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聽口氣，姑娘已經認爲我們是兇手了，找我們就是來報仇的？」 

冷香道.•「確實如此，你們金燈門憑仗神妙的易容之術，出沒無常，行踪詭秘，到處留 
下金燈門的漂誌，表示你們金燈門是替天行道，被民間視作萬家生佛，每個金燈門的人，都 
受到江湖同道的敬重，你們成名了，但却造成了很多的鬼魂。」 

王俊回顧了黄媚一眼，廣：「六妹，這件事咱們又如何解釋呢？」 

黄媚笑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，我們沒有殺死君子刀冷樹，別人如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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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說我們是兕手，大哥覺得應該如何？」 

王俊道：「這個，這個…… J 目光轉注到鄭同的身上，道：「鄭老前辈，你的看法如何 ？ J 
鄭同道：「老夫的看法 ，目前 ，金燈門還談不上是兇手，但也脫不了嫌疑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此亊要如何解决？」 

鄭同道：「這個很難說了，目下老夫還沒有主意，祇能算一宗疑案，先擱下來就是。」目 
光轉到冷香的身上，道：「冷姑娘，你能不能提出更有效的證據 ？ J 
冷香道：「目下晚輩還無法提出。」 

鄭同道：「好！那麼老夫就暫時作一個判定 了。」 

冷香沒有回答，王俊等也沒有說話。 

鄭同重重咳了一轚，道：「冷姑娘請多想想，看看能不能找出一點新的證據出來，在未 
找出新的證據之前，咱們不能認定金燈門就是殺你父親的兇手。」 

冷香歎息一聲，欲言又止。 

鄭同道：「冷姑娘，老夫的判定，你服不服 ？ J 

冷香道：「如若是老前辈不肯支持晚装，我就是心中不服，也別無良策了。」 

鄭同道：「君子刀冷樹在江湖上的聲譽，不但老夫對他敬佩無比，天下武林同道，大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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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他敬慕異常，如果金燈門確是殺死令#的兇手，老夫必將爲你伸寃。」 

冷香道：「多謝前輩。」 / 
鄭同道：「好！你先在一旁坐着……」 

目光轉到王俊的身上，接道：「王兄，老夫隨來之人大都是和金燈門有着宿怨的人，有 
十幾椿和你們金燈門有關，因此，老夫才帶他們來拜見贵門 。 J 

王俊道：「我加人金燈門雖然不久，但我是金燈門的老大，不論甚麼事，祇要金燈門輸 
了理，而你們又證據明確，金燈門必然會對你們有個交代 。 J 

鄭同道：「老夫相信你的話。」提高了聲音，接道：「諸位和金燈門有甚麼宿怨可以提出 
來，不過，證據愈是明確愈好。」 ‘ 

但聞一個蒼老的聲音，說道：「老夫有寃要伸訴。」 

、 轉頭望去，祇見那說話之人是一個六十左右的老者，留着很長的白髯，瘦骨嶙峋，看上 
、去有如一根竹竿。他身體十分瘦弱，瘦弱得似是一陣大風就可以把他吹跑了。 

鄭同緘皺眉頭，道：「老人家你有甚麼寃情 ？ J • 

白髯老人道：「我祇有一個兒子，我兒子也祇有一個兒子，結果，他們兩個人，都被金 
燈門中人殺死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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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同道：「你說話好生拗口，兒子的兒子，那不是你的孫子麼？」 

那白髯老人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老夫的孫子 。 J 
鄭同道：「好吧！你說，你那兒子、孫子，怎麽會死在金燈門的手中。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我兒子在官府中當差，我那孫子嘛……在江湖上打滚 。 J 
鄭同道：「他們父子二人作的亊情完全不同。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正是如此，有一天，我那孫子又打家劫舍，但不幸的是，却被我兒子給 
抓住了。」 

鄭同冷冷說道：「老人家，那是你兒子和孫子的事，你們一家人的事，和我們有甚麽關 
係？又和金燈門有甚麼關係？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我這是開場白，以後，我會把他們和金燈門拉上關係。」 

鄭同道：「拉上關 係？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不錯，他們慢慢就和金燈門有關了。」 

鄭同道：「好，你說下去吧！」 

白髯老人道.•「我孫子殺了人，被處一個問斬的罪名。」 

鄭同道：「那也和金燈門無關啊！」 

氣 f 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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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髯老人道：「我那孫子和金燈門不知道如何拉上了關係，金燈門中人爲了要救他，去 
劫了法場，我兒子資任在身，沒有法子，祇好追了上去，結果被金燈門中人殺了 。 J 

鄭同道：「你兒子是官府中人，他被人殺了，自然由官府中人替他報仇，與我們有甚麽 
關係？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好吧！就算我兒子沒有關係，那麼我的孫子呢 ？ J 
鄭同道：「你那孫子，不是被金燈門中人救了麼？」 

白冓老人道：「救是救了，但他們又覺得我那孫子作惡太多，所以，又把他殺了 。 J 
鄭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殺了 ？ J 

白髯老人道：「不錯，他們把我孫子殺了，結果，我一個兒子，一個孫子，不是全都死 
在金燈門之手中麼 ？ J 

鄭同道：「如若金燈門中人不救你孫子下來，那豈不是也要被你兒子殺了麼？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不錯，若我兒子殺了我的孫子，但我兒子在世，過幾年，我再替兒子取 
房媳婦，豈不是可以再生個孫子麽？ J 

鄭同道：「再取個媳婦麽？你旣然生了孫子，兒子難道還沒有娶媳婦麼？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娶是娶了，不過，我老人家命苦，她又死了 。 J 






鄭同道：「死了，怎麼會死 了？」 

王俊冷冷說道：「老人家，你媳嫌死了，難道也和金燈門有關係麼 ？ J 
白髯老人道：「和金燈門無關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哦！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但我兒子和孫子都死了，難道損失不大麼 ？ J 
王浼道：「很大，很大，不過，這和金燈門沒有關係。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鄭同，我這血海大寃深不深？」 

鄭同道：「不深。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我該如何報仇 ？ J 
鄭同道：「你不用報仇了，你兒子和孫子都該死。」 

白髯老人哈哈一笑道.•「鄭同，你要我說出來，老夫就說出來，說了出來你不管，那是 
你的事了。」 

鄭同道：「你胡搞瞎纏究竟是何意思？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你要人說出了寃屈，祇要和金燈門有關，都由你承擔，對不對？」 

鄭同道：「不錯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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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髯老人道：「老夫說出來了，你不管，那就是你的亊了 。 J 
鄭同道：「好吧！老夫承擔了下來，你要如 何？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鄭同，你的 S 思是賠我兒子和孫子的命了？」 

鄭同道：「我覺得連你也殺了，倒是乾淨得很。」語聲敝敝一頓，接着問道：「你是怎麼 
來的？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和你們一起來的 。 J 
鄭同道：「我怎麼記不起有你這麼個人來呢？」 

白髯老人道：「我的年紀大了，你自然不會太注 * 了。」 

鄭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老人家，在下眼睛揉不下；顆砂子，你也不用腾裝了，究竟你是 
甚麼 人？」 

事情的變化大出王俊的意外，他呆呆望着鄭同和那瘦老人，一副茫然無措的樣子。 

他雖然滿腹經綸，但究竟是全無江湖經驗的人，雖然覺得情形不對，但却看不出哪裏不 
對。轉頭望去，祇見于重、言小秋、黄媚等人，一個個面帶隞笑，似乎是這件亊的變化早 E 
在他們的意料之中，所以一點也不覺得驚奇。 

那瘦老人冷冷說道：「鄭同，你自己把這件亊擔待下來，如若不給老夫 I 個交代，那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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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怪老夫翻臉不認人了 。 J 

鄭同緩緩站起了身子，道：「老人家，你的事我鄭某人已經有了結論，你兒子、孫子之 106 
死，完全和金燈門無關，但你這一把年紀了，如此孤苦無依，實也是悲慘得很，現在你有兩1 
條路可以選擇。」 

瘦老人道：「哦！你不妨說出來聽聽，哪兩條路？」 

鄭同道：「一條是由老夫成全你，去和你的兒子、孫子見面。」 

瘦老人道：「那不是說，要殺了我老人家麼？」 

鄭同道：「好像是如此了。」 

瘦老人道：「這辦法不行，第二條路是甚麼？」 

鄭同道：「第二條路是你給我立刻出去，不用在老夫面前再耍花招了。」 

瘦老人搖搖頭，道：「第【條路不好，第二條路更不好，看來，我老人家祇有選第一條 
路了。」 

王俊大吃一驚，道：「老人家，好死不如賴活着，我想，你應該走第二條路，何必要走 
第一條路呢 ？ j 

瘦老人道：「我老人家孤苦無依，如此活下去，不知要苦到哪年哪月才止，第一條路雖 



然很不好，但至少我老人家可以落一個痛快 。 J 

鄭同笑一笑，道：「說得也是，我鄭某人祇好成全你了。」 

突然右手一揮，劈出一掌。 

王俊心中大震，道：「鄭兄，這位老人家已到了風燭淺年，而且又死了兒子、孫子，你 
怎麼能夠殺了他？」 

他說這幾句話的工夫，雙方已經動上了手，瘦老人身子宛像一張飄落的樹葉，輕靈絕 
倫。鄭同連劈出了三掌，那瘦老人身子隨着劈出的掌勢移動，竟然輕輕把三掌閃避開去。每 
一掌看上去都十分危險，但每一掌都被他輕輕的閃避開去。 

鄭同劈出了三掌之後，突然住手，雙目中暴射出冷厲的神芒，凝住在瘦老人的身上， 
道：「好一個風擺枯竹的身法，你究竟是甚麼人 ？ J 

瘦老人仰天哈哈 I 笑，道：「鄭同，你出手三掌才發覺我的可疑，不覺得太蠢了麼 ？ J 
鄭同冷笑一轚，道.•「我姓鄭的一向是直來直往，用不着改扮 fi 裝。」 

瘦老人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鄭同，你也少給我老人家玩花招了，你是立刻滚出去呢？還是 
要我老人家揭穿你的陰謀？」 

鄭同道：「你究竟是甚麼人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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瘦老人道：「唉！鄭同，你又是甚麼人？我老人家不忍揭穿你的身份，是給你留下面 
子，但你如執迷不悟，可別怪我直話直說了。」 

鄭同瞼上一片黑，黑得看不出他是否有羞愧之色，但可從他目光中看出他心中受着很大 
的震動。 

鄭同輕輕吁了一口氣-緩緩說道：「我如立刻離去，實有些心楢未甘。」 

瘦老人說道：「怎麼樣你才會甘願離去呢 ？ J 
鄭同冷冷道：「在下要見識一下你的眞實武功 。 J 
瘦老人道：「可以，你劃出道來吧 。 J 

鄭同道：「咱們動手相搏，以五十招爲限，如若我勝不了閣下，在下回頭就走。」 

瘦老人道：「你是不見棺村不掉淚，不到黃河不死心，你出手吧。」 

鄭同說打就打，身子一閃-人已到了瘦老人的身側。 

雙方這一次動手，各自用出了眞實本領，但聞掌轚呼嘯，足影點點，搏殺得激烈絕倫。 
五十招晃眼而過。 

瘦老人突然疾攻兩招，逼退了鄭同，道：「到了五十招，還要不要再打下去 ？ J 
鄭同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在下說出了五十招，那就是五十招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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瘦老人道：「嗯！你走 吧。」 

鄭同一抱拳，道：「承敎，承敎。」轉身向外行去。 

瘦老人冷冷說道：「站住！」 

鄭同剛走到門口，聞言又阵下了脚步，道：「閣下運有甚麼吩咐 ？ J 
瘦老人道：「你帶來這些婦孺老幼一大堆，留在這裏也沒有甚麼用了，金燈門中人不明 
眞象之前，他們可能不會下手對付這些人，但如今他們已經明白了內情，這些人留在這裏實 
在也發生不了作用。」 

鄭同沉吟了 一陣，突然擧手一招，道：「走！」快步向前行去。 

隨着19婦孺老幼突然紛紛起身，緊隨在®同的身後離開了大廳， H - 刻之後走得一個不 
剩，連那受觴的老婦人也站起身子走了出去。 

望着這不可思議的變化，王俊有些茫然，但他明白這瘦老人對金燈門有益無害。他急急 
抱拳一禮，道：「老前辈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 

瘦老人收斂了臉上的笑容，神情恢復了蝦聃，緩緩地說道：「你是金燈門的這一代掌門 
人？」 

王俊道：「不錯，在下王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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瘦老人忽然歎了 一口氣，道：「你們處埂險惡，這地方方圓五里之內，都已經佈滿了强 
敵，現在想離開恐怕已非易亊了。」 ■ 110 
王俊道：「亊情這樣嚴重麼？」 1 
瘦老人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他們似是有其麼顧忌，所以，先派了 一羣婦孺老幼混了進 
來，阻礙你們的手脚，事實上，那些人中已混人不少武林高手，準備作裏應外合用。」 

于重道：「都是哪 I 方面的來人 ？ J 

瘦老人道：「很複雜，有綠林道上的大盜、巨匪，也有武林中正大門派的人。」 

于重接道：「正大門派中人，是哪裏來的 ？ J 

瘦老人道：「武當派中的剣手，老夫親眼看到靑鶴道長帶了六名劍手，守候在五里外一 
處要道 。 J 

于重哦了一轚，道.•「武當派靑鶴道長，那是武當門下三鶴之一 了。」 

瘦老人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靑鶴道長雖然排名第三，但他的成就决不在兩位師兄之 
下，年少成名，氣焰逼人，雖然出身正大門派，但他的睥氣却是大得叫人難以忍受。」語音 
敝微一頓，接道：「你們怎麼會招惹上武當派 ？ J 

于重苦笑了一下道：「我沒有招惹誰，祇是爲所當爲，行所當行，如何和武當派結下樑 



子，連我也不明白。」 ， 

黄媚突然接口說道：「除了武當靑鶴道，長之外，還有些甚麼人？」 

瘦老人道：「很多，很多，老夫一時間也沒分出他們的身份，但四面合圍，各有主體， 
合計恐怕五、六十人以上。」 

王俊突然取出了懷中金燈，放在木桌上，緩緩說道：「諸位賢弟，賢妹，雖然諸位對我 
解揮了很多金燈門中亊，但在下究非出身江湖，仍有很多不解之處，我希望能敝底的瞭解金 
燈門，如是諸位不能讓在下完全知曉，在下立刻交出金燈，還我本來面目。」 

于重歎 口氣， 接道：「大哥，金燈門中的事情太多，咱們雖有解說之心，但一時之間却 
也無法解說得很淸楚，有些亊大哥還是不知曉。」 

方昭道：「大哥旣已進了金燈門，怎能輕易言退？如有不解之處，祇管請問，咱們自會 
據實回答，不敢稍有欺瞞。」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現在，你們先據實回答我幾件亊 。 J 
言小秋道：「大哥問吧！」 

王俊問道：「咱們金燈門究竞有多少人 ？ J 
言小秋道：「連大哥一共六人。」 






王俊目光轉到那瘦老人身上，道：「這一位是咱們金燈門中人麼？」 

于重笑 I 笑道：「不是，但他是咱們金燈門中極少的幾位好友之一。」 

瘦老人冷冷接道：「明白點說，老夫受過金燈門的恩情，耿耿於懊，常思報答，總算被 
老夫找到了這個機會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武當派在武林中的聲#如问？」 

于重道：「很好，一向都被視爲維護武林安危的力量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在下在敎窨之時，也聽到過這些溥說，所以我覺得很奇怪，武當派爲甚麽要 
和咱們金燈門作對？」 

方昭道：「大哥，這件亊很難說，也許是武當門下有甚麽不肖弟子死在金燈門手下，也 
許他們受到甚麼人挑撥而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眞的不知道麼 ？ J 

言小秋低聲道：「如若知嘵了，我們爲甚麼要欺驅掌燈大哥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當今武林以少林派的聲譽最隆，咱們也得罪過少林寺中的和尙。」 

黃媚道：「任何正大門派中人，都有些不肖弟子，一旦被咱們査出劣跡來，那就非死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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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爲甚麼對他們特別嚴厲？」 

黃媚說道：「因爲他披着■件虛僞的外衣，使人防不勝防，其惡倍增，自然該死了。」 

王俊本來感覺到滿腹委屈怒火，聞言之後，心中反而生出了 一種慚愧之感，忖道：「看 
來，我確實錯怪他們了，唉！我本是掌燈大哥的身份，作亊怎能如此的衡動？」 

心中念轉，目光却轉注到那瘦老人的身上，道：「老前輩，贵姓大名，可否見吿？」 

瘦老人道：「老夫齊子川 。 J 

王俊道：「齊前輩，在下失敬了，難得你甘冒大不韙，傳訊來此 。 J 
齊子川道：「金燈門結下的仇人太多，因爲金燈門一向祇問是非，不計人情，所以也開 
罪不少好朋友。」 

王俊點點頭道：「于兄弟，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？ J 

于重苦笑一下道.•「大哥，這是一次大包圍，不知如何，消息竟然傳得如此快，目下四 
面都已被人封鎖，我已要言兄弟_思脫圍之法了 。 J 

言小秋笑道：「這一次敵人來得太快，而且，規模又如此 II 大，鄭同帶人混入此地，雖 
然是別有園謀，但也給了咱們魚目混珠的機會，他被揭穿了陰謀離去之後，咱們祇有兩途可 
循 ……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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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哪兩途？」 -j 
言小秋道：「一條是咱們立刻離開此地，突圍他去，一條是守在此地，把是非黑白，證114一 
個淸楚。」 1 j 
王俊道：「齊前辈說來人衆多，已把這裹四下合圍，咱們祇有這幾個人，如何會是他們 
的敵手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大哥，金燈門在武林中一向保持了隱密行動，除了咱們的自己人，和三、 

五位眞正的好明友之汴，知道咱們莰細的並不多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你的«思究竟是突圍而去呢？還是要留下來？」 

言小秋沉吟了一陣，低聲道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 

手指蘸水，一面說一面在木桌上寳出了佈守之法。 一 
這位年輕人雖然排行第四，但如論機謀策略，在金燈門中却是第一高人。 

方昭笑一笑道：「咱們加入金燈門時都許下了以死維護門戶之心，生死事早已不算甚麽 
了，但在下覺得奇怪的是，咱們這麼隱密的行動，如问會被人摸得這樣淸楚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不會是血手七醜洩漏出去的吧？」 j 
言小秋道：「不可能，血手七醜夜襲張伯年府，幾遭全軍覆沒，耿光和黑呱埋受海情 


形，如無一月以上療養，很難復元，就算他們想把這消息傳出去，也來不及，何況正値過年 
時刻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四哥-照常情而言，過了臘八，黑白兩道中人，都趕回家過年，至遲二十 
三送灶之日一定封刀，尤其是正大門派中人，對此規矩執行很联，這些人如非事先有備，不 
可能會這樣快的集中到此。」 

言小秋道.•「祇有一種可能……」 

蕭飛燕道：「甚麼可能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他們是爲了 一件特別重大的亊 。 J 
.蕭飛燕道：「至少住在武當山上的靑鶴道長來不及趕到此地 。 J 
言小秋點點頭道：「這話大有道理。」 

黃媚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「莫非這是一個餌？完全有計劃的行動。」 

言小秋道：「你是說由前任掌門大哥身中暗算那天算起 。 J 

黃媚道：「不錯，這根本就是一個設計好的圈套，血手七醜他們不過是受人利用罷了 。 J 
言小秋道：「鲅格說，我們是他們想釣的魚，血手七醜是人家安排在鈎上的餌，我們受 
愚了，血手七醜更可憐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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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甚麼人能有這麼精密的安排呢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雖然是晚了 j 些•我還是猜到了他 。 J 
于重道：「四弟-是誰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張員外張伯年一手佈置下這張齩密的網，血手七醜祇是貪念而死，咱們却 • 
是他網中的目標 。 J 

王俊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道：「四弟，張員外是主謀 ？ J 

言小秋道.•「小弟相信，八九不離十了，祇不過咱們還不知道他的身份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那麼，這些圍守四週的人呢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也是張伯年的安排，他算準了咱們的行動，一直在監視着。」 

干重道：「四弟這分析果然使人心服，張伯年究竟是何許人物 ？ J 
言小秋道：「表面上他是大員外、大善人，骨子裏恐怕別有一套，可怕的是，咱們對他 
瞭解得太少。」 

于重道：「但他兒子的病 ？ J 

言小秋道：「自然不會是裝的，以六妹的精細，如若眞是裝的，决逃不過六妹的雙目。」 
王俊道：「虎毒不食子，難道張伯年願意搴他唯一的兒子引咱們上門 麼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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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小秋笑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咱們怎能確定，那眞是張伯年的兒子？」 

王俊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是啊！他可以找一個孩子來冒充 。 J 
蕭飛燕道：「那後園的佛堂，那獨目老尼，還有這座香爐……」 

言小秋接道：「都是故 .!: 安排的，咱們上了當，還不知道 。 J 

王俊長長吁一口氣，道：「歸併而言，這是張伯年的詭計，血手七醜祇是被利用來引誘 
我們上門，在這( I 過程之中，他們先在暗中下手，刺海了上一任掌門大哥 。 J 

言小秋道：「正是如此，而且，武當派的靑鶴道長以及佈守在四週的人，都是張伯年早 
先通知了他們，一切都在他控制之下，才造成這樣一個 S 5 密台圍之勢。」 

于重點點頭，道：「事倩已到這步田地，咱們祇有走一步看一步了。」目光一顧齊子川， 
道：「齊老，這是一場硬拚，齊老不是金燈門中人，也不用跟着我們躺這次混水了。」 

齊子川隞敝一笑，道：「老夫已經躺進來了，現在想抽腿祇怕已經太晚了。」 

于重道：「齊老，你犯不着的，現在走也許還來得及。」 

齊子川夔目一瞪，道：「于重，你要我老頭子先去送死是麼？」 

于重接道：「齊老，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 

齊子川歎一口氣，道：「金燈門救了我老人家兩次性命，老實說，我生生死死早已不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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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上，我齊某人這一次聞風而來，實也準備和諸位患難與共，生死同命，事實上，四遇早被 
圍困，我也無法離開此地了。」 

言小秋道：「齊老說的也是，雪中送炭，咱們兄弟不接受齊老這份交淸，也未免太負雅 
意了。」 

于重低聲道：「大哥，咱們也該謝謝齊老了。」 

王俊站起身子，恭躬一揖，道：「王俊代表金燈門謝謝齊老。」 

齊子川一笑，道：「掌門人，言重了。」 

言小秋望望天色，道：「咱們决心留這裏，主要的是想對靑鶴道長，證明咱們的淸白， 
也想瞭解一下張伯年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，能在江湖上傳統的封77期中，集合了這樣多裹手 
爲他效命。」 • 

望了那香爐一眼，苦笑道：「五妹，如若這眞是張伯年的安排，祇怕這香壚也是假的 

了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四哥如是無法分辨，小妹又怎能分辨眞假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如是這座香爐是 fi 製之物，也仿造得十分相似，分辨眞假祇怕要大费一番 
手脚了，目下情形逼急，不能分心於此，香爐暫歸五妹保管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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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飛燕瞜了一轚，收過香爐。 

言小秋道..「六妹 。 J 
黃媚道：「小妹候命。」 

言小秋道：「你原任工作由齊老頂替，你接替五妹以保大哥安全爲主 c J 
黃媚道：「小妹遵命。」 

言小秋低聲道：「咱們的人手太少，六妹還要兼防正門，施援各方。」 

黃媚道：「小妹理會的。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剛才小弟分佈的防守之法，不知諸位是否還能記得 ？ J 
羣紊齊聲應道：「記下了。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各位請熟悉一下防守形勢，借機生息一下，以備迎敵 c J 
沉吟了 一陣，接道：「在下再重複一句，我們人手少，不希望有任何 fi 亡，必要時， 
以集中人手於大廳之中。」 

方昭道：「老四，咱們如若都逐步退入應中，固可集中人力，但也把敵人的實力集於 
處了 OJ 

言小秋點點頭，道：「人家早已有預謀，羅網四佈，這本來就是一次死中求生之戦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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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


少，集中了人手之後，咱們可以有選擇對手的機會 。 J 

方昭回顧了黃媚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於是，金燈門中人各自奔向了防守的方位。 

大鼴中，忽然間靜了下來，祇餘下了黄媚和王俊。王俊拉了一把太師椅，端坐在大 K 之 
中。黄媚輕步行了過去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你要不要藏起來？」 

王俊搖搖頭，道：「不用了，金燈門旣然是堂堂正正的門戶，我們就應該端端正正的坐 
在這裏。」 

黃媚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大哥，兵刃無眼，暗器亦難防，你如不找一個隱蔽之處藏起 
身子，祇怕小妹保護不週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不用保護我，我已經會施用手中的短剣，這劍中藏有暗器，我一樣可以取他 
們的性命。」 

黄媚道：「大哥，劍中的飛針太毒，如非情不得已，最好不要施用，小妹會盡力保護 
你。」 

王俊不知哪裏來的勇氣，一挺胸，道.•「六妹，不用爲我擔心，我旣是金燈門的掌門 
人，就應該承受金燈門中所有的災難。」 

黄媚也不堅持王俊躱人隱蔽之處，嬌軀一晃，閃出艷外，隱去不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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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座大廳中，空空落蕩的祇餘下了王俊一個人。 

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，大鼴外面突然响起了一聲呼喝。王俊站起身子，擧步向鼴外行 

祇聽黄媚柔和的聲音傳了過來，道：「大哥，不要動，別管大鼴外面的事。」 

這時日近中午。王俊又退回到原來的座位上。 

大睫外兩個人影，疾如流星一般疾奔而來。 

大鼴外，四丈處一棵高大古柏上，突然響起了一 S 斷喝，道：「站住。」 

密茂的枝葉中，飄落下一個人來。一個全身勁裝的人，攔住了兩人的去路。他是方昭。 
兩個向前奔行的人，來勢快，收勢也快，倏忽之間，停下了脚步。 

方昭目光轉動，打置了兩個來人一眼，拱手一笑，道：「在下方昭，兩位怎麼稱呼？」 
兩個人都是穿着一色天蓝勁裝，背插唯翎刀，年紀很輕，都在_二十五、六左右。 

左首一人吁一口氣，道：「你叫方昭，可是金燈門中人？」 . 
方昭道：「不鍺，區區正是金燈門中人 。 J 
兩個人相互望了一眼，道：「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 ？ J 
方昭道：「不太多，也不太少，兩位不覺得問得太多些麼 ？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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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首魃衣人道：「好吧！不管你們有多少人，咱們要找 一 個作主的出來答話 。 J 
方昭敝敝|笑，道：「在下就可以作一點小主 。 J 
左首藍衣人道：「作一點小主，你是金燈門中的老大 ？ J 
方昭道：「不是 。 J 

左首藍衣人右手一抬，雁翎刀突然出鞘，閃起了一片寒芒，道：「找你們老大出來 ！ J 
方昭沒有拔剣，但目光却盯注雁翎刀上，道：「閣下還未回答在下一句，兩位是哪一道 
上的人物？」 

左首藍衣人道：「咱們是淮陽派……」 • 
方昭接道：「淮陽派在江湖上，也算正大門戶，和我們金燈門有何瓜葛？找我們金燈門 
作甚麼 ？ J ^ 

藍衣人道：「我已說出了身份來歷，已給足了你的面子，你不是金燈門中老大，作不了 
主，嚕囌個甚麼勁呢？」 

方昭道：「看兩位這點年紀，祇怕也不是淮陽派的掌門人吧？」 

左首 II 衣人道：「咱們不是掌門人，但却奉掌門人之命而來 。 J 

方昭笑一笑，道：「要 M . 我們老大，祇要請你們掌門人來，至於兩位這樣身份嘛，祇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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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匣一下和在下說說了 。 J 

舷衣人道：「咱們在江湖上走動的人，要憑眞實武功，不是耍嘴皮子的 。 J 
. 方昭道：「說的也是，兩位動手吧 ！ J 

兩個藍衣人互相望了 一眼，突然欺身而上，兩把雁翎刀，像兩龍出水一般，分左右攻了 
過來。方昭藕身後退站定，手中長劍出鞘，一式「野火燒天 J ，金鐵交鳴轚中，封開了兩柄雁 
翊7]。 、： 4 

兩個藍衣人敝微一怔，立刻又攻上來，雙方配台緊密，有如狂風驟雨一般，把方昭困於 
1片刀光之中。 

方昭神態從容，長劍不緊不慢，正好封住了兩人的攻勢。 

表面上看起來，兩把雁翊刀佔盡優勢，其實，兩人心中之苦，祇有他們才知道。 

祇覺方昭的長劍，總是快那麼一點點，佔了先機。 

兩個人、兩把刀飛舞如電，看上去威風八面，但事實上兩個人却無法越過雷池一步。在 
兩個藍衣人而言，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，但在方昭而言，却是打得十分輕鬆。片刻之 
間，已過百合。兩個藍衣人冒出了一身大汗，但方昭却仍然是不慌不忙，面不紅，氣不喘， 
臉上也不見汗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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搏鬥之中，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薄了過來，道：「給我住手，沒有出息的東西，不要給 
我丢人現眼了。」聽得那呼喝之聲，兩個藍衣人突然向後退了 一步。 

方昭也未進襲，收了長劍，抬頭望去。 

祇見一個六旬老人，身穿藍綢子棉袍，長髯如雪，飄垂胸前，正是淮陽派的掌門人， 

刀無敵萬長靑。 

兩個藍衣人抹去了臉上的汗珠，躬身一禮，道：「見 過師父。」 

萬長靑冷冷說道：「不知好歹的東西，我算白钕了你們一場，人家要殺你們•早就要了 
你們的命，還有臉和人家播鬥下去！」 

兩個藍衣人羞紅滿頰，一欠身，道：「弟子等無能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給我退下去！」 

兩個藍衣人應了一聲，退向師父背後。 

方昭目光轉動，祇見萬長靑身後，一字排列著四個人，年紀都在四十上下，每人背負雁 
翊刀，都是淮陽派中的精銳。一個年紀很輕的靑衣童子，懷中抱着一把九環金背大砍刀，這 
是江湖上很有名的一把刀，也是萬長靑仗以成名的兵刃。 

萬長靑抬抬手道：「閣下怎麼稱呼？」 


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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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昭笑一笑，道：「方昭 。 J 

萬長靑道： r 閣下在金燈門中排行第幾？」 

方昭道：「方老三。」 

萬長靑說道：「原來是方三爺，在下失敬了 。 J 
方昭道：「不敢當，見名如見人，閣下是淮陽派掌門/、萬老爺子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不敢當，方三爺適才敎訓小徒，蒙手下留情，老朽很感激 J 
方昭道：「兩位兄台刀法精純，在下祇是勉爲其力抵禦 。 J 
萬長靑道：「方三爺過謙了’老朽年紀老邁，但這雙老眼還不花’我看得很淸楚 。 J 
方昭笑一笑，未再答話。 

萬長靑輕輕咳了一聲，道..「老朽先謝過不殺小徒之情 。 J 
方昭道：「慚愧，慚愧。」 

萬長靑道.•「私情旣罷，老朽倒想請敎方三爺一件事了 。 J 
方昭道：「萬老爺子吩咐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老朽此番受人之邀而來，方三爺想是早知曉了？」 

方昭道：「這正是在下心中之疑，淮陽派和金燈門’素來是并水不犯河水，萬老爺子親 

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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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贵派精銳來此，頗有興師問罪之意，不知爲问故 ？ J 
萬長靑一鎖眉頭，道：「方三爺眞的不知道麼 ？ J 
方昭道：「在下如是知曉了，怎會推作不知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史家堡的史大官人，是不是贵門所殺？」 

方昭搖搖頭，道.•「不是。」 

萬長靑冷哼一聲，道：「史大官人對淮陽派三度有恩，手中執有淮陽派的護身金牌，貴 
門夜人史家堡，殺了史大官人，也等於是砸了咱們淮陽派的招牌，這件事，贵門準備如何對 
老夫交代？」 

方昭苦笑一下，道：「老爺子，無憑無據的，你怎能找上我們金燈門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老朽如是能够提出證物呢？」 

方昭道：「甚麼證物？ J 

萬長靑右手伸入懐中，取出一物，道：「這個，方三爺認識 麼？」 

方昭道：「認識，金燈門的金燈標誌 。 J 

萬長靑道：「這張搮誌，就留在史大官人的卧室之內，伴着這張金燈標誌的，就是史大 
官人的屍體 。 J 



方昭呆一呆，道：「史大官人確非金燈門所殺……」 

萬長靑接道：「這個金燈_誌，也非贵派所有了 ？ J _ I 
方昭道：「僳誌確是本門所有 。 J j 
萬長靑道：「是別人 fi 造的？」 一 
方昭搖搖頭，道：「不是。」 . | 
萬長靑道：「這就是了，金燈慄誌旣非別人 fi 造，它怎會跑到了史大官人的卧室中去， .1 
伴着那血淋淋的屍體 。 j 

方昭一時間想不出解說之詞，不禁爲之一呆。 

萬長靑道：「方三爺，金燈門在江湖上自稱爲替天行道，應該都是坦蕩君子，旣然敢殺 
人，爲甚麼不敢認賬？」 一 
方昭道：「老爺子，這中間必有誤會，本門自當給老爺子一個解澤。」 j 
萬長靑道：「行！方三爺如何解釋，.老朽洗耳恭聽。」 一 
方昭呆住了，一時間，他確實想不出如何解擇這件事情。 7 一 
萬長靑冷哼一聲，說道：「方三爺，你語塞了。」 .12' 
方昭道；「萬老爺子，此亊來得太過突然，在下確實一時之間想 T - 出適當的措詞，不 




過，金燈門的行動，在下全都知曉，史大官人是正人君子，我們爲甚麽要殺他？ !_• 

萬長靑道：「這就是老朽要問的亊，方三爺旣然無法回答，那就請讓讓路 。 J 
方昭道：「萬老爺子的意思是 …… J 

萬長靑道：「我要去見見資門的老大，要他給老朽一個交代。」 

方昭道：「老爺子，敝門老大就位不過數日，而且不是江湖人，也不會武功。」 

萬長靑道..「他還活着吧？而且也不是啞巴？」 

方昭道：「老爺子！」 

萬長靑厲墼喝道：「方老三，你無法解釋，又不讓去路，那是迫老夫硬閬了 。 J 
方昭道：「老爺子，今天來此找我金燈門的，似非止贵派 …… J 

萬長靑接道：「那是他們的事，和老夫無關，我祇要問明白，史大官人爲何被殺，是何 
人下手的 ？ J 

方昭道：「有些事，我雖然是不太明白，但我可以肯定的吿訴萬掌門人一聲，金燈門决 
沒有殺害史大官人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我要證明，我要很合理合情的解釋，空口白話無法叫老夫相信 。 J 
方昭笑一笑，道：「掌門人，方某人保證，一定會給貴派一個詳細的說明，祇不過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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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要有一點變動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怎麼說？」 

方昭道：「除了今天 ，贵 門中人可以選擇任何時間，來和金燈門中人交談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老夫很擔心一件亊。」 

方昭道：「你擔心甚麼亊 ？ j 

萬長靑道：「我擔心錯過了今天之後，很可能會找不到諸位了。」 

方昭道： 「萬 掌門人這樣說，可是怕我們跑了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就算你們跑到天涯海角，老夫也有辦法找到你們。」 

方昭道：「這就是了，那你還怕甚麼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我怕錯過了今天之後，諸位屍骨早寒了，我又如何和你們見面啊！」 

方昭仰天打個哈哈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非要搶先一步了 ？ J 

萬長靑道：「不鍺，老夫要搶先一步，我先替史大官人報仇 。 J 

方昭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聽 萬掌 門人的口氣，似是咱們已經用口舌解决不了。、」■ 

萬長靑道：「淮陽派在江湖上立足，一向是不欺人，但也不受人欺海，恩怨分明，是非 
淸楚，如若贵派無法解說內情，那就祇有遲老夫一個公道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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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昭道：「閣下步步進迫，方某人已退無可退了，今天咱們無法應命，萬，老爺子如是堅 
持不肯答允，那就祇有任憑閣下闖進去了。」 • 

萬長靑道：「方老三，話是你說的，可別怪老夫出手了。」他一揮右手，道：「給我 M 過. 
去。」隨着揮動的右手，兩個人影雙龍分水般由萬長靑的兩側閃了出來。兩道寒光交進合 
擊，有如一把巨剪。 

方昭一看兩人出刀的手法，已知遇上了勁敵，一吸氣疾退三步，長劍風擺祜荷，左右搖 
動，封開了兩柄合擊的雁翎刀。 

這兩人都是淮陽派中的一流高手，刀法精厲，合擊落空，不容對方還擊，立即刀招一 
變。兩把雁翊刀左送右擊，攻勢凌厲，祇見一團刀光。 

方昭長劍疾轉，有如瑞雪飛舞，和刀光糾結禳鬥一處。萬長靑冷眼旁觀，發覺方昭的剣 
招平實中，常有奇招突出。每每被雁翎刀迫入劣勢時，忽然間有兩招奇怪變化攻了出來，又 
搶回失去的平衡。萬長靑一皺眉頭，口齒啓動，欲言又止。 

不一刻工夫，雙方已搏鬥到五十餘合。 

他身側的 K 兩個隨行而來的壯漢，輕輕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去助兩位師兄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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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長靑未答應，也未阻 Itc 這就是默認，不反對的允准。 

兩個壯漢刷的一聲，抽出了雁翊刀合圍而上，這兩人加人了搏鬥之中，情勢立刻大變。 
這四個壯漢，都是萬長靑最滿«的弟子，也是淮陽派這一代中四個武功最强的人。 

這兩人一出手便形成了四人 a - 搏，威勢又自不同，多了兩個人，但增加的咸力却又不止 
是兩個人了。奇怪的是，方昭濁鬥兩人時保持了一個平分秋色、不勝不畋的局面，但獨鬥四 
人時，也是個不勝不畋的局面。 

儘管四把雁翊刀怒潮汹湧，合攻的刀光綿密如幕，但方昭却仍能應付過去。 

萬長靑愣住了，暗暗忖道：「看來金燈門下之人，果然是非同小可。」 

單是一個方老三，就抵住我淮陽門下四大金剛。 

原來這四個中年大漢都是淮陽門中四饀成就最好的弟子，號稱淮陽門下四大金剛。 

其實，方昭獨鬥四人是打得十分吃力的，祇是他盡置保持着外形的平靜，不讓人瞧出自 
己是在全力搏殺。 

這時，王俊突然大步走出了大廳，背手站在門口，高聲叫道：「老三！退下來。」 

自然，這不是王俊的主意，他根本就無法瞧出搏鬥的情形來，令諭雖然是他口中簿下 
來，但却是黃媚的主薰，黃媚看出了方昭吃力的情形，如讓他再搏下去，不出五十合，非敗 




在對方手中不可。 

聽得王俊的呼喝之聲，方昭立時全力反擊三劍。 

這三劍連環而出，如同一招，劍聚銀光，迫開了四人的合擊之勢，閃退五尺。 

王俊大聲說道：「老三，退回來啊 ！ J 

方昭一拱手，道：「萬掌門人，老大相召，兄弟要去聽命了。」 

萬長靑冷笑 j 聲，道：「方三爺，老夫也正要去見貴門老大。」 

他口中雖然强硬-但內心之中却是別有 一 種想法，忖道：「單是一個方老三，就力敵我 
淮陽門下四大金剛，金燈門中數兄弟，想來都非泛泛之輩了。」 

心中念頭轉動，人却序下未動。 

祇聽一個淸朗的聲音傳入耳際，道：「萬掌門人，也來興師問罪的麼？」 

萬長靑回頭望去，祇見說話的，正是武當派中三鶴之 - 的靑鶴道長。 

武當三鶴名噪江湖，靑鶴道長的年紀最輕，但却是劍招最爲辛辣的|個。 

萬長靑回頭一抱拳，道：「道長，也來找金燈門麼？」 

靑鶴道長說道：「不錯，金燈門這幾年鬧得太不像話，貧道受命來敎訓他們一番，而且 
也準備把幾個罪魁禍首押返武當，聽候掌門人的處置。」 



萬長靑呵呵一笑道：「是啊！目下贵派掌門人正是本届的武林盟主 C 」 

靑鶴傲然一笑，道：「如果敝掌門不在盟主之位，貧道也不會在這年節期間率人到此 

了 o 」 

萬長靑道：「金燈門這幾年確實太猖狂，如果不給他們一點敎訓，祇怕他們還要不濘的 
鬧下去了。」目光轉動，打 t 靑鹋一眼。 

祇見他身後，相隨着六個中年道人，都在三十五、六的年紀，那正是練武人最高成就的 
境界歲數。 

六個隨行道人各佩長釗，臉色 I 片職穆， I 望即知是極有成就的劍手。 

萬長靑點點頭，拱手說道.•「老朽來找金燈門，祇求瞭解昔年 一 段公案，旣是道長執法 
而來，老朽祇有奉讓了。」 

自和方昭一戰，萬長靑已然心中明白，單憑淮陽派的力董决無法對付金燈門。 

哪知靑鶴道長忽然謙虛起來，說道：「掌門人旣是和金燈門存有一段公案，自然也應該 
趁此了斷一下，貧道願爲助力，咱們一起去吧 ！ J 

萬長靑敝漱一怔，道：「道長說的是，咱們應該問個明白。」心中暗道.•「江湖傳說靑鶴 
躁急，看來傳言確不可信，單是這一手，非把淮陽派拖下渾水不可了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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靑鶴道長身佩長劍，黃色的劍鞘和宽大的道袍，輕飄飄的向前行去，神情十分隸洒。 

長靑緊隨在靑鶴道長的身側，步 II 十分沉重。靑鶴道長却是神態自若，步隳輕鬆。 

又行進了丈許左右，忽見人影一閃，兩個人攔住了去路。是干重和齊子川。 

靑鶴道長伸手摸了一下腰中的劍柄，冷冷說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」 

于重冷冷一笑道：「在下名干重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嗯！你是金燈門中的甚麼人 ？ J 
于重道：「于重，排行老 二！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閣下報名報得很淸楚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對武當三鹤，咱們一向十分敬重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好說！好說 ！ J 

于重說道：「道長大駕親臨，不知有何見敎 ？ J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聽說金燈門中的老大才是作主的人？」 

于重道：「不錯，不過若是不太重大的事，在下也可以作得.一點主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這是很大的事，祇怕非得贵門老大出面不可 。 J 
于重道：「可否讓在下試試看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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靑鶴道長道：「不用試，對贵門而言，這大槪是一椿前所未有的重大之亊了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哦！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閣下可知道，當今武林的盟主是甚麼人 ？ J 
于重道：「贵派掌門人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不錯，這一任的武林盟主是我們武當派，貧道正是受了武林盟主之命， 
特地來找费門=」 

于重道：「找我們金燈門？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找贵門，貧道有掌門命令在身，必須和贵門老大說說了。」 

于重冷笑一聱，道：「道長，旣是奉了盟主之命，想必是有爲而來了？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不錯，咱們的確是有爲而來 。 J 
于重道.•「道長準備如何對付金燈門？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貧道奉到的令諭是要把諸位押上武當山，聽候盟主的處置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咱們一無背棄武林正義，二無觸犯武林門規，爲甚麼要把我們押上武當山 
去？」 . 

靑鶴道長敵敝一笑道：「于二泱說得很有理，不過，貧道祇是奉命行事，押解諸位回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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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命，于二俠旣有道理，那就等見到了敝掌門再說不遲 。 J 
于重一皺眉頭，道：「道長，如果我們不肯去呢？」 

靑鶴道長點點頭，道：「想當然耳，貧道早已在預料之中了。」 

于重道：「道長的惫思是……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貧道的意思很明顯，如若贵門不肯遵從令諭，那祇有一途可循 。 J 
于重道：「願聞其詳 。 J 

靑鶊道長道：「彼此在武力上分個高低出來。」 

于重說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咱們是非打不可了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貧道執法，不畏强暴，贵門中人如果不肯隨貧道上山領罪，可能要後悔 
莫及 。 J 

于重臉色一粱，道：「道長，我們尊敬贵派，並不是害怕贵派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旣是如此，咱們就不用談下去了 。 J 
右手一擺，六個隨從道人刷的一聲抽出了長剣。 

于重神淸冷肅，道：「道長，眞的要動手麼？ J 

靑鶴道長點點頭，道：「武當三鶴出口的話一向不准铤更 ！ J 

^ Y 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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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看雙方就要展開一場搏鬥，突然王俊的聲音傳了過來，道：「老二，齊子川，請暫住 
手 . o 」 

于重一回頭，遗：「有甚麼吩咐？」 

王俊手執短劍，■站在大應門口之處，道：「快些回來！」 

于重怔了一怔，道：「爲甚麼？」 

王俊道：「咱們金燈門對老大之命一向遵從，我叫你們回來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好吧！小弟遵命就是。」口氣之中雖然不樂，但人却退回到大廳中去。 

靑鶴道長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萬掌門人，看來金燈門並不像傳言中那麼厲害了 。 J 
萬長靑道：「這就是所謂的見面不如聞名啊 ！ J 

靑鶴道長點點頭，又擧步向前行去。一面高聲說道：「金燈門中人聽着’貧道武當靑鹪 
奉了武林盟主的令諭，特來收服諸位，如不棄劍就縛者，格殺勿論。」說話之間，人已到了 
大聽前面。 j 
王俊仍然靜靜的站在原處未動’于重、方昭攔在了王俊的身前，蕭飛燕和黃媚，却分站 
在王俊的身側，言小秋獨自一涸，迎在五尺開外。祇聽他冷笑一聲，道：「站住！」 

靑鶴道長濘下了脚歩，道：「你是金燈門中的老幾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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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小秋道：「老四言小秋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言老四 。 J 
言小秋道：「不敢當 。 J 
靑鶴道長道：「你叫貧道序下？ J 
言小秋道：「不鍺！要你序下。」 

靑鶴道長冷笑一 S ，道：「好大的膽子，竟然對貧道如此無禮。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彼此旣是明目張瞻爲敵，實也用不着甚麼虛假手段了 。 J 
靑鶴道長冷冷說道：「言小秋，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，不見棺材不掉淚了。」 

言小秋道：「說的也是，在下一向天生硬骨，有這點怪睥氣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我自有辦法，能讓你改一改，動手！」 

兩涸佩劍道長應轚而去，把言小秋圍了起來。 

言小秋臉色冷聃，道：「靑鶴道長，兵刃無眼，若是眞的打起來，祇怕會有人觴亡 。 J 
靑鯓道長笑道：「把實力集中大門外面，保持着適當的距離，這法子不鍺啊—•」 

言小秋道：「道長，如是 j 對一的動手相搏，言某人决不找人幫忙 。 J 
靑鶴道長道：「貧道執法而來，用不着和你們說甚麼江湖規矩了，動手！」 



兩個道人應了一聲，刷的一轚長劍出鞘，兩道劍光直向言小秋刺了過去。 

就在兩 ' fa 道人長劍出鞘的同時，言小秋的長劍也同時出鞘。 

一道靑芒，疾閃而起。但聞噹的一墼，兩個道人手中的長剣被那靑芒一下子分！去。 
原來，言小秋這把剣完全是靑銅鑄造，剣身泛起了一片靑色光芒。封開了兩個道人的長 
劍之後，言小秋並未立刻邇手，却淡淡 一 笑，道：「道長，在下……」 

靑鶴道長冷冷接道：「旣然已兵刃相見，似乎用不着說條件了，給我殺。」 

兩個執劍道人應了一聲，長剣疾揮，連綿刺出，兩人攻勢快速，眨眼間各攻四劍。 

那武當派乃天下第一刻派，門中弟子都是千挑萬選的好資質。兩個道人又是靑鶴選出的 
好手，聯手合璧，雙劍如出水蛟龍一樣，剣光如電，各展精妙。 

言小秋手中的靑銅劍閃起了一道燿目的靑虹，捲飛在兩個道人的劍芒中，保持着一種穩 
定的平衡。兩個道人劍如急風驟雨，但言小秋却一直是那麼不慌不忙。 

雙方搏鬥了五十餘招，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。 

靑鶴道長一皺眉頭，道：「再上去兩個 ！ J 
又有兩個道長應聲而出，四柄劍，包圍了言小秋。 

王俊眼看四個人合打一個，不禁心中冒火，冷笑一轚，正要下令于重、方昭等迎戰-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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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黃媚示意咀止道：「大哥，四哥最擅防守，當年曾*-拒江北八虎八刀的圍襲，激戰三百 
招，未分勝敗 。 J • 
王俊皺皺眉頭說道：「四個打一個，那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？ J 

黃媚道：「大哥，世上不公平的事很多，所以才有我們這等人。 J 語聲一頓，又接道： 
「我們的人手太少，一向是以寡敵衆，四哥支持不住的時候，我會看得出來，自會報吿大哥 

派人助戰。」 

言小秋濁拒兩個人的攻勢時，保持個不勝不畋之局，但四個道人的台攻，竟也是同樣的 
局面。 

靑銅劍幻起了一片靑芒，守得联謹無比，四柄長劍仍然無法越過雷池一步。 

不多的工夫，雙方又搏鬥了五十餘招 C 

靑鶴道長愣住了，暗暗忖道：「這些劍手都是武當門下第 I 流的剐手，四個人聯袂的出 
手，威力要比兩個人增强了一倍，但對方竟仍能從容應付。」 

•忽然間，金燈門的地位在他心目中提高了很多。 

四個武當劍手久攻不下，心中也動了怒火，長嘯一轚，各出絕技，四把劍同時展開了迅 
若驚雷的攻勢，但見寒芒大盛，綿密聯台剣勢，佈成了一道劍網直罩下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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靑銅劍 一 柱擎天，幻起 一 片靑虹，但聞一陣金緻相觸的錚錚之墼，罩下的劍網忽然間散 
佈開去，像一片飄落的雪花，遇上了沸水熟氣，頓然間化作無形。劍氣斂收，寒芒消散，四 
個武當道人各執長剣肅然而立。每個人臉上都泛現出蒼白之色，顯然，這是全力一擊。 

言小秋手中執着長剣，瞼色却是一片平靜。但從外表看來，言小秋還未出盡全力 C 靑鶴 
道長臉上的狂傲之氣，至此已然完全消退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联肅之色。 

淮陽派的掌門人萬長靑，手中捧着大 7]- 臉色也是一 H - 凝重。 

顯然，他對金燈門的實力也要重新估計，暗自褻幸自己沒有濁自找上門來。 

靑鶴道長行到了言小秋的身前，低 S 說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，閣下高明得 很。」 

他口氣之中，已然大爲客氣。 

黃媚沉轚道：「大哥，喝退四哥，換我上去。」 

王俊還不大瞭解金燈門，但他賺隱覺得這五人之中，以黃媚和言小秋的武功最好。也許 
是于重、方昭都有絕技沒有施展出來。 

黃媚開了口，王俊祇好依言行事，高聲叫道：「老四回來，六妹去會會靑鶴道長！」 

言小秋緩緩說道：「本門大哥有命，在下失陪了 C J 忽然轉身向廳中行去。 

靑鶴道長道：「慢着，貧道還有話 ……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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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言小秋仿如未聞，仍然是緩步向前行去，連頭也未回一下。 ， 

靑鶴道長頓感到一種被人羞辱的怒火，冷笑一聲，接道：「站住！」 

但見人影一閃，嬌艷絕淪的黃媚已横身攔在靑鶴的身前，道：「道長，有甚麽話對我說 
也是一樣，敝門中戒規森鲅，對掌燈大哥之命，一向不敢稍有違背。」 

靑鶴道長並非好色之徒，但見了黃姑娘這般明媚，也有着眼睛一亮的感覺。 

他究是出身於正大門派的人，略一定神，恢蒗了鴻靜，緩緩說道：「那位言少兄很高 
明。」 

黃媚道：「道長誇獎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也許貴門中的作爲，確實都是替天行道的事，但江湖上對貴門確有很多 
不利的批評 。 J 

黃媚道：「江湖上的傳言並不可信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綠林道中人對贵門大都啣恨極深。」 ■ 

黃媚說道：「那更證明了我們的淸白 。 J 

靑鶴道長道：「但江湖中正大門派也有很多人對贵門不諒解，因此，吿狀到武當的稹案 
多逹數十件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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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媚道：「哦！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這一届的武林盟主由本派掌門當任，姑娘想必早已知道了。」 

黄媚道 ： n 一一年前，武林大會推舉贵派掌門主盟武林，現在已經過了三年多了！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上一屆武林大會修改了會章，每一届盟主的任期由三年改爲五年。」 

黄媚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貧道奉了掌門師兄之命，特來請贵門中人同往武當山上一行，辨明是非 
黑 白。」 

黃媚笑一笑，沒有答話。 

靑鶴道長接道：「本派掌門的武林盟主身份，乃天下武林大會通過，在武林之中自有檯 
威，這一點姑娘想是早已淸楚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這件事我沒有權力答覆，要我們掌燈大哥决定。」 

靑鶴道長接道：「好！那就請你們的掌門大哥和貧道答話。」 

黃媚笑一笑道：「道長，可否先聽聽小妹的私人看法呢 ？ J . 
靑鶴道長道：「姑娘請說。」 

黃媚道：「咱們金燈門沒有奉邀參加武林大會，那是說明了我們金燈門在武林中是漱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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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道罷了，亊實上，我們確是個小門派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但贵門在江湖中的聲望却是不小。」目光轉動，四顧了一眼，接道：「贵 
門中還有多少人？」 

黄媚道：「我說過是小門戶，上下祇不過六個人罷了。」 

靑鶴道長搖搖頭，道：「不可能吧 ？ J 

黃媚道：「千眞萬確，信不信那是道長的亊了。」 

靑鶴道長道.•「但江湖上溥說金燈門人手遍佈，大江南北都有你們的耳目，人數之多何 
止千名 。 J 、 ■ 

黃媚道：「武林中很多門派控吿我們爲非作歹，但本門中人個個都問心無愧 P 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貴門含寃莫白，何不隨貧道同往武當山上 j 行，向盟主說明內淸，也好 
由盟主昭吿天下，洗淸贵門的寃。」 

黄媚笑一笑道：「若是武林盟主眞能主持正義，咱們金燈門也不用在江湖中走動了 。 J 
靑鶴道長臉色一變，道：「女施主出言阐害敝掌門，不覺得太過放肆麼？」 

黄媚冷冷說道.•「我說的是實話，就算咱們掌燈大哥要見贵掌門，也用不着你道長把咱 
們押回去 …… J 




靑鶴道長冷冷接道：「姑娘的意思是 …… J 
黃媚道：「小妹先要向道長請敎一事 。 J 
靑鶴道長道：「請說。」 

黃媚道：「道長是以私人的身份捲入這場恩怨呢，還是奉了盟主之命而來？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自然是奉命而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小妹聽說， a 是以武林盟主的身份，拘提同道，須有兩個不可缺條件。」 
靑鶴道長道：「甚麼條件？」 

黃媚道：「一是原吿的狀本，二是拘提金牌，但不知道何人吿了我們金燈門？拘提金牌 
何在？」 

靑鶴道長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那要看宋人的身份，像貧道這樣身份的人，用不着拘提金牌 
和原吿狀本，照樣可以拘人，押回武當山聽候審訊。」 

黃媚道：「我明白 了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你明白甚麼？」 

黃媚道：「你是私自來此。」 . 
靑鶴道長道：「我現爲武林盟主座前三大護法之一，代爲巡守、執法，怎能算是私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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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媚淡淡一笑，回頭說道：「掌燈大哥，這老道士是私人行動，不是逞强好勝 * 爲人所 
用，就是受人挑撥而來，大哥，他該犯何罪？」 

王俊道：「蒙混營私，是非不明，應該給他一點敎訓了。」 

黃媚笑道：「靑鶴道長，你聽到了麼？我們掌燈大哥很仁慈，祇叫我敎訓你一頓就是， 
你想受些甚麼樣的敎訓，自己說吧 ！ J 

靑鶴道長道：「女施主利口如刀，休怪貧道無禮了。」 

黃媚笑一笑道：「照這樣說，你想和我打一架麼？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你是一個女流之辈，如何是我敵手，換一個人出來，貧道 …… J 
黃媚接道：「不用了，道長祇管出釗，你要客氣，我就先攻了 。 J 
說攻就攻，長剣一揚，刺向對方前胸。 

靑鶴道長祇覺那一劍的來勢若點若劈，竟然找不出它攻向的部位，不禁一呆，疾快的向 
後退了五尺。黃媚長劍一揚，仍然攻向前胸。 

和上次一樣，靑鶴道長仍然無法分辨出長劍刺出的部位，祇覺要閃開這一劍，十分困 
難，靑鶴道長又被迫退數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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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媚一連三劍都是用同一招式，攻向同一個部位。 

靑鶴道長也是用同一個辦法向後閃避，退開了一丈多遠。 

以武當三鶴在江湖上的威名，被這麼一個姑娘家三釗逼退了一丈多遠，實在是一件很丢 
人的大亊。果然，靑鶴道長避過了三剣之後，臉色大變。 

黄媚笑 一 笑，道：「我說過，我的劍招不太好讓避，閣下似乎是有些不信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姑娘-你要小心了。」 

話未落口，長劍已然遞上了。 ‘ 

武當派本爲江湖上著名的劍派，這靑鶴道長又是武當門下極爲傑出的人。 

剣招出手，有如倒掛天河，綿綿不絕的劍招變化，直攻而上。 

黃媚手中劍左封右刺，常常迫得靑鶴道長途中撤招，間中也有兵刃相撞的金鐵交鳴之 
聲。雙方交手三十招，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。但明眼人都已看出，黃媚是有意相讓。 

, 自然靑鶴道長心中也明白，攻出了第三十六剣之後，突然收劍而退，道：「金燈門中 
人，果然不凡，貧道領敎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道長心存謙讓，小妹感激不盡。」 

靑鶴道長笑一笑，道：「姑娘，今日之亊，貧道祇怕無法替姑娘掩蓋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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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媚道.•「掩蓋甚麼？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貧道要把這件事據實奉吿盟主，也就是本派的掌門人。」 

黃媚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可以，小妹祇有個請求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貧道能辦到麼？」 

黃媚道：「能够，而且也是你應該做的事。」 

靑鶴道長道：「那是甚麼事？」 

黃媚道.•「就把今日之事，據實奉吿盟主 。 J 
靑鶴道長笑一笑，道：「這個自然 。 J 
黃媚說道：「道長如果要走，恕小妹不送了 。 J 
話雖說得客氣，但詞意之中却無疑是在下逐客令。 

靑鶴道長借階下台，還劍人鞘道：「姑娘，貧道今日雖然不能把貴門中人帶走，回山覆 
命，但並不是說這件事就此完了 。 J 
黃媚 j 揮手道：「咱們隨時候敎 。 J 

靑鶴道長一轉身，道：「走！」帶着武當門下劍士快步而去。 

淮陽掌門人萬長靑帶着門下，緊隨靑鶴道長身後行去。 


黃媚冷冷說道：「萬掌門人，請留步。」 

萬長靑愣了一 .愣，濘下脚步。他乃一派門戶之長，若是不理會別人的呼叫，傳揚到江湖 
上去了，那可是一椿丢人事件。 

緩緩轉過了身子，萬長靑强自忍下心中的激動，道：「姑娘是找我 麼？」 

黃媚道：「不錯，正是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咱們素不相識，你找我作甚 麼？」 

黃媚道：，「你不是也奉了武林盟主之命來問罪本門吧 ？ J 
萬長靑道：「不是。」 

黃媚道：「那你來作甚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你們殺了我一位恩人！」 

黃媚道：「你要替他報仇？但不知報了沒有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沒有，在下發覺 t 門人人都有超人之能，所以，短短幾年就在江湖上閲出 
了名頭。」 

黃媚接道：「那是我們金燈門的事，不勞貴掌門人費心，萬掌門人大仇未報，那也不用 
急着走了。」 


萬長靑臉 frl 變，道：「姑娘要留下區區麽？」 

黃媚道：「留你下來，答覆我們掌燈大哥幾句話 。 J 

萬長靑道：「姑娘不敢留下武當劍士，却把麻煩找上了淮陽 派？」 

黃媚道：「不論你怎麼想，重要的是你必須留下來。」 

萬長靑仰天打個哈哈，道：「姑娘你好大的口氣，萬某人閒萵了大半輩子江湖，還沒有 
遇上過這樣的事。」 

黃媚道：「上得山多遇到虎，今天很不幸的叫你遇上了。」 

萬長靑伸手取過金背刀，平橫前胸，道：「你們先走，爲師繼後。」 

黃媚厲聲喝道：「萬掌門人，我已經說明了，諸位不聽從，休怪我手段拫辣了 。 J 
這時，隨同萬長靑而來的淮陽派弟子，已然快步向前行去。 

黄媚冷笑一聲，突然飛身而起一劍劈下。 

萬長靑大刀迎揮，橫向旁側一帶，希望一招敗敵，先把黃媚手中的長剣震飛。 

他手中金背刀沉重威猛，重達數十斤，希望憑仗手中的臂力，一刀震飛黃媚手中的兵 

刃。 

哪知刀劍相觸，祇响起一陣鏘然輕響，黄媚剣上的陰柔之力，竟然把萬長靑雄猛的刀上 

< 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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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完全卸去 C 黃媚劍勢貼刀下划，斬向萬長靑握刀的右手，猛吸一口氣，萬長靑忽然間向 
後退了三步。黃媚劍招疾變，一探腕間，隨着萬長靑向後的奔退之勢，直刺而出。這一 _就 
勢攻出，釗招快速，萬長靑竞然閃避不及，寒芒過處，穿透了萬長靑的握刀右惋。 

如果黃媚手中長劍 I 轉，萬長靑的右腕勢必被剣鋒校裂，但黃媚手下留情，停剣未動， 
道：「萬掌門人，委屈你留下來了。」左手一抬，點了萬長靑的穴道。 

這時，向前奔走的淮陽派弟子，眼看掌門師父被人生擒，個個轉身奔回，意圖搶救。 

但聽萬長靑冷厲的說道：「回去，爲師未回之前，你們代我行命，骹厲約束淮陽派中 
人，不許離開一步，違令者逐出門牆。」 

淮陽門下弟子但聽萬長靑一番厲喝之後，立刻回頭而去。 

黃媚低聲說道：「萬前辈，我們沒有海人之意，留下老前輩，祇是想查明眞相。」 

萬長靑說道：「外面的强敵還多，姑娘雖然勇冠三軍，祇怕你一人之力，也難是他們之 
敵。」 

黄媚低聲道：「掌門人，金燈門自出道以來， I 直和江湖上兇惡之徒不停的搏殺遇旋， 
我們一直在接受着冷酷的考驗，我們的人手不多，但是每一個都有經歷過兇險的情景，閣下 
可以放心，比目下處境還兇險的事，我們也經歷過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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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長靑哦了一聲，未再多一言。 

靑鶴道長的撤走、萬長靑的被擒，似乎對强敵的影响很大，所以不少人圍攏了上來，但152 
却沒有人再立刻衝上。黃媚也未再向外衝殺，雙方又形成了 一個對峙之局。 1 
黃媚扶着萬長靑行入大矓之中。 

這時，王俊懷抱金劍，端坐在鼸中一張太師椅上。 

黃媚扶着萬長靑在一張椅上坐下，道：「這是我們掌燈大哥，兩位談談吧！」 

萬長靑身上三處麻穴被點，祇失去了抗拒之力，但他的頭腦還可以想，口還能言。 

放下了萬長靑之後，黃媚嬌驅一閃，人又離開了大鼴。 

大廳中祇餘下萬長靑和王俊兩個人。 

王俊輕輕咳了一墼，緩緩說道：「萬掌門人，贵門派對本門似乎有很多成見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談不上甚麼成見，在下來找贵門中人，祇是替一位故舊報仇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你能够肯定那人是我們殺的麼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贵門有殺他的能力，也有這個溥言，所以，在下找上了贵門 。 J 
這時，蕭飛燕快步行了過來，蹲下身子，替萬長靑包紮傷口。 

萬長靑輕輕吁了一 口氣，接道：「不過，現在在下已經改變了看法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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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甚麼看法 ？ J 

萬長靑道：「金燈門中人的武功，大出在下的«料之外，所以，我覺得在下過去的看法 
也許锗了。」 

王俊道 ： 「哦！說說你現在的看 法。」 

萬長靑道..「以金燈門中人的武功，實也用不着暗施偸襲，就算明目張膽的找上門去丨 
也可以殺了他。」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金燈門的各種亊務，我祇能瞭解個十分之七、八，不過，在下可以 
奉吿掌門人的是，金燈門中若做錯了甚麼都會有一個交代。」 

萬長靑歎口氣道：「贵門的行動太神秘，所以江湖上有很多傳說對贵門十分不利 。 J 
王俊道.•「金燈門是個祇求心安、爲所當爲的組台，我們不想揚名於世，也不願爭利人 
間，進入金燈門的人都有一個志願，那就是奉獻自己，爲人間敝些有益珀亊 。 J 
萬長靑道：「好博大的思想！」 

王俊道：「萬掌門人，在下有亊請敎，不知可否據實見吿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掌燈人但請吩咐 ！ J 
王俊道：「我們的行動很隱密，諸位怎會找上此地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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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長靑道：「有人吿訴了諸位的行踪 。 J 

王俊道：「甚麼人？」154 
萬長靑道：「那人，那人……」說了半天，說不下去。 1 
王俊道：「萬掌門人，你不敢言明，可是有難言之隱？」 

萬長靑搖了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過那人的面目很平/ I ,在下無法說出他的特激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是甚麼樣一個人，你總該有些記億吧 ！ J 

萬長靑道：「一張很平凡的面目，一張很會說話的嘴，很詳細的說明了貴門的行踪，不 
過他的面目太平凡，平凡得找不出一點特激，所以在下無法說出他形貌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還有很多江湖同道，都在同一時間內趕來此地，是否也接到了通知呢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大槪是吧 ！ J 

王俊道：「江湖上好像是有一個規矩，在過年之時，不掛刀用劍，不開殺戒，但諸位却 
在過年之時趕來此地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江湖上確有這麼一個規矩，至少要過了元宵節才能佩刀掛剣，行走江湖， 

但是對你們金燈門來說，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爲甚麼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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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長靑道：「因爲贵門一向行踪神秘，有如見首不見尾的神龍，那就沒有法子計 較年節 
了 o 」 

王俊道：「唉！萬兄，在下有件事不明白，想請敎萬兄 了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不敢當，王兄請吩咐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我們金燈門自信沒有作過甚麼爲害人間的事，爲甚麼正邪兩道中人，都對我 
們存着很强烈的仇恨之心 ？ J 

萬長靑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這中間的道理，在下也不能肯定的回答是甚麼。但贵門做事 
一向不留餘地，再加上行踪神秘，造成了江湖一股怪流，這也許就是正邪兩道都不能和贵門 
和平相處的原因了 。 J 

王俊笑笑道：「萬兄，這一次包圍敝門的人不少吧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相當的多，不過，除武當的劍士之外，還有很多正大門戶中人，不下六、 
七十位之多 . 」 

王俊接道：「他們爲甚麼不見攻來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因爲武當派是這一屆的武林盟主，所以大家都讓了他們三分，目下武當派 
人已撤走，其他的門派是否會立刻發動，在下就無法斷言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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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责門问以先行出手呢？」 

萬長靑赧然地道：「因爲在下報的是私仇……」似是突然間，想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亊，156 
口氣一變，接道：「掌燈人，在下來此之前曾聽說，少林寺也有兩位大師趕到，但他們爲何1 
來此，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。 j 

王俊閉目沉思了 . 陣，說道：「萬掌門人，你覺得金燈門目下的處境如何 ？ j 
萬長靑還未來得及答話，聽外已傳來兵刃交擊和厲喝之轚。 

萬長靑輕軽吁一口氣，緩緩接道：「又打上了！」 

王俊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亊，有些情不自禁的問道：「萬掌門人，轉外打得很激烈吧 ？ j 
萬長靑漱隞一怔，道：「掌燈人，你聽不出來麼？」 

王俊道：「在下不會武功。」 

萬長靑怔了 一怔，說道：「掌燈人不會武功？」 

王俊笑笑，道：「萬掌門人可是覺得很奇怪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確實有些奇怪。」忽然哈哈一笑，接道：「掌燈人，你的武功大約已到了不 
着皮相的境界，在下確實有些看不出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那是在下根本不會武功，所以，你瞧不出來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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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長靑道：「贵掌燈人饔下，個個如生龍活虎，掌燈人的武功，自然是更爲高明了 。 J 
王俊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在下希望萬掌門人相信，我眞的不會武功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哦！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萬掌門人，你看這一場搏鬥下來，會是甚麼樣的結果？ J 
萬長靑凝神傾聽了一陣，道：「這個很難說了，目下打鬥得非常激烈 。 J 
王俊道：「聽兵匁相擊之聲，似是邇在展開一場混戰 。 J 

萬長靑道.•「贵門中人的武功，似是極爲高强，但來的人手太多，祇怕很難避免鬧出流 
血慘事了 。 J 

王俊道：「我也正爲此擔心，覺得這一戰可能造成不堪收拾之局 。 J 
忽見人影~閃，剛剛替萬長靑包好阑口的蕭飛燕，突然又去而復返，道：「大哥，敵勢 
强大，外面搏殺漱烈，三哥身受四處刀觴，六妹動了怒火，已劍劈七敵，正在大開殺戒。」 
王俊一皺眉頭，道：「老二呢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二哥和齊老並肩拒敵，也祇是力堪自保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四弟呢 ？ J 

蕭飛燕道：「四哥剛調息完畢，接替了小妹，但他一面力拒强敵，一面還要顧及三哥， 




在攻勢上大打折扣 。 J 

王俊道：「去叫老三下來休息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三哥裹海苦戰，堅不肯退，看來要大哥下令，他才會退下來了。」 

王俊哦了一聲，站起身子。 

萬長靑輕輕吁了 一口氣，道：「掌燈人，老朽可否也去瞧瞧？」 

王俊略一沉吟，道：「好！五妹，解開萬掌門人的穴道。」 

蕭飛燕怔了一怔，遲疑地道：「大哥！這個 …… J 

王俊接道：「我說，解開他的穴道 ！ J 

蕭飛燕不敢再出口反駁，應了一聲，解開了萬長靑的穴道。 

萬長靑望了王俊手中的短劍一眼，道：「掌燈人這樣相信萬某，萬某人很感激。」 

王俊道：「萬掌門，不用客氣，咱們去吧。 J 舉步向前行去。 

萬長靑緊隨在王俊身後，向外行去。 

這時，整個的搏殺已經移到了大聽外面，于重和齊子川聯手拒敵，擋住了左面的攻勢； 
言小秋和方昭守着右面方位•，黃媚濁擋正面，力擋强敵的攻勢。地面鮮血淋漓，橫七豎八躺 
了一地屍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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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昭的庵勢不輕，半個下身都 1 鮮血染礤，但他仍然在奮力苦戰。 

王俊大喝一轚，道：「老三，回來 。 J 

方昭疾攻一劍，向後退去。 % 
言小秋劍勢攘展，把方昭留下的空隙完全補了起來，方昭退到了聽門口處，一 欠身， 
道：「見過掌燈大哥。」 

他身上受了四處刀 ff ， 肌肉翻裂，鲜血仍不濘的向下流着= 

蕭飛燕迅快的取出金創藥，包紮起方昭的海勢，道：「三哥，你失血太多，快去坐息一 
下。」 

方昭苦笑一下，道：「這點吱肉之海，我還可以撑得住，金燈門遇上了從未有過的苦 
戰，我怎能逃避不管？」 

王俊冷冷說道：「你你勢很重，上陣動手，還要別人分心照額哩，快去休息一下吧！」他 
已逐漸體會到金燈門掌燈大哥應具有的權威。 

方昭應了一聲，行入廳中。蕭飛燕沒有出陣助戰，但却仗剣站在聽門外面。看樣子，她 
是志在保護王俊和堵擊漏網而入的敵人。 

這時候場中的搏殺，無法指點，祇好任他們激鬥下去。 





但萬長靑目睹現在慘烈的搏殺，却看得暗暗心驚，這個縱携江湖的神秘組合’人 數如此 
之少，武功却是如此高强。 i 

但聞王俊緩緩說道：「萬掌門人’這些參與這場惡鬥的都是甚麼身份？似乎 不是.來自一 
處 ？ J 

萬長靑道彳「他們本就非同|門派的人’這些人的身份似乎十分複雜，有些是江洋大 
盜、綠林悍匪，但也有各大門派中 人。」 伸手指着一個手握雙刀’攻勢兇 猛的大 漢， 接道： 
「掌燈人，瞧到了他麼？那是湘鄂兩省中很有名的大盜雙刀花平。」 

王俊凝目望去’祇見他雙刀飛舞’有如瑞雪冷芒’攻勢猛烈，在圍攻言小秋的惡鬥中， 
是一股主攻的力量。 

王俊道：「這人在江湖中聲名如何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旣稱大盜，自非好人’但他是那種盜亦有道的人，定有三不搶的規矩。」 

王俊道.•「哪三不搶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忠臣義士不搶，孤兒寡婦不搶，孝子善人不搶。」 

王俊道：「萬掌門人，這麼說來，他不算壞人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打家劫舍，搶劫度日，自然不能算是好人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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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這等人，盜中有道，非好非壞，我們應該如何對付？」 

萬長靑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祇能說他惡跡雖著，不是十惡不赦之徒，但搶劫生涯之中， 
殺人放火不計其數，如論王法，那是定殺不赦的罪了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四哥對他的底細大槪也很淸楚，所以，對他一直有些手下留淸，不肯對他 
下毒手。」 

萬長靑哦了一聲，沒有接口。 

這時，言小秋正受着七、八個人的圍攻，其中以花平的攻勢最爲凌厲。 

王俊道：「這個人攻勢兇猛，照萬掌門的說法，也不用對他手下留情了。」 

祇聽搏殺中的言小秋高轚說道：「小弟謹領大哥的令諭。」剣法忽然一變，寒芒飛繞中， 
飛起了 一 顆人頭——是雙刀花平的頭。 

人頭直飛起兩、三丈高，然後跌落在地上。 

花平忽然被殺，使得圍攻右路的羣匪，都爲之心神一震。兇猛的攻勢頓時濘了下來。 
這一路，都是中原道上的綠林人物結合。得勝時各逞神威，攻勢兇厲無匹.，但一旦落 
敗，却都一哄而散，各奔東西。 

雙刀花平之死，使他們感覺到金燈門中人物的厲害，至少，誰的攻勢太過兇猛，誰就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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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要先死。這些人已有私心-立刻形成了一股散夥形勢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大家向後退去， 
片刻工夫，人都倒退了一丈開外。 

强敵三面攻勢，本以右面最爲危急，但却未料到-竟是右面先行解决。 

萬長靑暗暗嘆息；轚，忖道 • L 這金燈門中人，不知是一個甚麼樣子的來路，怎的每個 
人的武功都如此高强。」 

但聞黃媚的轚音，傳了過來，道：「大哥，這些人攻勢惡毒，甚麼手段都使得出來，可 
惡至極，小妹要忍不住殺人了，還要大哥示下 。 J 

萬長靑回顧了王俊一眼，說道：「掌燈人，對陣搏殺，動手拚命，難道也要王兄的决定 
麼？」 

還未得王俊回答，蕭飛燕已搶先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們金燈門有這麼 I 個規矩，凡是大哥 
在場的事，都是大哥作主，如果大哥不在，以六妹的性格，至少又殺了三、四個人 。 J 

王俊道：「十幾個人圍攻一個女子，老實說，已經失去江湖英雄本色，六妹也不用手下 
留情 了。」 

祇聽黃媚的笑轚，傳了過來-道：「多謝大哥。」劍勢忽然一铤。 

但見寒芒流轉，奇招檐出，慘叫之轚，薄了過來，不過一刻工夫，被黄媚活劈了一個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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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殺了一個，中劍受海者， K 有三人。 

這一下反擊的疾攻快斬，一下子擊溃了中間一些人的鬥志，倏忽間，全都向後退開一丈 
四五。 

黃媚抹去劍上血跡，還劍人鞘，望着那些後退一丈開外的人，冷漢對峙。 

這時，祇餘下左側還在展開着一場激 ?!{ 的搏殺，齊子 III 和干重聯手把門 m 封閉得天衣無 
縫。任是强敵數度猛攻，仍然難越雷池一步。 

萬長靑眼看到金燈門以寡擊衆的成績，心中暗暗佩服，但有一點不解的是，金燈門掌燈 
大哥有着無比的權威，但武功最好的，却是倒數上來，最年輕美艷的黃媚，她似是六人之中 
武功最强的高手。祇覺個中疑寶重重，但却又想不出何以如此。 

心念轉動之間，忽然一聲佛號傳了過來，道：「諸位暫請住手，老衲有事請敎。」說話的 
是一個身着紅色袈裟，年約五旬的大和尙。 

搏鬥中的人聞聲濘手，各自向後退了兩步。 

凝目望去，祇見那紅色袈裟的曾侶面色冷肅，腰間佩著一把戒刀。 

萬長靑低聲問道：「王兄，你認識這個人麼？」 

王俊搖搖頭，道：「不認識，這位大師父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？」 . 




萬長靑道：「少林寺中的有名人物，非凡大師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非凡大師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非凡大師在武林中很有名氣，也很受武林同道敬 重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常聽人說，少林和尙都是好人，這和尙也不會是壞人了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非凡大師是目下少林寺中的外事總管，凡是少林寺對外事務，都由他出面 
調濘，聽說他極得少林寺掌門人的器重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如果掌門人對他沒有足够的信任，他又怎會具有處理事情的能力。」 

萬長靑敝敝一笑-低 S 道：「掌燈人說的是…… J 語 S 1頓，接道：「非凡大師處 亊的能 
力，除了少林門派的人支持之外，主要還是靠他自己的一身武功和豐富的江湖經驗，在下知 
曉少林寺中有人趕來，但却未料到趕來的竟是非凡大師。」 

王俊道：「聽閣下的口氣，對那非凡大師的爲人十分敬重了。」 

萬長靑點點頭，道：「江湖上對非凡大師的一般評論很公正。」 

王俊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聽閣下的口氣似乎是不敢肯定這件事情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在下眞是不太敢肯定這件事情，因爲，贵門給在下的敎訓太大了 C 」 

王俊道：「本門給閣下甚麼敎訓？」 

VT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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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長靑道： 「 il 湖上把貴門傳說得很壞、很壞，直到在下見到贵門之後，才發覺江湖上 
的傳言不是那麼回事，貴門竟然是一個完全維護武林正義的組合。」 

王俊歎口氣，道：「萬掌門人，江湖上的是非太多，，行走不易。」 

這時，非凡大師已經行到了雙方搏殺的場中，高聲說道：「哪一 &是金燈門的掌燈人？」 
于重回顧了王俊一眼，欲言又止。 

王俊一挺胸，道：「在下是金燈門的掌門人。」 

非凡大師打置了王俊一眼，一合掌，緩緩說道：「老衲少林非凡，見過掌燈人。」 

王俊一抱拳，道：「不敢當，在下王俊，敢問大師有甚麼吩咐？」 / 

非凡大師道：「老衲適才見過了武當派的靑鶴道長。」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那靑鶴道長和大師說些甚麼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老衲1想聲明一下老衲的另一重身份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在下洗耳恭 聽。」 ， 

非凡大師道：「老衲應本届武林盟主之聘，出任了這一届武林盟主的總護法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哦！總護法。」 

原來，被推擧出來的武林盟主，可以在天下各大門派中選聘護法，總數八人，再由八人 




中推出 一 人爲總護法 C 

少林非凡大師被武當掌門人聘爲護法，又被八大護法推爲總護法。 

能被武林盟主聘爲護法的人，自然都是各門各派中的精英高手。 

但王俊不知道這些規矩，也不知盟主座前，身爲護法的權位、身份。 

非凡大師長眉敞漱一揚道：「老衲以武忭盟主座前總護法的身份和閣下論事，不知够不 
够這個條件？」 

于重接道：「大哥，盟主座前總護法，有權排解 il 湖上任问紛爭，咱金燈門要好好接待 
才是。」 

王俊點點頭，一拱手，道：「大師有何見敎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贵門此番行動，早已在盟主的預料之中，所以老衲是奉了盟主的令諭趕 
來此地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大師的意思是……」 

非凡大師笑一笑，道：「金燈門在江湖上的作舄，姑不論是對是錯，但貴門不以章法行 
事，大大達背了武林中的規戒 。 J 
王俊道：「那將如何呢 ？ J 





A t ^ 

非凡大師合掌說道：「這就要看掌燈人的 * 思了 ！」 

王俊冷笑一聲道：「我！我想本門所作所爲仰不愧天，俯不怍地-實在想不出有任何錯 
失。」 

非凡大師臉色敝變，道：「這數十年來，江湖上能够保持了 一個粗安平靜之局，都是因 
爲近年來，各屆盟主殫精竭力維護之功，自然，各大門派世家能够合作，也是重要原因，鬥 
派之間有了爭執，大都能遵從盟主裁决，唯獨贵門我行我索，不知令諭，行踪飄忽，却又1 
及大江南北，經過之處，血染黃沙，鬧出了無數的流血慘這一點，我想贵門早已心中明 
白了 O 」 

王俊確實明白，那就是義理兩字，笑一笑，緩緩說道：「金燈門所作之事，就王俊所 
知，無一不是光明磊落，斬奸除惡的擧動，對於義理兩字，全無虧負，在下實也想不出我們 
有甚麼錯失 。 J 

非凡大師臉色一沉，道：「但江湖上有不少吿了贵門，盟主也 t 令諭我等追査贵門行 
踪，準備邀請貴門中爲首之人親上武當說明內淸，但却一直無法尋找到贵門中人的行踪，如 
今總算被老衲尋得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哦！」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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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凡大師道：「所以，老衲希望贵門派中人，能眵隨老衲同往武當一行，面見盟主，辨 
明是非。 j 168 

王俊道：「這個，這個 . 」 1 

回顧了于重一眼，接道：「老二，咱們應該如何？」 

于重道：「照理說，咱們應該同往武當一行，不過，此間亊情未了……」 

非凡大師冷冷接道：「老衲如未見着諸位時，諸位盡可借故推託，但被老衲碰上了，老 
衲自然不能輕輕放過，任諸位離去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二弟，武林盟主，可是當眞的有櫃管咱們？」 

于重道：「盟主爲天下武林同道推選，就亊而言，確有管理咱們之權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二弟，咱們金燈門作爲的亊，沒有不能見諸天日的吧 ？ j 
于重道：「沒 有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好！旣然如此，咱們爲甚麼不上武當山去面見盟主。」 

于重道：「道理上說，咱們確也該到武當山上一行 。 J 

非凡大師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善哉！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盟主賢明，必有公斷。」 

王俊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好！在下答允同上武當山一行，朁見盟主，但望大師能寬限咱 






們幾日，過了年節定當趕往答辯對質，以明是非 。 J 

非凡大師搖搖頭，道：「掌門人，老衲十分抱歡，恐怕不能等候諸位過年節了 。 J 回顧了 
I 眼，接道：「諸位施主知嗅過年，但這四週之人哪一個不知年節？他們大背常情，千里趕 
來聚集於此，又有何人能過上一個安樂年節？這些人不下數十位，大都是和貴門有著深仇大 
恨的人，他們能棄年節不過，貴門爲问不能 ？ J 

王俊無法决定了，歎口氣道：「大師，此亊關係到金燈門的聲譽，恕我無法作主，我要 
和幾位兄弟們商量一下，再回答大師如问？」 

非凡大師點點頭，道：「好！老衲命他們退出十丈，諸位好好商議一番，一個時辰之 
後，老衲再來聽候回音如问？」 

王俊一揮手，道：「一個時辰之後，在下自有答覆 。 J 

非凡大師回顧了羣豪一眼，萵聲說道：「諸位如肯接受本座調解的，那就後退十丈，如 
不願接受本座調解，請留原地不動 。 J 

話 S 甫落，人人向後退去，竟無一人留在當場。 

非凡大師望着地上檐陳的六具屍體，和五個痛苦呻吟不絕之人，暗暗歎息一轚，伸手點 
了海者穴道，先替他們止了血，然後，才挾着退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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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宅大廳之外，祇餘下了金燈門中人。 

王俊並未退人鼴中，就在大廳外面，■把于重等召集一處，道：「二弟-目下情境，咱們 
應該如何 ？ J 

于重道：「大哥的«思呢？」 

王俊說道：「國有法，家有規，江湖上旣然有了這麼一個組合，咱們就得聽他們的，對 

麼？」 

于重沉吟了一陣道：「大哥說得有理=」 

黃媚淸脆如鷲的聲音，婉轉耳際，道：「大哥，小妹覺得咱們不能到武當山去 。 J 
王俊接道：「爲甚 麼？」 

黃媚道：「咱們若上武當山面見這 I 届武林盟主，必然交出兵刃束手就縛 。 J 
王俊道：「崇法認罪，辨明是非，以還我淸白，自然要聽命行亊 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聽說武當掌門是 I 位很有修養的人，武功、德望，都受着武林同道的敬重 r 
不過，這裏還有着太多的可疑，咱們不能上別人之當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六妹的 . t 思是……」 

黃媚道：「我想這中間最可疑的一點是這些人怎麼知道了我們的行踪？又怎會這麼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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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把人集中於此 ？ J 

王俊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這情形確然是可疑，這些人放着年節不過，全都找來此地， 
是巧合！」 

黃媚說道：「依小妹的看法，這是有計劃佈置的一個陷阱，那位張員外是其中的主謀 f 
1 o J 

王俊道：「嗯！如非爲了救他，咱們也不會全部集中於此 了。」 

黃媚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岍以，小妹覺得晋謁武林盟主事應該從長計議 。 J 
王俊道：「六妹，這和晋見武林盟主有甚麼關係呢 ？ J 

黃媚道：「大哥，咱們若緊隨那位護法去見武林盟主，第一件事，必須要交出兵刃束手 
就縛，才能登上武當山 C 」 

王俊道：「交出兵刃？」 

黃媚道：「是！交出兵刃，咱們都變成了赤手空拳，一旦遇襲，如何拒敵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咱們是被吿，照規矩，咱們還要戴上一種刑具 。 J 
王俊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還要戴刑具，甚麼樣的刑具？」 . 
言小秋道：「聽說，那是一種專門設計的刑具，用來對付武林中人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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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這就得從長計議了 y 」 

黄媚道：「大哥，若一定要上武當山，咱們也不能放下兵刃、戴上刑具，如 I 旦被人狙 
殺，祇有送命的份兒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咱們如果不上武當山，那又是一個甚麼樣的後果呢？」 

于重回顧了萬長靑一眼，道：「咱們從來沒有參加過武林大會，也沒有推選過武林盟 
主，有個甚麼樣的結果，小弟也不太淸楚，萬掌門人，你是一派掌門的身份，想來定然知曉 
後果了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老朽知道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可否見吿呢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掌燈人想知曉內情，在下怎敢不言？」 

王俊道：「在下洗耳恭聽。」 

萬長靑猶豫了一下，才緩緩說道：「如果不服裁决，那就等於背叛了武林盟主-整個武 
林同道，都會變成了敵人，天下雖大，可以說沒有立足之地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武林盟主決定的事，是不是公平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到目前爲止，經裁决的糾紛不下百餘件，大體上都還能叫人心服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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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又問道：「這一届武林盟主的爲人如何 ？ J 

萬長靑道：「武當派掌門人是一位修養有素，宅心忠 )? 的人，江湖上之人對他都很敬 
仰 。 J 

王俊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他很受愛戴了。」 

萬長靑道：「他是個好盟主，斷事精明，爲人正道，唯一的缺憾，他很少在江湖上走 
動，對江湖上的事倩知得太少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那將如何？」 

萬長靑沉吟了 一陣，說道：「如此一來，一旦遇上複雜的事務，無法借重經驗，倘祇從 
情理方面去論斷是非，那就難免有所偏差了。」 

王俊說道.•「人情在理的亊，怎麼還有偏差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江湖上事務龐雜，有些事單從表面上看是千眞萬確，一無差錯，但事■實經 
過却又不是那麼回事，這一點非有很豐富的江湖經驗，就難作論斷了 。 J 
王俊說道：「非凡大師的總護法是眞是假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這個，在下倒可以向諸位保證，非凡大師是千眞萬確的總護法。」 

王俊道：「萬掌門人，那個總護法的身份在江湖上有多大的權威？」 



萬長靑道：「總護法有捜證、抓人的大權 C 」 

王俊道：「厲害啊！如果被抓之人不肯聽從呢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這就是關鍵所在了，身任總護法的人如沒有相當的武功和名望，這個總護 
法就幹得很辛苦，所以，武當派掌門人再度被選爲武林盟主之後，就提出了條件，由非凡大 
師出任總護法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非凡大師的武功十分高强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不錯，十分高强，在當今少林高僧之中，非凡是一位很傑出的人物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如果我們不答允非凡總護法的條件，勢必鬧成不可開交的局面了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這個，在下就無法說了。」 

王俊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六妹，看來此事十分重大，咱們不能輕率從事。」 

黃媚嘆息一聲，道：「依大哥的意思呢？ J 

王俊道：「咱們金燈門所作所爲，即是義快的本份，實沒有甚麼不可吿人之處，又何懼 
見那武林盟主？」 

蕭飛燕低墼道：「大哥，若咱們放下兵器，戴上了刑具之後，咱們却不能得到公平的審 
判，那時又將如何呢？」 

X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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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我會和非凡大師談好條件 。 J 
黃媚還待接口，却被于重示意阻止。 




中途被劫 

非凡大師很守約定，依時而至。他身披袈裟，大袖飄飄，赤手空拳而來。 

王俊迎於大門外，于重等簟豪，却列隊於王俊的身後。 

王俊一抱拳，緩緩說道：「大師，在下等自信所爲，或有干犯王法律令之處，但自信所 
爲都是義快行爲 。 J 

非凡大師台掌宣了一聲佛號，道：「掌燈人旣然有此信念，何不同行一見武林盟主，明 
辨是非 ？ J 

王俊道：「大師德高望重 ，} 言九鼎，在下希望能得大師 I 些保 證。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甚麼保證？」 

王俊道：「第一，我們能得公平審判。」 

非凡大師道.■「武林盟主，賢明精幹，貧僧倒是可以保證諸位有足夠的時間，提出辯白 
解說，雙方對質 o J 

王俊道：「第二，我們不能戴上刑具，我們要有自保的能力 。 J 

非凡大師道：「這個麼，老衲不便答允，需知武林盟主對待天下的武林同道，執法如 



1 ，決不能有所偏袒不同。」 

王俊一皺眉頭道：「總護法不答應了 ？ J 
非凡大師道：「不能，不過……」 

王俊接道：「不過甚麼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老衲可以答允你保暉安全，直到見過盟主爲止 。 J 
王俊道：「見到盟主之後呢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那就不是老衲所能擔負的责任了，諸&有寃屈可向盟主申訴。」 

王俊道：「祇有盟主一個聽我們的爭論辯說麼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不論盟主是一位如何公道的人，一人斷事難免有過於主觀之嫌，所以執 
法堂的審判大會，除了盟主以外，邇有八位聽證人，這些都是武林中一向認爲公道的人 。 J 
王俊道：「那是說連同盟主，一共有九個人了。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正是如此 。 J 
王俊道：「大師可是聽證人中之一 ? J 
非凡大師道：「老衲不是，老衲是執法的人。」 

王俊輕輕矸一口氣，道：「大師，如果我們不答應呢？」 




非凡大師皺皺眉頭，道：「不答應，對資門將是很大的不利，不論你們含寃多深，將 # 
永遠無法申訴了。」 

王俊哦了一聲，道：「大師，可否能說得明白一些 ？ J 

非凡大師道：「就依老衲而言吧，我相信諸位都是滿懷正義的人，但如藐視老衲的執法 
行爲，有理也變成無理，那時贵門處境當然是一個和天下武林抗拒的局面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大師也不會枚過我們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自然，老衲非出手不可，就算貴門能和老衲對抗，但却無法和天下各大 
門派對壘 。 J 

王俊道：「武林盟主眞的能號召天下武林門派一齊和我們爲敵 ？ J 

非凡大師道：「不錯，這一届武林盟主的個人聲望已受天下敬仰，再加近來各門派已很 
重視這個武林分辯是非的組合，所以，組成一個執法會。這是各大門派出精英高手組成，人 
數之多，决非任问一個門派所能抗拒。除此之外，盟主一道令牌，天下各大門派，都將遣出 
高手，搜索抗令之人。」 

王俊歎口氣，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天下之大也沒有我們容身之地了 。 J 

非凡道：「這幾年，武林中很少糾紛、搏殺，其故即在此，任何人都不敢抗拒武林盟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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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法的人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大師，這都是後果，但不知道眼下的局面呢 ？ J 

非凡大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老衲旣是總護法，也不容諸位抗命不理，我隨來有 四位護 
法，諸位至少要先殺了我們五人，才能有逃走的機 會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一定要殺了才行？ J 

非凡大師道：「不錯，老衲本人執法，不同一般的比武過招，我們一動手，非要擒 瘦諸 
位不可，諸位抗拒，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。而且，執法會有條很冷酷的規定，那就是我 
們如不能拘回抗命的人時，也要帶他的屍體回去覆命 。 J 

語聲一頓，接道：「就算諸位能夠通過老衲這一關，也無法逃過天下各大門派的緝拿， 
想想看，以金燈門的實力，眞能和天下武林對抗麼 ？ J 

王俊沉吟了良久，目光轉注到于重的身上，道：「二弟，咱們應該如何 ？ J 
言小秋突然接口道：「大哥，非凡大師德高望重，咱們金燈門又沒有作過甚麼見不得天 
日的事，小弟之意，非凡大師能給咱們一種保證時，咱們應該到武當山上一行 。 J 

于重輕輕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大哥，金燈門成立數十年，從來沒有碰過如此重大的事 ，這 
件事要大哥决定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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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好難的決定！」 

目光突然轉到萬長靑身上，接道：「掌門人，在下擬領敎一事。」 

萬長靑對金燈門中人，已生出了很强的佩服之心，道：「掌燈人請吩咐。」 

王俊一字一句的說道：「非凡大師的爲人如问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很受武林同道愛戴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他能守信諾麼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一言如山，决不改變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我們雙方對答之言，掌門人都聽到了 ？ J 
萬長靑道：「字字人耳 。 J 

王俊道：「掌門人是否願 .t 隨同一行，也好替我們作涸見證 ？ J 
萬長靑道：「這個，這個……」 

非凡大師一合掌，接道：「就老衲暗訪所得，金燈門確是個陝義組合，掌門人如有暇方 
便，何不同赴武當山一行？」 

萬長靑道：「好吧！旣然掌燈人和大師都看得起我萬長靑，在下祇好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 
王俊目光又轉到了齊子川的身上，接道：「齊老，你請便吧！敝門很感激你的幫助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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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子川道：「老朽這條命是贵門所救，如非貴門援手，齊子川早已身化塵土，老朽願和 
諸位同往武當山一行，作個證人。」 

王俊回顧了非凡大師一眼，道：「大師，方便麼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方便，若贵門在聽證大會上能夠提出人證，盟主還要溥諭求證，能由證 
人同行，老衲更是馱迎萬分。」 

王俊仰面望天，緩緩說道：「我這决定，也許有違金燈門的傳統，但金燈門旣1武林一 
脈，我們也不能永遠濁行其是，我們該把自己的事交給武林盟主，由他去作這些事，也可以 
免去別人對金燈門的誤會。」 

目光由于重黃媚等臉上掠過，道：「諸位賢弟，腎妹，放下兵器吧 ！ J 
當先把手片的短劍，遞給非凡大師。 

非凡大師接過短劍，單掌立胸，道..「施主好明智的决定啊！老衲佩服得很 。 J 
于重、方昭、言小秋、蕭飛燕、黃媚依序交上兵器。 

非凡大師一 一接過，道：「但得諸位無罪離開武當山時，老衲立當原物奉還。」口中雖在 
說話，右手却去接齊子川手中的拐杖。 

王俊急急說道：「齊老不是本門中人，不受此限制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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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凡大師嗯了一聲，道：「象燈人，他已和我們動過手，如若不收了他的兵器，如何能 
叫人心 服？」 

齊子川哈哈一笑#.「老朽决心已定，何在乎交出兵器？」 

雙手把拐杖送了過去。 

非凡大師接過拐杖，道：「齊兄和執法會中人對抗過，祇怕也要戴上刑具了 ！ J 
齊子川道：「爲朋友可兩脅插刀，何况齊某是在報救命之恩。」 

非凡大師點點頭，面對着守在數丈之外的人羣，高墼說道：「金燈門已交出了兵器，接 
受老衲的勸言，諸位之中，如有和金燈門中人鬧過糾紛，含寃莫白的，可以到武當山前院， 
七星杗上，武林盟的大會堂去投訴，武林盟主會給諸位一個公平的交代。」語聲一頓，接 
道：「由此刻起，金燈門中人的安全，已由老衲負责保護，諸位若對金燈門中人有所舉動， 
那就是對着老衲來了，也是和武林盟主對抗了 。 J 

這一番話似是發生很大的力量，大部份人轉頭而去。 • 
非凡大師高宣一聲佛號，道：「隨行執法问在？」祇聽一聲回應，四個人緩緩由人羣中行 
了出來。 

四個人穿着不同，年齡也不同，第一個年約三十，穿着長衫，將一把長劍扛在肩上.，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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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個人穿一身黑色勁裝，腰圍軟鞭，年約二十六、七.，第三個一身白衣，身佩雙刀，長像很 
英俊，年齡不過十八、九歲的樣子，祇是瞼色一片冷澳.，第四個是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，矮 
矮瘦瘦的，穿着一件月白長衫，背上插着一把判官筆，留着山羊鬍子。 

非凡大師目光一掠金燈門的王俊，道：「掌燈人，這四位隨行執法，都是武林中有名的 
人物，各人都有着濁特的造詣，他們是老衲由天下各大門派之中，選出來的高手，也是隨同 
老衲執法的人，如今贵門已經交出了兵器，這些人都是保護你們的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大師，至少現在還沒有證明我們有罪，難道還要替我們戴上刑具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掌燈人，這是非囅行不可的條件之一，諸位是被吿，在武林盟中的規 
定，凡是抟吿都要戴上刑具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你要我們戴上刑具在大街窄道上行走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那倒不致於如此，咱們有 一 輛蓬車，諸位請坐在蓬車上，咱們一起把諸 
位送上武當山去。」 

王俊道：「這個麼？咱們要仔細的想|想了。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掌門人，不用想甚麼了，諸位旣已交出兵器，老衲不希望再引起一番紛 
爭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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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回顧了于重等一眼，道：「諸位賢弟、賢妹，咱該如何？」 

于重道：「非凡大師說的不錯，掌燈大哥旣然已决定交出了兵器，等於是咱們已經接受184 
了武林盟主統治，那就戴上刑具吧。」 

王俊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諸位賢弟，也許我的决定錯了。」 

黃媚笑一笑道：「金燈門大哥决定的亊决不會有錯：」 

王俊苦笑一下，肷言又止。 

非凡大師道：「如若諸位不反對的話，老衲就叫他們上刑具了。」 

王俊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」 

非坟大師高聲說道：「刑具拿過來 ！ J 

一個中年大漢應轚奔了過來，他手中提着一個木箱，行到非凡大師的身前，濘下了脚 
步。打開木箱，取出了七套刑具，那是七個手拷， 一 種銀色的手拷。 

王俊怔了 I 怔，說道：「要我們戴上這個麼？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不錯，這銀色手銬是武林盟中規定的刑具，一共兩種顏色，這一種銀色 
的手銬，是還沒有定罪之人所用。」口中說話，手却沒有閑着，已經把手拷套在王俊的手 
上，嗅的一聲，鎖了起來。他幾乎是用半强迫的方式，把一隻手銬硬套在王俊的手上。 

XAK 



黃媚星目一瞪，道：「大師，你這是甚麼手法 ？ J 
非凡大師冷冷說道：「女施主，已經决定的事，老衲不想夜長夢多 。 J 
黃媚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大師，咱門並沒有敗在你手中，而是自動放下兵器，你是有道高 
僧，希望你不會欺驅我們。」 

非凡大師說道：「女施主最好相信老衲，我執法如山，從不徇私，也從未出過甚麽錯 
誤 。J 

黃媚道：「大師，你這是威脅我們？」 

于重道：「算啦，大哥已經被戴上了手拷，咱們爭執這些又有甚麼用處？」 

他伸出了雙手。 

金燈門中人連同齊子川都未再多言，伸出雙手，被戴上了手铐。 

非凡大師輕輕咳了 一聲，道：「蓬車。」 

一輛黑色的篷車，疾馳而來。 

黃媚冷笑一轚，說道：「大師準備很充分啊！ J 
非凡大師道：「那是因爲老衲做事，從未有失敗過。」 

齊子川道：「說的是啊！武林盟主之下的總護法，自然權勢龐大，威風凜凜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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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凡大師接道：「齊子川，你本來不是金燈門中人，爲甚麼要躺這次渾水？」 

齊子川道：「大師，也許你知道江湖上有一種道義，也有一種恩情，老朽在報恩，同 
時，也想看看武林盟主審問江湖亊是不是眞的很公平。」 

非凡大師道：「那很好，這蓬車可以坐十個人，諸位請上吧！」 

齊子川笑一笑，當先行 h 蓬車，金燈門中人魚貫相隨，登上蓬車。這是一輛特別設計的 
蓬車，蓬面很寬大，果然有十個人的位置。 

衆人上車之後，蓬車的垂簾立刻放下。 

輪轚_轆，蓬車以極快的速度，向前馳去。 

齊子川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掌燈人，老朽覺得情形有些不對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在下也覺得情形有些不對，也許我眞的作錯了事 。 j 

黃媚笑一笑道：「大哥，不用內疚，我們流浪得太久了，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安定的時間 
讓我們休息一下，如若這位非凡大師眞的能保護我們的安全，我們倒希望能夠到武當山去瞧 
瞧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六妹，我心中好後悔，也許讀害和學武是兩件亊，這些江湖上的事，實叫在 
下想不 明白 。 j 



齊子川道：「以那非凡大師在江湖上的聲望該不會驅咱們的，但看情形，咱們却似是上 
了賊船。」 

王俊接道：「在下也擔心一件事，他們會不會把咱們處决了。」 

黃媚笑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想，這個他還不敢，就算萬一發生了事，咱們也不能束手待 
斃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可是你們已交出了兵器，而且汉戴上了手銬 。 J 
黃媚說道：「這手銬未必能眞的銬住咱們。」 

齊子川道：「老朽試過了，這手拷相當堅牢，祇怕不易打開。」 

黃媚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那要看鎖的是甚麽人了 。 J 

言小秋道：「六妹藝事席雅，開鎖之技，天下無多。」 . 

王俊道：「可是她雙手被鎖，縱有開鎖的絕技，也是無法施 展了 。 J 
黃媚笑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不用憂愁。 J 突然一縮雙腕，一雙玉手竟然從手拷中退了出 
來。 

王俊吃了一驚，詫異地道：「這是怎麽回亊？」 

黃媚道 .. 「他這手銬若眞能鎖得住金燈門中人，咱們也不會在江湖上如此受人重視了。」 




祇見黃媚伸手由袋中取出一截繳絲，先在王俊手拷上撥動了一陣，竟然把特製的手銬撥 
開。依次施展，片刻之間，打開了所有人腕上的手拷。 

王俊呆呆的望着黃媚-臉上是一片驚奇和訝然混合的神色。 

如非是親身經歷，說甚麼也難相信，看上去嬌柔異常的六妹，竟然是一個無所不能的 

人。 

也許是王俊兩道目光看得太露骨，使得一身奇絕武功的黃媚竟然有些忸怩起來，垂下 
頭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還有甚麼吩咐？立刻逃走，還是 …… J 
王俊霍然警覺，說道：「咱們現在應該如问？」 

言小秋接道：「不能逃走，聽說這届武林盟主很公正，咱們何不看個水落石出 。 J 
黃媚道：「若小妹的看法不鍺，我相信，等不到咱們到武當山，途中就會有變。」 

于重道：「非凡大師本是武林中很有名望的人，但處置此事却是叫人難以心服 。 J 
言小秋道.•「咱們已恢復雙手自由，可以拒敵，何不索性多忍耐一些時間，看個水淸魚 
現 。 J 

王俊道：「對！咱們先看看非凡大師究竟用心何在。」 

車中人暗作議論，决心等待着看個結果。蓬車却以極快的速度，沿着南下的官道上奔驰 






如飛。長程健馬，特製的輪車，其快不在奔馬之下。一 口氣，跑出了數十里。 

篷車四週，密垂的黑色蓬幕，使得車中人無法瞧到車外的景物。 

忽然間，奔行的蓬車急驟的停下，馬聲長嘶，人立而起，幾乎掀翻了蓬車，車中人都受 
到了 ili 烈的震動。 • 

別人都有着深厚的武功，反應靈敏，但王俊却身難自主，因那急收之力，身4.忽然向前 
撞去，黃媚適時一伏嬌軀，硬把王俊向前奔撞的身子，給墼了下來。 

齊子川回顧了于重一眼，低聲道：「于兄，有變化了。」 

于重點點頭，低聲道：「三弟，你的觴勢如何？」 

方昭道：「不妨事。」 

言小秋突然一伸手，撥開車蓬一角的布幕，向外看去，祇昆蓬車停在一片荒凉的官道之 
上，七個蒙面人，一字排在車前，擱住去路。 

原來乘馬走在蓬車後面的非凡大師，已然躍下馬背，行到車前。四個隨行的護法，緊隨 
身後 o • 

非凡大師單掌立胸，打了一個問訊，緩緩說道：「諸位施主，識得老衲和篷車上的標誌 
麼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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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個蒙面人除了臉上那蒙面黑布祇露出兩個眼睛之外，還穿着一身黑衣，看上去有一種 
詭異的味道。居中的黑衣人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蓬車是武林盟下押送囚犯之車，大師是盟主之 
下的總護法非凡大師 。 J 

非凡大師道：「不錯，諸位旣識此車來歷和老衲身份，請讓讓去路吧 ！ J 

居中黑衣人道：「如果咱們能爲閣下讓路，就不會現身攔道了。」 

非凡大師回目一頓，四個隨行護法，突然散佈開去，亮出了兵器。 

言小秋敝敝一笑，低聲說道：「咱們金燈門行俠江湖，一向都是保護別人的安危，今天 
嘗試一下被人保護的味道，倒也不錯 。 J 

黃媚搖搖頭，道：「四哥，我總覺情形有些不對，咱們要準備一下，免得變生时腋， 

手不及 。 J 

于重道：「到目前爲止，咱們還未發覺事情的可疑所在，但有備無患，聽六妹的，準備 
應變。」 

祇聽非凡大師高宣了 j 聲佛號，道：「老衲執法數年，來往押送囚犯不下數十次，還未 
見過搶劫武林囚車的亊 。 J 

居中黑衣人道：「不幸的是，今日叫你遇上了。」 


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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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凡大師點點頭，道：「諸位可知道老衲這囚車之中，押送的是甚麼人？」 

居中黑衣人道：「金燈門中人的兄弟 。 J 

非凡大師道：「諸位攔途截劫囚車，是爲了報仇呢？還是要解救他們？」 

居中黑衣人道：「大師問得太多了。」突然擧步直對非凡大師行了過來。 

非凡大師戒刀出鞘，冷冷喝道：「站住 ！ J 

居中黑衣人突然一揮手，道：「大師，佛門弟子怎可妄動殺機？還不放下兵器 ！ J 
那一揮手，似有着無窮的威力，非凡大師手中的戒刀，霓然握拿不穩，五指一鬆，戒刀 
落地，緊接着身子搖了兩搖”摔跌在地上。 

四個隨行護法，忽然一招，兵器出鞘，但見居中黑衣人雙手連揮，四個護法，齊齊倒了 
下去。 ■ 
透過蓬布，向外査看的言小秋祇瞧得臉色大變。 

黃媚似已覺出情形不對，忍不住低聲道：「四哥，事情怎麼了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一交手間，非凡大師和四個隨行護法，全都倒了下去。」 

黃媚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他祇 I 擧手一揮，有如施展*法一樣。」 • 


齊子川道：「不可能啊！那非凡大師武功造詣極深，武林中沒有幾個人能夠勝他，其中 
定有原因。」 

言小秋接道：「七個黑衣人中的居中一個，像會神術魔法一樣，舉手 j 揮間，人就倒了 
下去。」 

黃媚一皺柳眉兒，道：「若有這等事，那簡直不是武功了 。 J 
言小秋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六妹，那不是武功 …… J 
祇聽一個冷冷的聲音，傳了過來，道：「你們可以出來了。」 

黃媚望望王俊，又望望于重，欲言又止。 

言小秋低聲道：「二哥，你出面吧！大哥對江湖事知曉太少 。 J 
于重點點頭，重重的咳了一轚，道：「朋友是甚麼人？」 

但見寒芒一閃，蓬車上的車釀突然飄落在地上。 

祇見一個黑衣人手中執着的長劍，正在還人鞘中。 / 
除了那拔劍斬蓬車的黑衣人外，還有六個黑衣人遠遠的站在七、八尺外。 

地上躺着非凡大師和四個隨行的護法，趕車的車把式，也跌卧車門四、五尺外之處。 

那斬下車簾的黑衣人，並無進一步的行動，斬斷車簾之後，人又退回原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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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站在最左的一個。 

七個黑衣人 一 樣的衣服，一樣的黑巾蒙臉，除了兩個眼睛露出來之外，連使用兵器的雙 
手也戴着黑色的手套，黑色的高腰靴子。除了兩道眼神之外，全部隔在一片黑色之中 。七個 
人唯一的不同之處，就是居中那黑衣人高些，如想分辨出其餘六個人不同的身份，祇有從他 
們眼中分辨。 

黃媚和言小秋正在注惫六個人的眼神之別。 

一切似是都由那居中的黑衣人作主。 

但聞居中的黑衣人冷笑一笑，道：「諸位請下來吧！」 

黃媚低聲道：「大哥，戴好手銬。」當即步下篷車，羣豪魚貫相隨。 

他們的手銬早已打開，此刻却把手銬隱於袖中，看上去，七個人都戴着手拷。 

居中黑衣人仰天打個哈哈，道：「金燈門在江湖上的行踪一向行不留痕，飄忽不定，以 
此傲視天下，但諸位沒有想到，上得山多遇到虎，今日會一網成擒了。」 

黃媚冷笑一 S ,道：「你們感覺到已經把我們生擒了，是麼？ J 3 
居中的黑衣人道：「就算你們通有反抗的能力 .' 但你們比非凡大師如何？何况你們手上193 
還有手銬。」 



目光盯注在黃媚的臉上瞧了一陣，道：「你叫黄媚 ？ J 
黄媚忍下口氣，道.•「不錯。」 

居中黑衣人又一陣哈哈笑，道..「江湖上祇知金燈門行踪飄忽，難以預測，却不知金燈 
門中還有如此艷麗的美女。」 

黃媚一掲柳眉，但却又强自忍下去，沒有發作。 

黑衣人揮手，道：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站到 j 邊去 。 J 

黃媚心中忖道：「我們可以反抗，至少可以跑，但大哥不會武功，無論如问是跑不了 
的，爲了大哥的安全，祇好先忍耐一下了 a J 心中念轉，人却依照那黑衣人的手勢，退到了 
一側。 

居中黑衣人兩道目光-又轉注在蕭飛燕的身上，道：「你可是叫蕭飛燕 ？ J 
蕭飛燕道：「是！」 

黑衣人道：「你也站過去。」 

蕭飛燕略一沉吟，行到了黃媚的身側。 

黑衣人道：「哪一位是金燈門中老大？」 

王俊道：「在下便是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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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衣人打量了王俊兩眼，道：「你就是金燈門的掌燈大哥？報上姓名來 。 J 

王俊道：「在下王俊 。 J 

于重、方昭、言少秋按次序報上了姓名。 

黑衣人望望地上非凡大師一眼，道..「諸位想試運氣呢，還是束手就縛 ？ J 
王俊說道：「束手就縛如何？試試運氣又如问？」 

黑衣人道：「束手就縛就是咱們點了諸位的穴道，再請上蓬車，然後咱們帶諸位去一個 
地方。」 

王俊道：「甚麼地方？」 

黑衣人冷冷說道：「諸位別忘了，你們是階下之囚，並非是我們邀請的贵賓，到哪裹 
去，諸位都沒有反抗的餘地。」 

王俊輕輕嘆息一聲，道：「諸位是甚麼身份？爲甚麼黑巾蒙面，不敢以眞面目示人？」 

居中黑衣人道：「你們金燈門向以易容術自豪江湖，你竟然會問出這樣的話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咱們束手就縛，那是因非凡大師是武林盟中的總護法，咱們不願反抗，才甘 
心束手就縛。但閣下……」 

居中黑衣人冷冷道：「對我們是最好別反抗，反抗的後果會相當的悲慘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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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至少，我們應該知道你們是甚麼人，來自何處。」 

居中黑衣人道：「用不着知道我們的身份，至於來自何處，諸位祇要跟着走自然就會知 
道。」 

王俊呆住了，雙方話已說死，再辯論下去，似乎祇有眞刀眞搶的動手一途了。 

祇見齊子川身子一轉，突然向前行去。 

居中黑衣人冷冷說道：「站住！」口中說話，右手却輕輕一揮。 

在後側的一個黑衣人突然飛身而起，一個巧燕穿雲，由齊子川的頭頂飛過。 

一回身，攔住了齊子川的去路，手中長劍同時出鞘，劍勢横擧，冷冷說道：「你耳朵不 
聾，■該聽到咱們大哥的喝叫之聲了。」 

齊子川緩緩回過身子，目光投注在那居中黑衣人的臉上，緩緩說道：「老夫不是金燈門 
中人。」 

居中黑衣人冷然一笑，道：「你旣和金燈門中人走在一起，又被戴上刑具，那也祇好把 
你算入金燈門了。」 

齊子川雙眉聳動，準備反抗。 

言少秋却突然開口說道：「齊兄，咱們金燈門連累了你，在下等心中不安得很，但人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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矮淥下，不能不低頭，齊兄何不忍耐一時 。 J 

、齊子 )11 輕輕咳了一聲，道：「言兄說的也是，非凡大師能把老夫視爲金燈門中人，替我 
戴上了手銬，也難怪這幾位把我看作貴門中人了。」 

那爛路黑衣人長剣緩緩揚起，釗尖抵住了齊子川的背心之上，道：「老頭兒，最好少耍 
花招，在下的手中之劍，可不懂敬老尊賢 。 J 

齊子川道：「這老字我是當之無愧-賢字之稱，老夫可是愧不敢當。」 

他緩步又走回原位。 

居中黑衣人突然對着言小秋一招手，道：「你過來，這一次咱們倒要談談了。」 

言小秋應聲行了過去，站在那黑衣人的身前。 

居中黑衣人哈哈一笑道：「江湖上傳說金燈門中人刁纘古怪，但在下看來，諸位却聽話 
得很 啊！」 

言小秋强忍下心中的漬忿，默然不語。黑衣人伸手點了言小秋兩處穴道，道：「抬上車 
，去。」兩個黑衣人應聲行了過來，依言把言小秋抬上蓬車。方昭、于重、齊子川都被點了穴 
道，抬上蓬車。 

王俊鏝苦，他從未嘗試過被點穴道的滋味，但覺被點處一陣酸麻難當，着着實實的摔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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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?. . 

五個人都被送上蓬車，居中黑衣人才對蕭飛燕和黄媚一抬手，道：「你們兩位也請過來 
吧！」蕭飛燕、黃媚對望了一眼，緩步行來。 

黑衣人雙目中射出兩道奇光，盯注在黄媚的臉上，道：「金燈門能否存在江湖，你那幾 
個義兄的生死都已操在你的手中了。」 

黃媚嫣然一笑，道：「我當眞有那麼重要麼？」 

居中黑衣人道：「很重要，不過，姑娘，聽在下勸你一句話，別把條件提得太高。」 
黃媚眨動了一下眼睛，道：「多謝你的指敎。」 

黑衣人道：「看來姑娘是一個很合作的人，不過老夫也不能過於信任你，還是要點你的 
穴道 。 J 

黃媚道：「閣下請動手吧！」 

黑衣人點點頭，道：「金燈門中人很識時務。」出手點了黄媚和蕭飛燕的穴道。未待居中 
的黑衣人吩咐，兩個黑衣人疾奔而至，接住了她們，送上蓬車。 

蓬車立刻又向前行去。 

王俊睜大了眼睛，望着黄媚、于重，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。黃媚笑一笑，閉上了雙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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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身不能動，口不能言，但他心中却明白得很，耳朵也可以聽。 

祇聽蓬車外面，溥來那黑衣人的聲音，道：「直馳荷花潭 。 J 

王俊心中悔恨交集，暗暗忖道：「我如不擅自作主，要他們交出兵器，束手就縛，紙怕 
也不會落得今日的下場了。」悔恨廉管悔恨，但却無能爲力，索性閉上了雙目。 

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 * 王俊突然覺得心頭一震，竟被人解開穴道，淸醒過來。緊接着 
一隻滑腻的小手了過來，掩住了王俊的口。 

是黃媚。她：^料斷沒錯，王俊正要張口大叫，却及時被黄媚堵住了嘴巴。 

一樓柔細的聲音，傳人了王俊的耳際，道：「大哥，別出聲。」 

一陣處子幽香，撲入鼻中。 

王俊心中一荡，急急定下心神，回顧了黄媚一眼，低聳道：「我 …… J 
黃媚搖搖頭，附在王俊的耳際，道：「大哥請放心，我們會盡一切力量保護你的安全， 
車外人都是耳目靈敏的武林高手，不能讓他們聽到一點聲息 。 J 

王俊點點頭。以後，王俊聽不到他們談些甚麼，祇見黄媚、言小秋口齒啓動，却聽不到 
― - 點聲息。 

黃媚似是怕冷落了王俊，和言小秋談了 一陣後，又回過頭來，低轚對王俊說道：「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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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，我們已經有了完善的計劃，你可以安心休息了。」 語聲 一頓，接道：「記着，見到 外人時 
仍然裝出穴道被制的樣子，別被人家瞧出來。」 

王俊點點頭。黃媚又回頭和言小秋、于重等商置了一陣，伸出手去，輕輕握了王 俊一下 
左手，道：「大哥，好好的睡一覺，下車的時候，我們會推醒你，不過你要記着，大哥 ，咱 
們的處境很危險，隨時可能有粜化，所以我們必須時時提高警惕。」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我知道 。 J 

黃媚頷首一笑，閉上雙目。王俊哪裏睡得着，這些事，都是他 I 生中從未經過的 事情， 
但見黃媚、蕭飛燕等，一個個都閉目休息，他祇好閉 i : 了眼睛，裝出一副閉目養神的樣子， 
事實上，他心中一片紛亂，但他表面上還保持相當頦靜，不動聲色。 

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，蓬車突然濘下來，用 f 着黃媚等招呼，王俊當先睁開了眼 睛。 
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，道：「大哥，沉着一些，不要害怕 。 J 
王俊又點點頭。 

密垂的車門突然打開，兩隻手伸進來抓起一個人，拖了出去。 

那是言小秋。緊接着于重，方昭，齊子川，王俊。 

對黃媚和蕭飛燕似是特別的優待，兩個人登上車把她們抬了下來。 




王俊目光轉動，發覺濘在 一 座廣大的庭院之中。 

庭院中假山連池，亭閣俱全，是一座很有氣派的大宅院。 

一個穿着黑衣服的人，臉上蒙着黑布，站在幾個人身前。其他的人，都是穿着靑色短衫 
的下人。 

王俊無法分辨出那黑■衣人是否是剛才居中那位黑衣人，但却感覺到那黑衣人的兩道凌厲 
的目光十分懾人。 

祇聽那黑衣人冷冷說道：「你們聽着，我現在要解開你們被點的穴道，讓你們腿能行， 
口能言。」沒有人回答黑衣人的話，亊實上，也不用回答，那黑衣人已經出手。 

隨在他幾個人身上各拍了一次，然後又點了幾個々雙臂上的穴道。 

這都是王俊從未有過的經歷，但人身的穴道，不論他是否學過武功，都有着相同的作 
用。王俊感覺着一雙手臂完全失去了作用，軟軟的垂了下來，連擺動也不能。但說來很奇 
怪，除了手臀之外，人身其他的部份仍然可以行動。 * 

黑衣人當先而行，一邊行一面說道：「諸位，進入大鼴之後，希望能夠據實回答我們的 
問話。」 

黃媚笑一笑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江湖上一向傳說我們金燈門中人神秘，但現在看來， 


你們比我們還要神秘十倍了 C J 

黑衣人冷笑一墼，道：「姑娘，如果你們和敝上談得好，咱們之間就不會再有甚麽神秘 
了 。 J 

黃媚哦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你還不是首腦。」 

黑衣人道：「姑娘是聰明人，這句話就問得不聰明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怎麼 說？」 

黑衣人道：「對付你們幾個，大槪還不致於勞動_上出馬 。 J 
黃媚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談話之間，人已到了大 K 之外。 

一片寂靜，靜得可以聽到幾人的腳步轚。大鼸的門敞開着，黑衣人當先而行，步入大 
應。于重等魚貫相隨，步人大廳。 

進了大醣，才發覺這大聽佈置得很棄華。正中間一張高大的太師椅上，坐着身着紫_ 
人。那人臉上戴了一個面罩，紫色絨布做成的面罩。除了露出兩隻眼之外，整個的頭險都在 ■ 
那面罩之下。 

紫孢人兩側站着四個白衫佩劍的靑年，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紀，這四人倒是未蒙面罩。 

除了這四個白衫人之外，大應中再無別的人。鼴太大，人數不多，看起來有些空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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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衣人一躬身，道.•「金燈門中人已經全部帶到。」 

紫袍人點點頭，說道：「你和他們談好了麽 ？ J 

黑衣人道：「談是談過了，不過，屬下沒有把話講得很淸楚。」 

紫袍人嗯了一聲，道：「好！你做得很好，請坐吧！」 

黑衣人又是一躬身，道：「屬下謝坐 。 J 

那紫袍人太師椅的兩側，擺了四張錦墩，黑衣人在右首第二張錦墩上坐下。 

這淸形已很明顯，除了紫袍人之外，這大鼴中還有四個屬於有固定座位的人，其餘的祇 
有站着的份兒了。 

紫袍人兩道目光盯注在黄媚的身上，口中却道：「替七位贵賓添上首座。」 

大聽一角處人影閃動 ， t 個靑衣女婢緩步而出，每人手中搬着一張錦墩，放在那紫袍人 
的對面，大約有八尺的距離。 

女婢搬上了錦墩，羣豪也不客氣的坐下了。 

黑衣人重重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在下已經說得很淸楚了，諸位據實回答敝上的問話吧。」 
王俊看看于重，又看看黄媚，才緩緩說道：「那要看你問些甚麼亊了。」 

黑衣人冷冷說道：「不論甚麼亊，你們都要回答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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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一皺眉頭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 

黃媚開了口，鶯聲燕語的說道：「你們問吧！我們知道的一定會回答你們。」 

紫袍人點點頭，道：「你叫黃媚？ J 

黄媚答道：「是！我在金燈門中排行第六 。 J 

紫袍人道：「黃媚姑娘，咱們先談公亊呢？;1是先談私事？ J 

黃媚道：「公事談甚麼呢？私事又談甚麼呢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公事談你們金燈門中事……」 . 
黃媚笑一笑接道：「私事呢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私事麼，談談黃姑娘的終身大事。」 

黃媚道：「我還是不太明白，不過，咱們先公後私 。 J 

紫袍人道：「好！長話短說，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雖然很有名氣，但你們的人手太少， 
組織不夠 II 大，而且現在又招了很大的麻煩，驚動了武林盟主，他派出總護法非凡大師來生 
擒你們，這老和尙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難鬥人物，何况，他手下的護法都是各派中的精英人物 
組成，實力相當的强大，這一點諸位應該已經明白。」 

黃媚道：「我們經歷過了。」 

4 k 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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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袍人道：「你們如若被擒上武當山，必然會性命難保。」 

黃媚接道：「他們不講理 麼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講理，但你們祇有六個人，六張嘴，如问能說過他們幾十張嘴，老實說， 
你們上了武當山，就很難再活着下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閣下的薰思呢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我的惫思很明白，你們不能上武當山 。 J 

黃媚道：「我們不上武當山，豈不是要被武林盟主下令通辑我們麼 ？ J 

紫袍人道：「不錯，所以從此之後金燈門很難在江湖上立足了 。 J 

黃媚道：「我們應該如何呢？ J 

紫袍人道：「在此情形下，諸位應該先找一個靠山 。 J 

黃媚道：「甚麼靠山 ？ J 

紫袍人道：「我！我可以幫助你們，把你們隱蔽起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如何 (1 蔽呢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已夠神秘，從此之後更爲神秘一些，祇有藏在暗中的 
人才能淸楚各種情况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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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媚歎息一聲，道：「閣下，你可不可以說得明白一些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好吧！區區領導了 一個很大的組合，我們作的亊無日無之，但却從來沒有 
一個人會懷疑到我是這個組合中的首腦人物。」 

黃媚道：「那眞是很難叫人相信的亊，一定要具有無比的才能才行。」 

紫袍人道：「姑娘明白了麼 ？ J 

黃媚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祇知道我們的處境危險，也知道了把身份更隱密起來才安 
全，但我不太明白閣下的用心是否還有別的用鼋0'」 

紫袍人道：「有！把你們的人全部併入我領導的組合之中。」 

黃媚道：「是不是想把你領導的組合也跟着叫金燈 門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不是，金燈門已經破散，從此之後武林中再也沒有金燈門這個組合了 。 J 
黃媚道：「你是說，要我們參加你捫的組合之中 …… J 

紫袍人接道：「在下正是此意，但不知諸位的意下如何？還望諸位給我一個答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要我們答覆甚麼 ？ J 
紫袍人道：「同不同意區區的辦法 ？ J 

黃媚道：「茲事體大，恕我無法回答你，這要我們掌燈大哥决定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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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袍人道：「哪一位是掌燈大哥？」 

王俊一抬頭，道：「我！」 

紫袍人點點頭，道：「你叫王俊 。 J 
王俊道：「正是在下。」 

紫袍人道：「你能回答區區的問話麼？」 

王俊道：「在下能，不過，這件事關係金燈門中所有的人，我必須和他們談談才行 。 J 
紫袍人道：「祇怕你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了。」 

黃媚嫣然一笑道：「閣下，這樣的大事，怎麼不給一點時間讓我們商1:?」語轚一頓， 
道：「不躭誤你的時間，惜這個機會再談談我們私人之間的事 。 J 

紫袍人哈哈一笑道：「姑娘，你要我直話直說呢？還是曲折有緻一些？」 

黃媚道：「咱們都是武林中人，還是直話直說吧！」 

紫袍人道：「好！姑娘如此說，區區就把話明說了。」 

其實說與不說，他的眼神已經吿訴了黃媚。 

黄媚道：「我洗耳恭聽。」 

紫袍人道：「區區對姑娘的美貌十分傾心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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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媚道：「哦！」 

紫袍人道：「所以，我希望姑娘能答應區區的婚亊 。 J 
黄媚道：「哦 ！ J 

紫袍人道：「當然，對你這等美貌的姑娘，自然要準備一份好好的聘禮 。 J 
黃媚道：「甚麼樣的聘禧？」 

紫袍人哈哈一笑，道：「相當優厚。」 

黃媚道：「我可不可以先知道是甚麼樣的聘禮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 j 件萬年溫玉珮 。 J 
黃媚道：「眞的麼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那溫玉珮诹在人身上，可養顏益壽，是一件不算太差的聘禮吧！」 
黃媚道：「還有些甚麼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七顆明珠，內中有一顆是夜明珠。」 

黃媚道：「想來那幾顆明珠也是很名贵的了。」 

紫袍人道：「不錯，任何一顆都在萬金以上。」 

黄媚道：「可不可以給我瞧瞧呢 ？ J 



紫袍人道：「還有啊 ！ J 
黄媚道：「哦，還有甚麼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一株千年人參。」 

黄媚道：「千年人參？當眞麼？ J 
紫袍人道：「一點也不會錯。」 

黃媚道：「夠了，夠了 。 J 
紫袍人道：「還有兩件 。 J 
黄媚道：「我聽得已經有些震動了 。 J 
紫袍人道：「另外兩件，也會讓姑娘滿«。」 

黄媚道：「我在很用心的聽。」 

紫袍人道：「|件海龍皮的披風，縱然在冰天雪地中，祇要身披此物，也不會有寒冰的 
感覺。」 

黄媚道：「當眞件件珍貴！」 

紫袍人笑一笑，道：「還有一件是天風刀譜 。 J 
黄媚道：「這些都給我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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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袍人道：「五件聘禮，價値不菲，祇要姑娘答應一聲，在下立刻奉上這五件聘疆„ 
黄媚道：「要立刻答應麼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是！在下希望姑娘能作一個决定 。 J 

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：「我答應，不過，除了那五件聘禮外，我通有別的條件 。 J 
紫袍人道：「甚麼條件？」 

黃媚道：「放了金燈門中所有的人，不許觴害他們。」 

紫袍人道：「這一點很容易辦到，不過，他們又往何處躱避呢？」 

黃媚道：「天下之大，何處不可存身？祇要他們散了金燈門，找一處隱密的地方 - 
誰也找不到他們了。」 

紫袍人笑一笑道：「好吧，你們多年袍澤，條件不算太苛刻。」 

黄媚道：「我還有條件。」 

紫袍人道：「說下去，一口氣說完吧。」 

黃媚道：「放了他們之後，我邇要知道他們確實安全離開，我才能答應你的婚事。」 
紫袍人道：「還有甚麼？」 

黃媚道：「沒有了，那麼慶厚的聘_，甚麼人都會聽得動心。」 


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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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袍人道：「就這樣決定了，是麼 ？ J 

黄媚點點頭。 

紫袍人道：「區區可以立刻下令，放了他們。」 

黄媚點點頭道：「好！放了他們離開，再收你那五種很優厚的聘禮，我就可以答應你的 
婚亊 。 J 

紫袍人道：「黃媚姑娘，有一件事，祇怕你還不淸楚，我想先說明白。」 

黄媚道：「嗯！你說吧 ！ J 
紫袍人道：「我的年紀很大。」 

黄媚道：「我看得出來。」 

紫袍人道：「我已經六十多了 。 J 

黄媚道：「你一身武功，已到了爐火純靑之境，就算是年齡大一些，也不要緊的。」 

紫袍人道：「黄媚，你答應得如此爽快，老夫倒有些不放心了 。 J 
黄媚道：「我在江湖上跑慣了，故缺少那一種羞人答答的少女忸怩，看起來似乎是不夠 
溫柔 。 J 

紫袍人肩. . 「我祇覺有些懷疑，這像做夢 j 樣。」 



黄媚道：「這不是做夢，而是很眞實的事，我在江湖上走的太久了，看到很多血淋淋的 
事，雖然我年紀不大，但却不喜歡空中樓閣，我要說一 r 眞實實的事。」 

紫袍人輕輕吁了 一口氣，道：「好！好！我立刻放了他們。」 

王俊目睹黃媚和紫袍人的交談，心中難過至極，但他却强自忍下，沒有接言。 

黄媚擧手理一下鬢邊的長髮，送給紫袍人一個媚笑，道：「我能不能和我們幾個兄弟談 
談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可以。」 

黃媚目光轉往王俊的臉上，接道：「大哥，人在矮掾下-不能不低頭，大哥，小妹已决 
定答應婚事。」 

王俊冷冷笑道：「爲了那五種很漫莩的聘禮？」 

黄媚道：「自然•那也是原因之一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咱們兄弟姊妹生死與共，要死咱們大家死，不能要你一個人犧牲。」 

黃媚笑一笑道：「金燈門的規戒很森霰，但那是在平常的時候，咱們都得聽從大哥的令 
諭，目下的淸况不同，咱們不能讓這一門死絕，小妹平日得幾位兄長照顧，犧牲我 I 人，也 
是理所當然的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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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正想反唇相激，耳際間突然響起了黃媚的聲音，道：「大哥，聽小妹的話，和二哥 
們一起走，在外面等我，兵不厭詐，我不會讓他碰我一下 。 J 
這幾句傳音之言似乎是 I 顆定心丸，給王俊服了下去。 

王俊激動的心情似乎忽然間平復了下來。簫飛燕突然接道：「六妹，嫁人之事屬於大 
喜，五姊我應該在身邊照_你才是。」 

黃媚搖搖頭道：「不用了，你去多照顧一下大哥。」 

目光轉到于重的身上，接道：「二哥，大哥交給你們了，小妹……」 

于重■然接道：「六妹已經决定的事，我這個作師兄的，也不便反對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那很好，二師兄明白事理，省了小妹不少口舌。」 

于重道：「我們幾時動身？」 

黄媚道：「這個我去問問他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如是能夠現在走，我便立刻吿別 。 J 

黃媚點點頭，目光又回到那紫袍人的身邊，道：「我們的話你都聽到 了？」 

紫袍人道：「聽到了。」 

黃媚道：「你作何打算 ？」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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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袍人道：「放他們走 。 J 

說放就放，立刻下令，解開了于重等人身上的穴道，道：「門外有蓬車相候，你 們可以 
走了 o J 

于重道：「就這樣簡單麼 ？ J 

紫袍人道：「黄媚看法深入，一切都有她獨斷獨行的風格，區區很欣霣她的爽朗 。 J 
于重道：「六妹保重。」當先舉步，向外行去。方昭，言小秋等魚貫相隨，出了驄門 CII 
飛燕扶着王浚，走在最後。 

王俊出了廳門之後，轉頭看去，祇見黃媚已經到了紫袍人的身側，背身而立，給了王俊 
一個背影。 

果然，大門外濘了一輛篷車，像來時乘坐的一樣，車身四面的蓬布很厚，坐在車中，難 
見四外景物-蓬車一 口氣奔行出二十餘里，才停了下來。 

這一段行程中，沒有一個人說話，王俊幾次要開口，都被蕭飛燕以手阻止 C 
馳車人打開了蓬布，說道：「諸位，可以 F 車了，咱們的輒把子一向是言而有信，諸位 
下車之後最好能走得遠遠的，藏得好好的，別被武林盟中人捜查出來。」放下了王俊■等人， 

一轉車頭，播鞭而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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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望着那遠去的蓬車，輕輕歎息一轚，道：「二弟，咱們眞的就這樣不管六妹的死活 
了麼 ？ J 

于重笑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咱們先找一個安靜的地方，談談六妹的事 。 J 
語聲一頓，接道：「三弟，四弟，快扶着大哥，齊兄，五妹斷後，看看有沒有人跟踪咱 
們，我在前面開道 。 J 

王俊從沒有這樣的經歷，祇覺整個身軀被一種强大的力量托着，籾不着地，有如騰雲駑 
霧一般。 

但王俊還有眼可以看，發覺于重等行經之路，都是草叢、麥田，連小徑也棄之不走。 
這一陣快走急奔，將近一個時辰，才濘了下來。 

這是一座茅舍，隱藏在雜林之中，一面斷崖，一面小溪。 

茅舍很宽大，而且也沒有荒凉的感覺，似乎每隔一段時間便有人來打掃一次似的，但却 
沒有人留住的痕跡。 

片刻之後，蕭飛燕、齊子川也趕來茅舍。蕭飛燕理一下飆亂的散髮，緩緩說：「大哥， 
你坐一下，我去燒一點開水。」 

目光轉到于重的身邊，接道：「回二哥的話-不見追踪之人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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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子川道.•「于老二，現在咱們可以放瞻談談。」 

于重道：「成！我也要對大哥說明，齊兄，有話儘管請問 。 J 

齊子川道：「金燈門人數不多，但却是一個充滿着智慧，粜化萬千的祖合，老朽算是佩 
服了你們。」拂髯一笑，接道：「尤其是那位黄媚姑娘，眞是渾身解數，叫人難測高深 。 J 
于重笑一笑道：「六妹機智絕倫，武功又高，金燈門數次遇上了凶險，都憑仗她的才替 
躱過。」 

王俊嘆口氣道：「二弟，把六妹一個人留在那裏，實叫人心中難安 。 J 
于重道：「大哥不知江湖中凶險，剛才咱們在那座大莛之中，手中沒有兵器， K 中、* 
外又佈下重重埋伏，咱們如果鬧翻動手，祇怕很難破圍而出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哦！我怎麼一點也瞧不出來呢 ？ J 

言小秋道：「大哥不是江湖中人，自然瞧不出任何徵候了。」 

王俊道現在咱們脫圍而出了，但六妹却一個人留在那裏 。 J 
言小秋道：「大哥，休息一下，咱們再商董幫助六妹的辦法。」 

蕭飛燕提着一壺熟水行了過來，接道：「不用去援救六妹，她吿訴我了，要我們在道裹 
等她三天，三天之內她一定回來 。 J 



王俊道：「三天？那豈不和紫袍人成親了 ？ J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放心，六妹精得很，沒有人能吃得住她……」 

她放下茶壺，緩步行到了王俊的身側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六妹要我轉吿你幾句話 。 J 
王俊道：「轉吿甚麼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六妹說，要你安心睡覺，三天內她定然會回來見你 。 J 
王俊道：「她眞的這樣說了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掌燈大哥，小妹有幾個瞻子敢騙你？」 

王俊道：「但願她能夠在三天內回到此地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你不瞭解六妹，她是位遇强更强的人，武功和智慧都是如此。」 

齊子川道：「于老二，你們那位六姑娘那身武功是怎樣學的？似乎是無所不能 。 J 
于重笑道：「六妹不但天份過人，而且學的武功十分博雜，她無往不利。」 

言小秋接道：「平常之日，我言老四的主 . t . 最多，甚麼亊都由小弟出主意，但如亊情突 
然有變，六妹就比我高明了 。 J 

齊子川道：「老朽有一件亊想不明白，想請敎于兄 。 J 
于重道.•「齊兄請說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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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子川道：「你們道個金燈門的組合，似乎不是同出一人門下 。 J 
于重道：「我們根本就不是同出一門。」 

齊子川道：「哦！這麼說來，你們根本是由不同門戶的人，組成這一個門派了。」 

于重莊嚴的說道：「金燈門中人不論出身，祇求一件亊……」 

齊子 Ml 道：「甚麼亊 ？ J 

于重道：「陝瞻仁心，替天行道，仰俯不愧天地 。 J 
齊子川道：「很高的要求。」 

于重笑一笑道：「所以，金燈門中做亊，一向不計得失，但求心之所安。」 

齊子川道：「一個仁俠的本份，理當如此，不過，這做法你們吃虧太大。」 

于重道：「此話怎講？ J 

齊子川道：「你們被綠林道中人所忌恨就是因此了，且你們這等仁俠之事，却完全被武 
林同盟所誤會，那不是一件不値得的亊麼 ？ J 

于重苦笑一下道：「我們在求眞眞正正的做亊，但却不知道如何作人，而且我們太忙， 
忙得沒有時間去向人家解說淸楚 …… J 

目光一掠王俊，接道：「最苦的是我們的掌燈大哥，這些年來，他們已經犧牲了四位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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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，目下我們這位掌燈大哥更爲辛苦，他不懂武功，却捲入了江湖搏殺之中 。 J 

齊子川道：「于老二，老朽想不通，爲甚麼你們掌燈大哥最易傷亡？依照常淸，一 門之 
長應受保護。」 

于重道：「我們這情形不同，因爲，金燈門人少事繁，我可以 II 身在暗中行事，但掌門 
大哥必須當面和人談是論非，別人對金燈門的恨和仇，全都對他而發，就這樣，他成了 衆矢 
之的，也成爲保護我們的犧牲者 。 J 
王俊道：「在下漸愧。」 

于重道：「大哥，不要這樣，上一代掌門大哥選擇了你來掌金燈門，我想可能別有用 
意，我和四弟商量過了，我們應該改變一下金燈門的規矩了。」 

齊子川道：「如何改變呢？」 

于重道：「上一代的掌燈人\爲问把這 I 代掌燈之位傳給了 一個不會武功的人，他有些 
甚麼用心，不言而喩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怎麼說？」 

于重道：「掌燈大哥不會武功•這是金燈門中從未有過的亊，他沒有機會吿訴我們了， 
但我們體會出他的用心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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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晚道：「他用心何在？」 

于重道：「他的用心是要用自己的死亡，來修正這個金燈門的規矩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他是掌門大哥的身份，也是整涸金燈門中最有權威的人，爲甚麼他不能决 
定，反而要自己犧牲了一條命？」 

于重道：「在他之前，很多位掌門人都已經死去了，他自己不能貪生怕死，所以，他以 
死亡來修正這個不合理的規矩。」 

王俊道：「若是咱們金燈門中人一定要有 I 個人犧牲，身爲老大，自然是應該首當其 
衝 。 J 

于重嘆口氣，道：「等六妹回來，我們要好好的硏商一下，看看怎麼修正一下這個不合 
理的規矩 。 J 

提起了黃媚，王俊忽然有着一種惘然若失的感覺。祇聽齊子川說道：「于兄，老朽有一 
點請求，不知贵門可否答允 。 J 

于重道：「甚麼事？」 

齊子川道：「老朽這一把年紀了，看到你們這些人爲正義付出的犧牲是那樣壯大，心中 
十分感動-想以風燭殘年，加人你們金燈門，不知意下如问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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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重道：「齊兄的盛情我們非常感激，不過，金燈門的規矩十分森嚴，重要的事，必須 
由金燈門中人共同商談才能决定，齊兄這份心 t ，祇有等我們六妹回來之後，再作計議 
了。」 

齊子川、說道：「行，不論你們是否准我加\金燈門，但老朽願意以最大的力1:幫助你 
們 。 J 

于重道：「齊老，本意上我們很歡迎，我們也確實需要增加一些人。」 

齊子川道：「好吧！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，等你們討論過之後，老夫再作决定了。」 
天色晚了下來，羣豪就在這座茅舍中分頭休息。王俊和言小秋分在一間房中。 

但言小秋在房中濘留了片刻之後，却起身而去。片刻之後，蕭飛燕行了進來。 

王俊正想安歇，蕭飛燕却啓門而入。他不禁一皺盾頭，道：「五妹，這樣晚了，你還沒 
有睡？ J 

蕭飛燕道：「我奉命保護大哥 。 J 
王俊道：「四弟呢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巡邏去了 。 J 

王俊道：「五妹，這幾天你也很累，該早幽休息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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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飛燕笑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.若我是六妹 & 也會攆我出去麼？」 

王俊瞼一熱，道：「五妹，說笑話了，就算是六妹，也不能深夜還留在此地，徘徊不 
去，五妹……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我知道，大哥是讀害人，講究男女授受不親，不過，咱們武林兒女不大重 
視這個……」 

王俊一怔，接道.•「五妹的意思是 …… J 

蕭飛燕道.•「小妹的意思是咱們祇講求心地坦白，不太理會世俗之見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看來我這個作大哥的，有很多地方要向你們學習了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亊實上確也如此，大哥旣然應身到武林之中，也應該學習 I 下武林中的規 
矩了。」語聲一頓，接道：「大哥，六妹還有一句話，要我轉吿於你，當時人太多，小妹不使 
出口 。 J 

王俊哦了一聲，道：「甚麼話 ？ J 

蕭飛燕幽幽地道：「六妹說，要你好好的保重 *» 上一代大哥臨死之前，暗中交代過她一 
句話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交代甚麼 ？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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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飛燕道.•「上一代大哥交代六妹說，他要找一個讀害人，掌理金燈門的門戶，要六妹 
全力支持你，保護你 。 J 

王俊道：「爲甚麼要這樣說呢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六妹吿訴我，我們有很多缺點，但由於我們的江湖習性，使我們很難改正 
這些缺點，必須找一個不是江湖中人，而且又是個飽學之士，對事情有他獨特的看法 。 J 
王俊道：「五妹，是指哪一方面 ？ J 
蕭飛燕道：「所有的方面，包括金燈門中所省的作法……」 

王俊點點頭，接道：「不錯，我們是替天行道，我們心存仁快，但我們也有很大的缺 
點，我們作事的方法似乎是太過激烈了 一些，而且祇講求效果迅速，不太兼顧到法理人 
情。」 

蕭飛燕道：「所以，我們寄望大哥，改革整個金燈門的作法 。 J 
王俊點點頭道：「對，我們要替天行道，也要兼顧情理。 J 語聲一頓，接道：「五妹，你 
說，六妹眞的能安全脫險諦來麼？」 

蕭飛燕道：「你放心，小妹可以保證，平常之時看到六妹文文秀秀的，而且也很少講 
話，但一旦遇到眞正的麻煩事，那就會看到她的能耐和智慧了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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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道：「但願如此，希望她無恙歸來。 J 
蕭飛燕道：「大哥，你關心六妹，難道就不怕我……」 

王俊呆了一呆，接道：「你怎麼樣 ？ J 
蕭飛燕道：「不怕我吃醋 ？ J 

王俊的臉紅了，紅得像鮮血一樣，笑 I 笑，說道：「五妹，我對你們都很關心，不論是 
甚麼人遇上了危險，大哥都像關心六妹一樣。」 

蕭飛燕笑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我在開玩笑，你可別生氣，這裏很淸靜，你可以好好想 I 
想如何改進咱們金燈門的作法。六妹回來之後，咱們要好好商量一番，我們金燈門要作些甚 
麼亊，應該如何作。」 

王俊點點頭道：「我會在這兩三天之中擬定 I 個計劃，再提出來和你們商置。」 

1飛燕笑一笑道：「大哥安歇吧，小妹吿退了。」轉身退了出去。這幾天的折瞻，雖然使 
得王俊疲累已極，但死亡的威脅，使他一直在不自覺中聚着精神。此刻，死亡的威脅已經消 
失，王俊也在不知不覺中放鬆了心情，這放心便睡了六、七個時辰 C 醒來時，已經是第二天 
過午的時分。 

祇見言小秋坐在一側，面上帶着敝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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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俊急急挺身坐起，道：「四弟，甚麽時候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剛過午時 。 J 

王俊道：「六妹回來了麽 ？ J 

言小秋搖搖頭，道：「不會這麼快 。 J 

王俊道 ■: 「她孤身女子獨留虎穴，咱們要不要去接應她一下？」 

言小秋道：「再等兩天吧！三日後，如若還無消息，我們會全力以赴 。 J 
王俊不便再說甚麼，話題一轉，道：「五妹要我修改一下金燈門的規矩……」 

言小秋道：「是！二哥、三哥都在等候着大哥的垂詢，金燈門人手太少，要作的亊情太 

U 

王俊點點頭，道：「我會全力試試。」 

* * 氺 

等到了第三日太陽下山時分，仍不見黄媚歸來 C 王俊强忍下心中的激動，未再多言， 
于重、方昭、言小秋、蕭飛燕都已經改換了疾裝勁服，雲集在茅舍的應中。 

這兩天內，他們作了不少的事，準備了兵器、暗器。所有人的神情都很鲅肅。 

沒有一個人開口，更沉默，使整座茅舍中有著悲壯的氣氛。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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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資上，每個人心中都有很多話，但却强行壓制着不肯說出來。 

齊子川緩步由室外行了進來，輕輕咳了一聲，道：「第三'^了，黄姑娘還未回來 。 J 
于重像彈琴一樣，一字一句的說道：「要過了今夜子時，才算三天。」 

齊子川搖搖頭，道：「于兄，亊實上你們如能早一天去，也許能幫幫黄姑娘的忙，她的 
智謀、武功雖然是我齊某人極少見過的突出人物，但是她太過孤單了，就算强極了，也祗是 
她一個 人啊 ！ J 

于重道.•「金燈門的規矩，我們不會爲私人報仇 。 J 
齊子川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是說，你們不管黄姑娘？」 

于重道：「如果六妹還活着，我們會救她出來，如果她已經死了，我們祇能對她表示 j 
點悲悼，金燈門從不爲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復仇，我們留下性命，作一點更有 t 義的事。」 
齊子川道：「這算是甚麼規矩，金燈門祇不過是你們幾個人組成的一個組織，但你們霓 
互相不顧安危 …… J 

王俊突然冷冷接了一句，道：「金燈門若是有這個規矩，則這規矩太不台理了，我們一 
定要廢除它。」 

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王俊的臉上-但却沒有一個人接口多言。王俊輕吁一口氣，道： 




「二弟，我們情同兄弟，要患難與共，安危相扶，六妹爲了救我們身陷危境，我們援助她怎 
能算是私亊？她若不幸死去了，我們替她報仇，又怎能算是報私仇 ？ J 

于重道：「金燈門有一條規戒說，不洩私忿，不爲私用，不爲死去的兄弟、姊妹們報 
仇 。 J 

王俊大聲道：「修改！修改！這算是甚麼規砹？不爲死者報仇，爲甚麼不問問那些兄 
弟、姊妹是怎麼死 的？」 

于重道：「大哥說的是 。 J 

王俊忽然站起了身子，道：「我可以不幹這個金燈門的大哥，但這些不台理的規戒，非 
要修正不可 ！ J 

于重道：「咱們金燈門中的規戒，祇有大哥才能修正。」 

王俊道：「我一定要修正 。 J 

但見人影一閃，黃媚飄身而入，笑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小妹回來了 。 J 
王俊很意外，全場中人都有些«外。祇見1飛燕臉上有着一抹淡淡的笑意。 

王俊出了一陣子神，才緩緩說道：「六妹，你沒有事吧 ？ J 

黃媚道：「小妹特地回來覆命，我替諸位兄長帶回來了原有的兵器，而且，也査出了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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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 m 甚麽一開始就陷入了一個大圈套中的原因。」 

于重哦了一聲，道：「是怎麽回事？六妹，可否說淸楚一些？」 

黃媚道：「事情雖然很曲折，但如一下子說穿了，也就沒有甚麼了。」 

她輕輕吁一 □ 氣，接道：「那位大首腦，就是號稱百萬的張員外張伯年，他表面做盡了 
好事，但骨子裏却是北五省中坐地分賍的大盜，咱們金燈門破壞了他不少的大買資，所以 • 
他决心要把咱們一網打盡，利用了血手七醜，把咱們引上門來，但咱們的武功大出他的惹料 
之舛，所以，他們原準備在府中對咱們下手的計劃也有了改粱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好可怕啊！」 

黃媚笑一笑，接道：「幸好，他對小妹動了非份之想，要不然，咱們一上囚車，就會被 
他暗下毒手處决了。」 

于重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那些找上咱們報仇的人，也是他的安排了？」 

黃媚道：「是！他把咱們查得很淸楚，很巧妙的把他作的事也扣在了咱們頭上，而且， 
他一年前就派人在武林盟中吿了狀，他是個老謀深算的人，用了連環計，一謀不成，一計又 
出0」 

齊子川道：「難道非凡大師也被他買通了不成 ？ J 

, H:-.^3 查 M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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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媚道：「原來我也是這锛不是，祈足那老和尙太過輕信人，被人利 
用了不算，還被藥物所毒，落入地下囚牢之中，老和尙好懊惱，也好氣忿 。 J 
言小秋道：「老和尙不講理，不知好歹，也該讓他吃點苦頭。」 

黃媚道：「幸好，他吃了那麼多苦，省了我不少的事。」 

王俊道：「以後呢？」 

黃媚道：「我先解了非凡大師們一身中之毒，借洞房花燭之夜，制服了老賊張伯年，以 
後的事，我就交給了非凡大師去辦，怕你們掛念我，我就趕了回來 。 J 
齊子川道：「怎麼，那老和尙不追究你們了 ？ J 

黃媚道：「老和尙很固執，但他受了我救命之恩，沒有辦法，祇好放我離開，不過，他 
要我們三個月之內，自動到武當山去一次，向武林盟主說明，還說他一力擔保咱們，但這件 
事小妹不能作主，要回來向諸位兄長請敎了。」 

王俊道：「六妹，就這樣簡單麼？ J 

黃媚道：「自然，還經過了 一番激烈的死鬥，張伯年武功不弱，和我力鬥&合，幸好非 
凡大師等及時趕到，制服了張伯年。」 

王俊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原來，這三日中你辦了這樣多的亊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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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媚道：「這件亊過去了，但金燈門的亊沒有完，我們有很多規矩實在應該修正一 
難得大哥也 有這種想法，金燈門今後的景況如何，就看大哥你了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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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燈門 故事梗槪 

金燈門是一個俠膽仁心，替天行道的門派。 

年輕害生王俊無慧中救了生命垂危的金燈門掌門，並接下掌門人 
臨終交下的金燈。按照規例，他便成了金燈門的掌門，但他不會武功 
，對江湖上的亊更一無所知，他如何率領衆門下呢？ 

就在他當上掌門不久，金燈門突然身陷重圍，面臨絕境，黑、白 
道中人均欲«之死地，但金燈門的人自認所爲不愧天地。究竞是誰從 
中搞鬼？目的何在？王俊又如何帶領門\化險爲夷呢？ 

故亊情節曲折驚險，扣人心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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